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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林 


略談曰本的推理小說 沙靈 

T 

推理 ( REASONIUG ) ，原是綸理學的名詞，卽謂根據巳知的事理，去推求未 
知的結綸，可以分直接與間接兩種。 而 推理小說，便是依據巳 知的社會事理，去推 
求未知世界結綸❹這與西方的侦探小說恰巧相反，它是一開始就結論告訴讀者，然 
後再一步步揭露他的前因後果。而西方的偵探小說，是先不知道結論，用步步懸疑 
，引起讀者一步一步随着小說的情節跟進，到最後才真相大白 o 

為什麼推理小說能在日本風行？ 一言蔽之，讀者需要刺激，以 往只 限於翱譯的 
作品，當然在時間上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於是松本清張，便從事於神秘小說的耕耘 
o 由於他的小説情節很少虛構，許多均是真實事件的翻版 ，日 本的推理小說便在他 
的手下擴展開了。 

另外造成風氣，是出版社一再的推波助濶，形成風靡的景況 C 接着純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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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给家亊，已不停也發表推埋小說作品；遺有門外漢們的介入，也轉臾為推理小説 
作家。 - 

綃路引導了作家們的窝作方向，因而迤成熱潮。普通在報紙連載過的旱行本， 
约可售出二萬五千本左右，而推理小說卻可绡個五萬本 C 無名的新作家，最低也可 
銪售一、二萬本，這一事货使推 y 小說大為吃香了起來。銪路使作家們見風轉虼， 
作家大岡弄平，紊文創作了「夜的觸手」，獲得直木與的影剤評論家也寫了 r 關十 
郎的切腹事件」，最奇怪的是工學博士桶谷螌雄的 r 逃亡將校」，也使門外漢的他 
們擠入推理小說家之林。 

為什麽推理小說，在日本能夠有廣大的讀者，主要原因乃是他們作品的内容 
——具有時事性勝過現實性，因而 q 起讀者的閲請興趣 。: 

在目前的世界文化圈褢，大 f 出版推理小說的國家只有莫國、欧洲和日本 C 其 
中歐洲與美國之際的作品比較相近，而曰本的創作另成一種横式，如前述 O 

松本清伕。有最惜銪作家之稱，是曰本推埋小說界的王牌，寫遇二百部書，幾 
乎每一位曰本人或多或少讀過他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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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大部份描迷存在這個世界的不妥，恐怖和危險。他最有名小說都著眼於隱 
藏 i 日本政界，和財經界內部小王國的腐敗和陰謀。他自稱巳放慢寫作速度，一年 
只寫3到五本小説，不遏他天天爬格子，鮮少例外。他曾噌嘆，他的作品在國外的 
知名度 不高， 原因是日英翱譯家們本來就為數 不多， 而他們 的胃口 又偏向川端康*、 
、三島由紀夫和安部公务之類的真祕作品。其實這三位作家著重日本朝生暮死，梢 
縱卽遊的瞬間之差。因而促成外國讀者，誤以為這種小說才是典型的日本小說。其 
實本地仍有數千本，風格截然不同的小說廣受讀者的歡迎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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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束京幽靜小巷裹的族館 

這家曰本式的旅館建造在一條幽靜的小巷裏。授枱設置在建築物的入口處 ，櫃 枱設計成像窗 
口 的形式 ，上 半部用珠簾遮起來，客人不大容易從外面看到裏面；但裏面的燈火徽照着通路，裏 
面的人可以看得到進出旅客的臉。旅客大多是側面而行，女跟務生「謝謝光臨 」 的聲音就傻裏面 

傳出來。 _ 

宗三和美奈子差不多每隔三個月就來一次。他不知道旅館內的女服務生是否認識他？每當他 

走在去櫃怡的通道時 ，他 總會覺得十分 m 尬。整理房間的女服務生每次都是不一樣的面孔，但是 
樞抬的女人 ，卻都没 有變換 。但是每三 fl 月才來一次，而且出出入入的客人也很多，所以他猜想 
樞枱的小妲對他的印象或 r - 很生 疏吧！總之，當他離開禮治的時候，他就可以大大地舒一 口氣。 

穿過黑暗的小路，二人來到行人熙攘的大馬路，美奈子還是低頭踽踽而行。她心裏老是想 
着：擦身而過的人大椴會以 一 種【剛從旅館開房間出來的吧？ 」 的眼光看她。雖然，這個時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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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晚上十一點左右了。 

這一對，從外表看來，是患了七年之抜的四十開外男人，和年紀較小的女人。其實，美奈子 
比宗三大 I 歲。但是看起來卻比她的實際年齡年 M 了差不多五、六歲。美奈乎向來就喜歡把 *Ha 
打扮得艷瓸、摩赍，這一次更是打扮得特別年輕，衣服的顔色和花樣都很華 M 。這是爲了要和宗 
三幽會，她才做如此的打扮。他們從遙遠的四國來到束京。 

當然，美奈子不是用這一身打扮出來；在四國那種小城市那太惹人注 0 了。常地的女人，到 
了美奈子這種年紀，衣著火都很樸索，美奈子這一身打扮，她們會覺得很奇異和浮華。类奈子 
說，她把那一件較華麗的衣服偷偷藏在皮粕裹帶出來。 
r 妳先生看了怎麽說？」宗三問道。 

「西田 什麼都没有講 ，而且 他一向同情我在鄉下不能穿華麗的衣服。」美奈子笑着回答。 

美奈子的先生西田在松山市經營一家百货行，已經很久了。他大約有六十一歲。在十五年 
前，雖然不 S 很短暫的時間，但是，美奈子蚀經是被宗三叫爲嫂嫂的。 

那家百 貨行在 五年前，開始出售女用服飾品，從皮毛到別針、項銶，樣樣齊全。遺是爲 TM 
應時代的潮流。所售的都足上等的卨級品。本來這家百貨行祇耷男人用的東西。對西田來设，女 
用服 飾品是 很陌生，而且 棘手的。笑奈子對女用的服飾品比較內行而有興趣，所以 idi 方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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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就交由美奈子來負責處理。她差不多三個月就必須上東京一趟，停留四、五天 c 一方面爲了進 
貨，另一方面順便逛逛銀座，把時下流行的東西採購，帶回松山市 C 她說現在流行的趨勢，在時 
間上，東京和小城市間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了，必須時刻留意觀察。西田通常没有 I 道來。 I 方面 
是生意不能没有人照顧，另一方面是美奈子不喜歡西田一起來 C 

美奈子說話頗有商家主婦的味道。但是當姓投入宗三的懷抱，她就是一個從大她二十歲的丈 
夫身邊逃出來，享受片刻自由的有夫之婦了。說是爲生意而上東京，但這個時候完全走樣，變成 
燃燒情慾了 3 

他們兩人走到池袋車站附近，站在澄火明亮的大馬路旁等待計程車 C 通常 S 館也會爲顧客叫 
計程車，.但是他們覺得太顯眼，且不喜歡給司機看到自己，在路旁叫的話，司機就不會知道他們 
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美奈子所住的飯店是在東京車站前，宗三的家則在狄窪，兩個人每次都在這個地方個別叫車 

子回去。 . T 、 _ - - r - - . 

在，等車子的時候，宗三透露說： 
r 下俚月說不定會去岡山一趟 o 」 

r 岡山？ j 美奈子驚喜地說，仰 M 着宗三的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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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還不很確定，但可能在廣島附近和別的大學 I 起發掘假遺跡；假如有去的話！」 

宗三是在做考古學的研究。 

r 如果是去那個地方的話，不就是和松山市只有一海之隔嗎？你能逗留多久呢？」 

「很短。主辦單位是當地的一所大學，最久的話，也只有十天到兩個禮拜而已，而且是帶學 
生同行 o 」 

r 啊！好高興！希望能實現。 j 美奈子拉着{一不三的手高興地笑道。 

「下個月的什麼時候來？」 

•»•* 

r 可能是中旬吧！」宗三回答說。 

r 那麼，再過一個月我們就能見面了，記得打窀話給我呀！從岡山吋以直捡，我可以隨時和 
你見面。」 

她的聲音掩不住內心的雀躍。 

「但是，和學生一起去，可能會和他們共宿的 c J 
總可以溜一溜吧！難道寸步不離，粘在一起嗎？宗三想 C 
「那地方接近廣島，我們就在尾道市見面吧，對了，尾道市有一家叫山隄旅莊的，那地方幽 
雅淸靜，我們就决定在那衷吧！只要你前一天掛個 m 詁來，我馬上就從今治市搭乘渡船過來。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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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奈子說話的口氣儼然當它已經或了定局。本來三個月才有一次的機會，竟然因此再過一個 
月又能見面了，美奈子心中眞是非常地高興。 

「但是，松山市和尾道市很近，人家或許認識妳！ j 宗三說。 .. 
美奈子是松山市老店的主婦，她通常都會站在店面和客人接洽生意，所以他不能不有這樣的 

顧慮。 ,- ' ; -! - * : V - 

r 没關係，尾道市的人，買東西的時候差不多都去岡山和廣島，而且我也會改變打扮的 ！ j 
美奈子好像把宗三的考古發招遺跡之行， m 爲定局一般，爲此高興萬分。 

這時，兩輛計程車接連開過來。宗三讓美奈子先搭上車子回飯館。 

「一定暌！」美奈子要上車前，再次叮嚀着宗三。 • 

宗三看她那麼高興，心裏想着，佞如考古的 H 作不能成行，下個月也要去尾道 一 趟才行。每 
一次當要分手時，她都會爲三個月才能見一次面而倜偎，依依不捨。但是這一次卻不同了；她是 
那麼地興高采烈。 

宗三目送美奈子的車子離去，這期間，後面那輛車子一直在等着他。 

「狄窪！ j 宗三對司機說。 

r 那裏？ j 或許司機不太能聽淸逑他的話側着險問 c 



心 r 狄窪啦！」宗三拉高嗓音。 

Mr 是！ j 司機答道。•： 

5司機於是踩上油門，開動車子。 ， : -._ ’： ’ 

胃 宗三看到司機隨和的神態，«得有些总外"時下一般司機跟他說要往那裒，大部份都是齐於 
冋答。特別是當客人帶者女人搭車子的時候，他們更是一臉不偸快 ，默 不作聲，態度冷淡得很。 

. 宗三碰到道種場合的次數很多，有些司機•總得很煩躁，故意將車子開得搖襬不定，使人坐得很不 

，，舒服。. •. .. ‘ .. 

r 這個 Ml 機淸楚地看到客人和女人分開而坐，他也看到宗三對那女人揮手告別。在這附近小旅 
館很多，或許 nj 機已經知道他們雨個人是剛從那個地方出來的吧！因此宗一一一覺得逍個司機可能會 
有不太客氣的表情，然而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 ，. 

‘宗三放心地靜坐車內。車子一直朝新宿的方向走 c 穿過池袋的繁華街道，街上行人稀少，但 
是車子卻很多。 . 广 

宗三想像着美奈子的車子現在可能已經到達飯田橘附近，她可能還保持那種高興的心情，獨 
林 個兒在市上。宗三覺得非得 W 現下 fa/3 的約定不可了。他實在不忍心讓美奈子失望。 

對於要在尾道 Ttl 碰面之事，宗三想來想去還是認爲有點不妥，梵得有些冒險。松山市和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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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比鄰城鎭，往來頻繁，而且西田百貨行是松山市有名的店舖，所以在尾道市很可能有人認識 
美奈子。 

美奈子钔說没有關係，但那頚然是她渴望要見到宗三而說的。實在難保没有「萬一 J 。她應 
該也有所顧慮吧！她說要改變打扮，這不是反映出她心裏的顧慮嗎？然而，如果讓她失望，宗一二 
卻眞是於心不忍。 : 

危險不是没有的，除了被相識的人碰見之外，美奈子的熱情如火，宗三尤其了解自己已没有 
力量抗拒，而越發擔心陷進泥沼而不能自拔。 

美奈子說過：她壓根兒對長她二十歲的再婚先生没有一點愛情。繫住她的力量，不外是生活 
上的安定和『生意』。她說她對生意很有興趣。宗三了解美奈子的個性，她是一位堅強而有才氣 
的女人，難怪她先生將這一方面的生意完全交袷她管理。 

被我看上，從大阪、東京採回松山的寅西，毎次都很快就被搶購一空，實在很過癍！另外我 
自己設計款式給廠商製作手提包。連東京的業者都欣賞我的設計哩！ 

對宗三講這些事倩的時候，美奈子的表情總是神氣活現，興高彩烈。她說，生意不僅是她生 
存的憑藉，也是她生活上的一大樂趣。 

美奈子跟他說，她和西田間的夫婦生活停止快十佐了 C 因爲一開始就不喜歡他，所以钛儘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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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絕，漸漸 地變成有名無 ® 的夫妻關係 。 a 一 番詁宗三也覺得不是 rlB 。這是從迸 ffilllFl!K.l:^ 
在床上翻雲瑷雨的表現，使宗三絕對相信她的話。 

「是我教你的。」 ' • ■.: 

美奈子這樣地說。那是指十五年前的亊。 • 

那年的春天，宗三在銀座興芡奈子偶然重逢，一起喝咖啡、吃晚餐，後果發展到意想不到的 
地步。美奈子知道宗：1有兩個孩子以後，就跟他說寅在很對不起他太太 • 但是下一次到東京的時 
候，希望仍能見面。於是那一次也 S 連續兩天在一起，而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旅舍，但是換來換去 
到現在還是那幾間而已。因爲他們倆不願到處抛頭銥面。 

r 是我教你的！」 

那是一個下雪天❶從新瀉的回程，兩侗人中途往水上温泉。當車子快要抵達的時候，美奈 
子忽然提議要在此下車。通往旅舍的坡道結着一層豚冰，走在冰 S 上，宗三的腳步有點不聽使 
唤 o 

美奈子牽着他的手。她的手有些冷，可是握得很有力。那時侯，她是他的嫂子。 

當從温泉車站下車時，宗三的心裹忐忑不安。黑喑的天空， S 花紛飛，落在面頰上，有一種 
冰冷的感覺。他們迎着冷 m ,眼睛受刺激，不覺淌下淚來。視線所及，旅館街的燈火，顯得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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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但很温暖。 

倆人走進六樓建築的旋館，就各自進入浴室。宗三的心藤一直「碰 tu M 得很厲害，使他無 
法泡久。回到房間，在 S 暗的燈光下，兩張棉被緊 靠著舖在床上。宗 三感到自己體內的血液好像 
都迸射出來了。 

從濕壁傳來瓶子碰觸的聲音，顯然的，是嫂子在做睡前卸粧。宗三的膝蓋一直在發抖。這是 
在新瀉 ，美 奈子決定和長兄離婚後回來的夜晚…… 

宗三看着前方新宿的霓虹燈在閃爍着…… 
r 喂！」宗三趕緊對司榻說： r 我是要去狄窪啊 ！J 
司機將車速減慢叫道： r 哎呀！」 

他的聲音有點曖昧。 

宗三以爲司機搞錯了方向，但是上直的時候，明明司機曾問過他的。 

往窗外看，車子已經過了千登世橋的陸 橋了。 

司機停住車子 ，轉 頭問道： 
r 狄窪！ 不是烂這邊走嗎？」 

宗三有些驚訝。聽說有的司機故意繚道行駛，以便多賺一些錢，這司機大槪也是這漾吧！他 


P 域市政局怎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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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爲司機被顧客發現 而 裝糊塗，但是看這個 司機的 鉍度似乎不是 ，看樣子是 當眞認爲去狄 窪是要 
經過新宿。 

r 喂，從這裏走的話，繞得太離譜了啊 ！J 
宗三以責備的口氣說。 

「喔？是嗎？」 

「什麼是嗎，不是嗎！你眞的不知道嗎 ？ J 

「對不起。」司機將頭垂得低低的。他看起來忠厚坦白，使宗三都不忍心再苛貴他了。 
r 去狄窪，如果從四谷去的話，的確是要經過新宿，但是從池袋去，就要經過千登世橋，你 
稍徵往回走，就可以看到那個陸橋。從那地方上去，經過目百、往左轉，再往右轉，穿出青梅街 
道 C 這樣子比較近。你從新宿去，是繞了 一大圈啊！」宗三這樣說道。 

司榇有點徬徨地問道：「那麼往回走好不好？」 

宗三說： r 好啊！」 

年輕的司機看了一路上的其他車子，然後將車子轉頭，開到上千登世橋的坡道上 C 司機問： 
r 從這裏去嗎？」 

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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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革子上了坡道。 

「從這裏右轉，就可以經過目 百車站前面 。 J 
「是。」 

r 你好像不太熟悉東京的街道吧？」宗三 問道。 

r 是的 r 我來這個地方開計程車，只有 一 個多月，所以都白客人指引去路 c J 
r 你是從 鄕下來的嗎？ 」 -- . 

.V. V. - . 4, 

r 是的。」 . 

聽說最近東京地區很缺乏司機，計程車公司都是由翹下地方僱司機，听以這個司機以爲要去 
狄窪，非要經過新宿不可，他好像只瞭解主要的幹道而已。 ： 
車子經過學習院前面。目百車站前燈火明亮，微微可見幌動的人影。 • 
經過十四年後再見到美奈子，一碰到媿那熱烘烘的肉體時，宗三完全被征服了。美奈子似乎 
故意以行動證明和先生已經没有這種關係存在。但顯然「水上温泉」韻事的回憶確實也挑動起壳 
奈子的感情，這一次她也是非常積極，宛如十四年前那次一樣。女人面臨比自己年少的男人時， 
就變得比男人還要大膽，而站在誘導對方的立場。雖然在以前，宗三曾經是她的小叔。 

令人感到奇係的是，宗三雖然已經四十歲左右了，卻仍陷入二十幾歲時的錯覺之中二 W 委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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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他年長的女人。這是一種被動的陶醉。美奈子對宗三能讓她隨心所欲的引誘，令她的心情異 
常地興奮。 

(比起那時候，你變得更像個男人了 a ) 

美奈子陶然地對宗三輕聲說。 

宗三從她的話中，頜會到她似乎在輕視他十四年前的不成熟。在水上温泉發生不正常的關係 
時，美奈子和宗三的長兄結婚一年半後發生了婚變。經過了十四年的時間，使得兩個人在精神 
上，肉體上比以前更加成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成熟的程度在她生理上的需要形成一種不 
均衡的情況，這是因美奈子再嫁後擁有一個六十一歲，身體不太好的先生，而後每三偭月碰面一 
次，一連三個晚上在一起，對美奈子來說，實在無法満足她的慾望。這種感受綫續在升髙，宗三 
從她的話中可以聽得出來，亦可以充分體會到這種感受。 

美奈子現在是一家百貨行的老闆娘，這種地位再加上她對生意的興趣，所以還能夠使她安心 
地留在松山市，一旦她太貪求肉體上的享受，說不定就會放棄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而投奔到宗三 
懷裏。 

下個月要去岡山，在宗三的感覺上頗具有危險性，但是宗三對於和美奈子的幽會有很大的誘 
感力，他覺得自己可能會去，不！在潛意識裏，他不是已經決定要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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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啊！」宗三發覺前方有異而大 叫一聲。車子居然溥入青梅街道而一直往前走 
「不是那邊啦，要往左轉啦！」宗三再次地交待司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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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宗三的嫂嫂 

宗三的家在靜岡市經營口本餅店，「綠山餅」 是道 家老店 的招牌點心。 從曾蛆 父到宗三的父 
親已經有三代之久了，到了宗三的伯父這一代時，再由宗三的父親另外開設分號。父親有三個兒 
子， 長兄壽火，次兄辟二郎，宗三 排 行第三，毎個人相隔四歲。»夫和美奈子結婚的時候 ，宗三 
還在東京一所大學的研究所唸書；壽夫和美奈子之間的婚尜，他大槪在半年前就巳經從父 親的書 
信中得知。芙奈子是名古屋一家布店 老聞的女兒 。宗三 冋靜岡 的時候，剛好美奈子也來家 裏玩！ 
美奈子那時是二十四歲。 

r 你覺得美奈子怎樣？」 壽 夫把宗三拉到一劳問 道。 

「並不怎樣……不錯嘛！」宗三如此地回答。 

他只能 ia 麼說 。美奈 子實在 是一個 很平凡的女孩子 。外表看起來並不怎 麼特別出色，至於性 
格方面也没有什麼特徼。她 不太化 粧的臉 ，泛着 一些琲紅，看起來 似乎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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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她只比你大一歲而巳。」壽夫對宗三說。 

「父親在信中寫過，不過看起來她似乎才二十歲的樣子！」 , 
r 嗯！」壽夫應道。 

宗三這種回答很令壽夫感到潇意。從美奈子安靜的模樣，可以看出她以前很少在外面抛頭露 
面。她家的布店是中等行號。宗三想，名古屋的商人家還保持老式的傳統，使得美奈子給人的印 
象比實際年齡還年輕。 

只是看起來年輕一點而已。其他方面也就没有什麼特色，所以才使哥哥有些猶豫不決的樣 
子。壽夫說： 

r 父母親常把她從名古屋叫來，但我不嘵得該怎麼辦？」壽夫張着嘴笑道。 

「把她娶過來嗎！」宗三隨意地說道，心想，反正我住定了東，旣不住在一起，和哥哥的 
接觸就較少了。不過對方看起來一副浥柔體貼的樣子，宗三就說： 

「她很遒合幫忙我們家料理生意！」 

••I 

「餅店的店面比較需要這樣文靜的女性來做 C 」二哥大哥都異口同聲地說 C 
從哥哥的口吻，推測他似乎有幾分願意娶美奈子，只是心中有些猶豫而想聽一聽弟弟們的意 
見，來增加捨取的憑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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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到今天還没有明確的決定。 J 母親對宗三說 C 

母親很喜歡美奈子的個性。母親的意見是：如果太過漂亮或新潮派的話，夫婦間可能會合不 

來。 

r 美奈子聽說壽夫喜歡繪奎，她也開始在家 S 跟人學習繪畫了 c 」母親說。 

#夫容歡油畫。 r 哎呀！那麼类奈子是嵙歡哥哥了。」 

「好像是啊！我眞希 M 美奈子嫁過來。」母親說 C 

美奈子的外表看起來不 太顯眼，但 她的內心裏熱情洋溢 ，這是很使宗三感到意外。大槪是外 
表平凡的女孩子，才會把內心的熱情隱藏起來吧！ 

在关奈子和壽夫結婚一年後，有一天，宗三從朿京回到靜岡得知哥哥連續兩晚没回家，他才 
知道當年壽夫要和美奈子結婚，態度還冇些猶豫不決的珅由。啓二郎住在大阪一家紡織公司的宿 
仝，家中只剩下雙親和芡奈子。宗三毎兩個月冋靜岡一趟，每次宗三都會發赍美奈子一次比一次 
更加嫵媚動人，她全身充滿女人味道。一向躱在家褢的少女，在二十四歲的年齢出嫁後，夫挺生 
活使得她把內心隱藏已久的熱惝和「女人味道」完全地迸發出來。 

本來硬朗朗的體態，變得很柔砍，臉色也變得很白皙，眼 下和弈齙 更有女人特有的光滑，眼 
神亦格外的生動，最神秘的就是臀部變得 豐圓 。宗三 驚訝 於少女一幌成爲少婦的過程中，變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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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有魅力！本來不太喜歡譁話的美奈子比以前健談多了，她是以一種嫂嫂的態度對宗三譁話 C 

從以前的暗中觀察，宗三知道，壽夫並不討厭美奈子，他親切地對待她。美奈子常背着雙親 
不在的時候，對壽夫撒嬌。 

父母親對兒媳的夫婦生活亦很感满意 C 但結婚七、八個月之後，宗三卻覺得，父母親好像對 
他隱瞞了什麼事，美奈子看起來卻没有什麼改變。起初宗三也不知就裏，後來才想通了。父親對 
美奈子變得十分親切地呵護。壽夫外宿不歸的時候，正好宗三從東京回來，和父母親在客廳裏話 
家常。美奈子在一旁泡茶，沏好了茶後，一句話也不說地躱進自己的臥室就没有再出來過。宗三 
想，哥哥不在家，她是媳婦，也該陪侍一下巳，父親望着美奈子走進房間的背影，忽然變得沉默 
了，顯得心事重重，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 . 
r 我想藉這機會，把事情吿訴宗三比較好。」 

父親藉着以聊天來掩飾事情的母親說。 

宗三從東京被電話叫回家，是在父親認爲應該向宗三譁實話的四個月後的一個晚上。 

美奈子 S 有，： o 現在店裏。向宗三問好寒暄的店員的目光，充满了好奇的神情，宗三進到裏面 
問父親說： ： 

「哥哥還没有消息嗎？」 



白认 


輪波海内24 


母親的臉 h 充満憂慮之色，美奈子没冇在埸。 

「雨個鐘 IM 前，有人來吿泝我壽夫的住址，當然3夫他木人足不舍有仟何消息回來的！ J 父 

親很氣憤地說道。 

「他在那裏 ？ J . ‘ • ，. ，• r 

r 新潰，地址也知道了。」 - 

r 新瀉！」 .... : • 

宗二仰頭看了看庭院上空的寒雲，眼前浮现出哥哥和那女人，在稹着一厣厚雪的屋瘠下，夾 
着大腳爐圉坐的情景。想像中，那房問是廉價旅館，&•凉的六蓆小房問。 

差不多是四個月以前，哥哥在外而過了兩夜，父母親曾經跟他透露，哥哥在外面有女人的 
事。那女人大哥哥三歲，是個酒家女，聽說在和美奈子結婚以前就巳經很親密了，只是那時候， 
那酒家女仍和別人 R 居，因此不得不接受壽夫結婚的事»。但是，她並不因毐火結婚而死心，依 
然約壽夫出去，砮夫受到引誘，身不山己地和她回復以前的關係。 M 近竟變本加厲地常常在外面 
遇夜，奄不考慮到家人對這事的看法。 

這個年長的女人，很喜歡#夫。因爲有人出錢照顧她的生活，她只得打消了和裔夫結婚的念 
頭；但她卻絕不答應和壽夫斬斷關係 c 當壽夫和美杂子結婚的時候，她就毅然地和同居人切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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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表示她對壽夫的愛心。 

如今，宗三瞭解到，當年壽夫爲什麼猶豫不決？本來宗三還以爲哥哥是因美奈子的平凡而不 
滿，希望藉兩個弟弟來提供否定的意見。但是實情並非如此。壽夫所希望的是，兄弟們都提出強 
烈的贊成意見 * 使他成爲和那女人分手強力的憑藉。 

母親說那女人很倔強，任何人居間調停，她都不答應。聽說那女人在酒家中很紅，收入也很 
豐裕，使得那女人因此更加驕傲。壽夫雖說過要和那女人一刀兩斷，但似乎是女人不放手，壽夫 
就被牽着走。和美奈子剛結婚的時候，倩形並不嚴重，但經退半年後就死灰復燃了。 

父親說： r 我偷偷去過酒家看那女人，她只是靠化粧、用手段來掌揎男人！」 

*/ _ € 

母親說： r 不！那女人大壽夫三歲，看樣子是眞的愛上壽夫了。嗳—.年長的女人動眞情最可 
怕。 J 說完，母親又嘆一口氣。 

母親繼續說道： r 壽夫說這是他的貴任，請大家不必揷手管這樁事，他要馬上跟她切斷關 
係。他老是用這種講法來搪塞。」 

父親說這件事，使他感到對美奈子有愧疚。美奈子知道這事一點也没有怨恨壽夫，反而爲壽 
夫給母親增添這麼多的麻煩，感到十分的不安。她就是這麼沌潔而善良的女孩子，所以父親更加 
覺得不忍心，父親說到這裏時，磬音有些哽咽，總希望壽夫能夠趕快從惡夢中驚 sa ,母親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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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是弟弟，以弟弟的身份對哥哥，也難說什麼。」宗三回答道。 

「這稲略戀，如果火家一味地喧騰反而會得到反效果，哥哥一定也很想和那女人了斷，我以 
爲大家靜觀一段時間比較好！」 

父親說： r 芙奈子最近變得愈發成熟世故，同時也很照顧丈夫。 3 夫實在是一個不知足的傢 
伙！」 

宗三聽父親如此地没，也感覺美奈子最近眞是變得格外的漂亮 C 這種感受，男人都能體會得 

到。 ‘、‘ 

自這天以後，靜岡縣家裏一直没有信來，宗三在東京，對愔況的進展全然不知，他也不敢冒 
然寫信 冋去問這樁事 。有一天突然 接到家裏來的電話，說杗夫和那女人私奔了，要宗三馬上趕回 
靜岡，商量莕後。 

在大阪的二哥啓二郎說因 H 作的關係，不能回來。宗三有點擔心，自己如此念切的回家，父 
母親和美奈子會怎麽揣摩呢？ 

髡親、宗三加上美奈子四人聚在一起商量 。美 奈子可能因太傷心而没有化粧，但她那富有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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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皮庸，看起來白皙、光潤。討論的結旲決定去新瀉將壽夫帶回來，作此建議的是美奈子，她 
說：「只要和壽夫見面，他一定會回來！」 r 壽夫是一個很軟弱的人」。美奈子相信她具有說服 
力。旣然妻子特地去接他，總不至於拒人於千里之外吧！美奈子認爲壽夫並不討厭自己，他只是 
被那女人纏着不放而變成她的俘擄了。壽夫可能也想和那女人脫離關係，果眞如此的話，他一直 
待在新瀉亦是無奈的，更因爲無法擺脫那女人，只好一直跟那年長的女人，流浪他鄕使自己走向 
窮途末路的合運。那女人可能會濃粧艷抹地出外賺錢，但壽夫並没有謀生的能力，日本餅的作 
法，他祇是在自家的工廠耳麂目染得來而已，還不能成爲一個眞正的師父，母親嘆息道： 

■. 「壽夫好可憐啊！」不禁老淚縱流。 

妻子去接先生回來，也不是没有過的例子。只是 家人覺 得不能讓美奈子一個人單獨去新瀉。 
一方面是顧慮到路途遙遠，同時壽夫身旁有個倔強而厲害的女人，這個時候如果由父親出面的 
話，可能會引起壽夫的反抗，所以父親就命令地說道 •• r 宗三！你跟嫂嫂一起去新瀉！」 

依他們的推測，壽夫可能不會馬上和他們一起回來。有那女人在身旁，還有面子問題。這一 
趟或許要花個三四天，其間美奈子勢必要投宿在新瀉市內的旅館•，所以父母親就命令宗三侍候美 
奈子。宗三爲此感到有些不安！ 

第二天兩人從靜岡出發，搭直走了 一段汊長的路，山上已積了白皚 rit 的 S 。鐵路沿線的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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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像中的那麼厚。來在車上，宗三一 S 在看書，但因心惝不安以致無法把«本的内容記在腦 
海裏。美奈子則不太在意宗三，只是感謝他爲她和舂夫的事奔波勞苦！ 

美奈子把橘子遞給宗三時，他碰到她的丰指頭 C 宗三的心不由0主地緊張起來，而美奈子卻 
好像一點也不在乎。當車子抵達直江津時，美奈子神 g 默然，似乎若有所思，她的身體不時地挪 
動，如坐針顔般，無法壓抑內心的興啻 C 宗三對於美奈子一心想着孬夫而忽視了旁邊的他，微感 
失望，同時對於自己的一廂情願好像在唱獨腳戲，也感到有點滑稽。 

薄暮之際，遠處白皚皚的雪把萵山影映射在車窗上，班至赤众時，有人下車 C 新瀉的積§並 
不怎麼多。在晚 上八時 左右，車站前商店的霓虹燈輝映山路上的白雪。長時間坐在有暖氣設備的 
大車廂內，一口一碰及外面的冷空氣，宗三的臉頰頓時感到一陣冰凉。 

宗三向計程准司機說明地點，不久即被帶到信濃川前面街道上的紅葉莊。紅葉莊並没有想像 
中的冷淸、簡陋，對鄕下人來說，這還是開風氣之先的「公寓」。美奈+看了看這嶄新的建築 
物，她硬繃着臉，神態肅然。這 S 是丈夫的藏嬌處 I 美奈子眞是見景傷情，忍受着莫大的屈 
辱！ 

r 今夜先 ysl 家旅绾暫時住下來，35我弋去戊哥哥淡一淡！，1宗三對美奈 T - 說 o 
美奈-7-卻表示要在公寓前等候，她的神色很執著。「縱使在寒風吹襲下，等候一兩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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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在乎！只要能馬上得到你和壽夫談話的結果•受一點風寒又有什麼關係呢？」美奈子以一 
種堅定的口吻說着。 • • 

公寓管理員吿訴宗三壽夫的房間。敲了 一下門，不久壽夫從裏頭探出頭來，看到宗三 ，叫了 
一聲：「哦！」他的臉上並無驚訏之色，似乎他心裏老早有數了。 • • 

「只有你！個人來嗎？」壽夫看宗三背後並没有別人時就問道。 
r 嫂嫂也來了，在下面等着！」宗三答道。 

宗三以爲那女人在房間內，所以細聲地對壽夫講，壽夫輕輕點頭。從壽夫的臉上看不出他有 
多大的困惑，可能因爲他也期待美奈子一起跟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很好說了。 
r 她現在不在，你進來吧！」壽夫說。 、 

屋內裝有瓦斯暖爐，正在燃燒，裏面的裝飾很別緻，一眼看得出是那女人精心設計的•，乍看 
之下 ，彷彿是新婚夫妻的房間，而壽夫可能就是；板這一股刻意製造出來的氣氛所緊緊地吸引着。 
在這裏，一點也没有私奔者落魄的樣子，可以想像得出，任何一個男人只要意志不堅定的話，都 
會满足於這裏豐衣足食的華麗生活。想到壽夫的個性，宗三就覺得很因擾，而更困擾的是，假如 
美奈子進入這房間的話，她會怎麼想呢？ 

壽夫身穿一件很高級的毛線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問道：「父母親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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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Ra 内的桌椅及橱概上所襬遛的東西，都是新的，宗三聽說毒人 tt : 出走的時候，從店裏佘走 
三萬元，但從這樣子看來，似乎不止這個數目，那個女人所花用的錢 PJ 能也不少。 

舂夫靜靜地聽宗三說話，看壽夫的樣子一派若無其亊，經過差不多半個錬頭，那女人仍然没 
有回來。宗三揣想那女人可能在附近的酒家上班，在靜岡，那女人就已經非常紅了，在這種地 
方，她也一定 S 大紅特紅的。 

宗三很詫異；壽夫甚至有一副吃軟飯的男人的模樣，他的神熊顯示着似乎他對這種生活感到 
頗爲滿足。 

「現在要馬上回靜岡實在有些困難！」|{诗夫並不在乎地說。 
r 跟液說有什麼用呢？你跟嫂嫂說吧！外面那麼冷，她在那裏巳經站了好久了 ！ j 
宗三說。聽宗三這樣說，壽夫立即應道；、 
r 那麼！ 叫她進來吧！」 

壽夫可能也 M 爲那女人哲時不會回來，他可以放心地和美奈子溝話。三走到外面。美奈子 
佇立在玄關外。 ® 花紛紛落在美奈子的頜巾和肩膀上。她那條紅色的圍巾看起來非常地艷麗。 
r 哥哥叫妳進去！ .1 宗三說： r 我在外面等妳。那女人不在。」 

美奈子說了 © r 對不起！」口中呼出一股白氣，搂在宗三的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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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水上溫表的囘憶 

美奈子進入公寓後，宗三把自己和美奈子的行李放在屋壕下。信濃川的寒風從房子的間隙吹 
到他的背上，屋外雪花紛飛。宗三想像着此時屋裏美奈子和壽夫間的談判，猜想他們該已談到了 
主題了吧！ 

壽夫會不會被美奈子說服昵？不！如果美奈子看到房內新婚投的擺設，眞不知她心裏有什麼 
感受？美奈子本以爲壽夫和那女人住的房間會是非常簡陋的麇價旅館，但是事實並不然。 

宗三感覺，哥哥似乎很蒲足居住在這樣安這的房間，沉溺於年長的女人的愛慾裏。對於宗三 
的勸吿，壽夫只顯露出困惑的表情！ 

但是面對着美奈子，反應可能會有所不同吧。壽夫也許是在兩個女人之間搖搔不定。從家裏 
出來和那女人過一輩子，不會有什麼好處，這一點壽夫應該很淸楚才對。他自己没有經濟能力， 
同時，放棄財產的繼承權和那女人 ia 曰子，將是怎樣困苦，他應該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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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祷夫並非討瞅美奈子，顯然地，他對妻子婚後愈來愈漂亮 ffii 深受吸引。現在和池在一 
起的女人祗是適合玩玩的，而美奈子那稀寧靜，而兵冇深度的愛怙，才起壽夫永遠所要相依和寄 
託的 C 

美奈子的個性外柔內剛，同時也有沙世未深的單純。一個結婚不久的女孩子逍從靜岡來新 
瀉 ，找到丈夫和別人同居的地方，责在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C 通常，若碰到 a 種情況，一般 
都是由父母出面或是央人代爲協商調解的。而美奈子的決心與行動，正是表現出她坚強的個性。 

宗三想像着此時#夫 JE 趁转那女人不在，與美奈子打點行李準備回靜岡，因爲假如那女人在 
埸的話，就不容易離開。所以，說不定現在舂夫已經在寫留 ? T 袷那女人了！ 

突然間，在雪光中有一個黑影搖動出現 C 宗三因想得出神所以一時没有察覺，道到對方走進 
玄關燈火可以照得到的時候，他才意識到！ 

在微弱的光線下出現的女人，身穿大紅的外 S ，雖在黑夜：幾，也可肴得出她有一雙修長的 
腿，那匁忙走進玄關的女人，突然發 5 J 屋逛下有個人，她猛回頭|看。此時宗一一:也直視着她，只 
因背光的關係，一時也看不太淸楚。但宗三可以直梵地意識到，一定是那女人。她也是頓時楞住 
了！那女人 * 見宗三腳邊有兩 n 皮箱，大槪警赍到事態的嚴琯。知道宗一 ：一是什麼身份了，向宗三 
輕輕一點頭，似乎想耍 ffiltl : 什麼，但是欲 - S - 又止，逕向房内走去。宗三也是反射性地问禮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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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高高的身材 ffl 深留在宗三的腦海裏。如果只有| 口皮箱的話，那女人可能會走近過來的， 
宗三如此想着。 

宗三爲那女人突然回來而焦盧萬分。兩個女人對壘起衝突的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時也 
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C 壽夫夾在中間，當然左右爲難，免不了會有 I 副狼狽相 C 宗三把耳朶直豎起 
來，但並没有聽到什麼。宗三心裏在盤算着，要是美奈子或壽夫叫他進去，眞不知道他在那女人 
面前該講些什麼才好！ 

從靜岡出發時，宗三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是事到臨頭，在實際場合中，自己的話究竟有 
幾分作用，他實在没什麼信心。甚至連是否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壓拫兒就不怎麼有把握。那 
女人進去約莫二十分鐘左右，從裏面傳出開門的聲音，玄關的門也接着被拉開，走出來的是美奈 
子，她已經穿上大衣。美奈子對宗三說： 

r 

「我們回去吧！」聲音是 {$ 沉而 悲憤。 •- -- , ， . 、 
r 哦！」宗三急問道：「究竟怎麼樣子了！ 」 、 
r 算了！我們現在回靜岡吧！」美奈子用堅決的 U 氣回答。然後將放在地上的皮箱提起來。 

夫終於没有再出來。 

宗三對美奈子說： r 我再去和哥哥談一談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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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奈子用激烈的门吻說：「不必，不必了！」臉上的神情很難看，好像在說，不要多膂閒事 
吧！ S 了她難看的氣色。宗三不敢吭聲！ 

美奈子把頭一抬，直往前走，那樣子好像在跟下 S 天挑戰似的。究竞是怎麼回事？宗三可以 
想像出來的。很可能因爲那女人回來後才把事情 Jfr® 了。成許原來話就不太投機。宗三想，那也 
是那女人的緣故吧！談話切斷了，可能是5到那女人突然冋來，萸奈子的脾氣變得暴躁起來。 

一路上美奈子不發一言 C 宗三很想知道談判的情形，但處在這種氣氛，他無法開口。只是不 
安地跟着巽奈子走。兩個人朝葙燈火明亮的地方走去。 S 時已經九點半鏟了，没有計程荜經過， 
路上行人稀少，顯得很冷淸。在人地生疏的新瀉市，又足下 S 的夜裏，提着皮箱和嫂嫂走在 I 
起， ia 將成爲宗三|稲很特殊的回愔。宗三的手指有被凍俏的感覺。他們好不容易才搭上往車站 
的公共汽車。車內的燈火明亮。美奈子的表倌與常冷凝，令宗三不敢正視她。 

到速車站，宗三以爲美奈子要在這裹叫計程苹 R 旅舍，但是美奈子卻以一稲獨斷的口氣問宗 

三： 

r 往靜岡的火車幾點鐘開？」 

美奈子有想搭夜車回去的意思。她無意在 it 夫和那女人停留的新瀉市過夜。這時已經没有直 
達郗 岡的违 子了； 只能格 J 越線直逮東京的火凍 e 再過十艽分鍊後，火車就要開了。美柰子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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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我們搭這班車 

美奈子好像一刻也不願停留似地想要馬上離開新瀉市。他們没有買到臥票。早上由靜岡 * 
發，又搭當天的夜車回去，一定很累的。但是反正今夜美奈子是無法成眠了。 

列車開動了。美奈子没有欣賞新瀉市夜景的心倩。夜幕低垂的新瀉市，白色的屋頂櫛比鳞 
次，點綴着閃閃發光的温暖燈火。美奈子背着窗口，低下了頭，臉上是一副看也不願意看的表 
情。 

她没有哭，有的是一副倔強不認輸的神倩。宗三很想問美奈子究竟壽夫對她說了些什麼話 ® 
但是即使問，看樣子美奈子是不會理會的，宗三更想知道美奈子的決定。美奈子卻始終一副默然 
的樣子 C 這可以使人猜想得到，壽夫在那女人面前一定跟美奈子表示了不願意回靜罔。很想知道 
談判的內容，但目前眞是一無所知 C 他想千里迢迢地跟美奈子來到新瀉市，自己卻連一點忙也没 
絜上，實在感覺到很窩囊，回到靜岡後，他怎麼對父母親交待呢？ 

但是美奈子總不會連一點內容都不透露給他知道吧！他相信她的心情平靜下來的時候，她會 
把事情的前前後後一點一滴地講給他聽。宗三只好等待着那個時機的來臨。 

新瀉市的街頭已經遠遠地消失，祇剩下一片黑暗裏透着白濛濛的原野 C 車窗旁的燈火照出了 
附近積雪的厚度。宗三來新瀉市前的悸傷業已消失◊原以爲壽夫和美奈子的事情未解決以 j 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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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笑奈子在新 •市的 旅舍過 一 兩夜， SS 內心的頗慄如今巳純 釋然 。他感 到原來只有0己 在唱獨 
角戯。在美奈7-的腦海中，只想若#夫的事。現在宗三撤底地了解情況了。美奈子全部的意識都 
集中在被#夫枣 負的這一點 上，以 致没有 將宗三當成 問題 。可 不是 嗎？ 55 奈 子甚至都没存將宗三 
認定爲商策的對象。她一點也没有向宗三透露一些有關和赛夫談判的內容。 

火車開始上坡。外面琅 S 愈序。 

美奈子侬然是沉默無言。宗三感到很拘泥，也只有跟着沉默。 

隔 S 通道的鄰座 ，有；一 個約莫五十歲的男人，跟二十五六歲身穿和服的女人，並肩坐在一 
起。那女人講話的態度不怎麼髙尙。但那男的聽那女的饒舌，似乎很入迷，表現若一副高興的樣 
子，不斷地點 頭。因 朿聲而聰不濟 對方在脫些什 麼的時候，那男的就將頭靠在那女的胸 HU 。 他們 
的 樣子旣 不像夫妻也不像父女 。他們的談話，宗三 想不去聽也會 S 然傅到耳朶裏。美奈子也是一 

樣。 

那女的捲起大衣袖子跟那男的說： r 到水上温泉還有差不多再一個半鐘頭的路程 ！ j 
丨那男的笑得臉都揀成一團。他對她輕輕耳 S 5。 

那女的以一穐心照不宣的手勢，拍着男的膊膀。 

接 近水上温泉時 ，鄰席的男女巳在做下車的準備了，此時美亲子突然向宗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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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下一站下車吧！ j 

宗三很驚訝地抬頭看了看美奈子。美奈子眼睛往前直看然後說： . 

「我很疲倦，下一站是温泉鄕，不管怎樣的旅館都好，我很想躺下來休息！」 

上山的列車，減速緩慢的爬行。 

事出突然，宗三有點慌張，不知所措。身體內的血液好像直往頭上衝。火車停下來時，宗三 
和美 奈子跟着鄰座 那兩個人下車，走出了車站。這時已經深夜十二點多了。幸好，車站還有旅舍 
的服務員來 拉客招 呼着。 那拉客的說：「旅舍就在前面！」引他們逭往前走。 II 才的那對男女， 
也已搭上來接客的車子走了。 

宗三、美奈 子和拉客的三人走在冰雪的上坡路。路面有點滑滑的。宗三覺得遠方旅館街的燈 
火，好像照耀出自己 M 動的心。 

拉客的坫在玄關前面，向裏面大聲喊道： 
r 來了 一對夫妻啦！」 

覆蓋着雪花的松交部伸入旅館的玄關裏。 

美 奈子一< 仰宥杯子在^上對宗三說：「和你哥哥分手了！」她沉默地不再說話。從棉被裏 
向他伸出手來 C 過了 一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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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分開了 ，•眞的！所以現在你已經不是我的小叔，我也再不是你的嫂嫂了 . 」 

倆人在水上温泉過了雨夜 ，在熱海過了一夜。宗三讓美奈子牽引。宗三驚訝於個性一向文靜 

的美奈子怎麼會有那種濃烈的倩慾。 

没有 從水上 TS 接回靜岡，令宗三深覺苦悶。家人可能以爲宗三陪着美奈子，正在和壽夫談 
判。與壽夫的談判正在激烈地進行着。他倆遲遲未歸可能被認爲是因爲交涉的情況順利。宗三愈 
想愈感到坐立不安。 

美奈子似乎已經決定了她明日的前途。她說，回靜岡後要向父母親提議馬上搬回名古屋的娘 
家，並說和宗三的事要 ffi 它當作一輩子的秘密。 a 没有對宗三講過什麼甜蜜的話，宗三爲此心中 
不免有些不满，但是宗三的心裏對 a 無法完全割捨嫂叔之間的關係。在宗三的感覺中，與其說是 
委身於年長 的女人，不如說是與嫂嫂私遇的意識來得強烈。這種事態的發生，可能没有明天，那 
麼没有類似戀愛的甜言蜜語，反而使他的心情好受些。美奈子引誘他，主要的用意還是在對壽夫 
報復。這一點宗三當然知道。始愛壽夫很深，所以報復的心裏也就愈強烈。但如果没有去新瀉找 
壽夫的話，美奈子可能也不會變得這麼厲害。尤其是當美奈子在紅葉莊，看到房間的佈置，呈現 
出那種宛如新婚的氣氛，以及壽夫和那女人親蜜的樣子•，可想而知美奈子受到的傷害打擊是多麼 
大。不然她可能坦會像一般的女孩子，流着眼淚奔回浪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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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宗三的想法中，美奈子今天之所以會有這麼反常的行爲，並不舐是因爲前面所講的因 
素。宗三每隔雨三個月回靜岡一次，每次看美奈子的眼神都會有所不同。尤其是當聽到壽夫離家 
出走，宗三就馬上從東京趕回靜岡，又陪美奈子從靜岡到新瀉的那段相處中，宗三坐立不安的神 
態這些現象美奈子都能從徴細的勖作中找出它所呈現的意念•，也就是說，宗三藏在內心裏的微細 
倩感，被女人敏感的神經髅察了出來 C 美奈子是在若無其事地蒐集•，而她的內心正發出了勝利的 
徵笑。 

宗三 這樣猜 測着。 

那夜，宗三發現美奈子矯媚的體態，使他甚爲驚訏 f •外表純樸的美奈子有這種嬌媚的體態， 
比起外表妖艷的女人，這種不着痕跡散發出來的嬌態，反而具有濃烈的味道。 

美奈子結婚才一年半。在這一段時間裏，壽夫引導美奈子開竅。壽夫原本就是一個耽於享受 
的人，和現在在新瀉的女人在一起之 IU ， 就已經和其他的許多女人發生過關係，這些女人 S 是風 
塵女郎。現在的美奈子大約就是壽夫以他的經驗調敎出來的。宗三想起，每次從東京叵來，看到 
嫂嫂的軀體變得愈來愈柔钦 e 或許是她自己的素質發散出來的汜？ 

ffi 們回到靜岡，看到從新瀉来的電莪；它在雨天釕就到達了 。對雙 親這樣說：『美奈子已經 
回去。自己没有回家的打算。對於美奈子的事，委託雙親全權處理。』電報好像是壽夫當天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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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然，一連三天在外過夜的美奈子和宗三間的行動，頓引起父母親的懷疑。美奈子馬上就打 
點行李回名古屋的娘家。因爲是將要離別的媳婦，所以對他們在外面連宿三夜的事，雙親也就没 
有明白責問。但是當美奈子向雙親吿辭的時候，雙親對她的態度是十分冷淡。宗三則逃跑似的匁 
匁趕回東京。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宗三寄宿的地方，突然接到來自名古屋的電話，那是宗三外出的 
時候打來的。等宗三回來後才知道。對方没有說明身份。是女人打來，他猜是美奈子。於是宗三 
約有一 S 禮拜的時間，都不敢外出，一心 I 意地在等着電話，但是電話卻没有再打來。宗三控制 
着不打電話去她的娘家問問。 

雨年後，壽夫和那女人分開，再婚。現在已經有雨個孩子。雙親也相繼過世了。當然宗三和 
美奈子間的事是不會讓壽夫知道。壽夫過得像是不曾發生過什麼事的日子。宗三也採取相同的態 
度 O 

美奈子再結婚了，宗三是經過一段相當久的時間才知道。隔了漫長的十四年後，他們偶然地 
在銀座又相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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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感情的冒險 

' : 

在池袋和美奈子分開的三天後，宗三和系主任見面時，向他問道： 

「備中的濱尾新甲住址遺跡發掘的事，有没有什麼消息傳來？」 

宗三從前就希望這個調查由自己來傲。當然，宗三當時並没有要藉此和美奈子在尾道市幽會 
的意思。 

「這件事好像没有什麼進展！」系主任露着苦澀的神情答道。 
r 那邊的大學很想以他們爲中心來主持，而只打算請我們這邊派人去幫助 ……。 J 
這個答案使宗三頗感失望。 

在岡山縣端接近廣島縣附近的鄕下；最近發現彌生式時代的住宅遺跡，但是只發掘出一部份 
而已。那邊並非只有住宅遺址，亦有以水田所留的遺跡。那是從海岸線進去二十二公里的地方 • 
詳網倩形還不太淸楚，但已經知道其規模有可能成爲次於靜岡縣的登呂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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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眞如此，不但是當地的大學，這邊的大學也會••去分擔一部份發掘工作。以前在發掘登 g 遺 
跡的時候，亦是由名大學分擔完成作業的。 

這次岡山縣的遺跡，宗三也以爲會循此方法道行。但是據系主任的說法，當地的大學很想獨 
立完成，只不過希望由這邊派人去幫助而已。 

因爲大學没有足夠的預算，發掘時不得不利用學生作一些如同 H 人的工作。如果只靠 自己的 
學校，人手有限，通常會央請其他學校派學生幫忙。 M 要去幫助的學校，所派出的學生卻需要有 

1個助敎帶隊，而教授、副敎授甚至講師都不會去。這只是對主辦單位的學校，做一種道義上的 
幫助而巳。 

瓤 

這一次採取的方式，只泥學生去，所以副敎授的宗三是不會去的。 

學術界有一奇妙的習慣。有的地域，校際關钙有親疏之別 C 如果以地理來 說，岡山縣 的大學 
較接近關西，但是捨近求遠，向東京方面提出要求，就是基於這種現象，而敎授對於這種現象亦 
表示満意。 

r 但是那邊說，如果挖掘出來的東西，屬於大規模的話，那 就需 要拜託 您了！ 」 系主任說 e 
宗三因此不得不放棄一個月後在尾道市與美奈子會面的念頭。自 己原先以爲十分之八九會去 
岡山的，所以這®出乎意料之外的答覆，使宗三的希望變成泡影 ，反而激起宗三更 想去岡山 I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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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頭。如果不能跟考古隊同行，只去尾道和美奈子見面也好。 

可不是嗎？美奈子也爲此懷着高興之情回去。臨別時她興高采烈的樣子浮現在宗三的眼前。 
以前每一次要分手時，總是依依不拾。這一次有可能在一個月後再見面使她顯得份外地高興。 
一個月後就可以在尾道市和美奈子再見，宗三也很興奮。以致於計程車走錯方向也没有發現 

現在想一想，那時候的計程車司機，也實在太離譜了，從池袋到狄窪，竟然想要經過新宿。 
他以爲從池袋到新宿，接着由青梅街道往西走，弈如此不能到達狄窪。 

經過目百車站時，那司機又不懂走出環狀六號線，也不知道要走入昭和街以後更麻煩，必須 
對他說明左轉、右轉等等。宗三想：這樣的話，可以向司機要求指導費了。由於這位不懂東京地 
理的鄕下司機，以致宗三欲和美奈子在尾道市相會的聯想與思緒，經常遭到打斷。 

美奈子非常期待在尾道市的見面，宗三不忍對她說因學校的原故，無法如期赴約。宗三的爲 
人比較重視對方的心情，不願讓美奈子失望，所以很想實現諾言。 

宗三想，不是爲學校的事而去尾道 n 的話，反而比較自由。如杲是因考古工作 ra 去的話，要 
和該校學生共宿，在 H 作中開小差是很麻煩的•，尤其是要跟女人幽會，心中會有股愧疚感。如果 
自己一個人去，就没有這稀約束和煩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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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隨時可以去尾道市，宗三就覺得也不需要等到一個月以後啊 f •提前半個月也没有什麽 
不方便！這樣的話，美奈子不是會更高興嗎？ 

宗三絹造了一個藉口，向敎授請假，要求在二個禮拜後，請三天的假，敎授當然答應，而 B 
安排好了這幾天不上課的手續。 :丨. 

這漾一來宗三就很想早一點去看美奈子而有渡日如年的感覺。 1 
宗三是由前輩敎授的介紹•，和別所大學某敎授的女兒結婚。妻子不算美，但很温柔。因爲生 
長於敎授之家，個性純樸，所以將宗三要去尾道市所編的理由也就信以爲眞了 C 以『學術研究 J 
的藉口是相當有份量的。對妻子來說，父親是如此，那麼丈夫也是應該如此 C 況且宗三是很勤學 
的，常常爲了研究或看書寫文章直到三更半夜，而宗三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裏很受重覗。 

宗三不曾去過尾道市，年輕的時候曾經看過志賀直我的『暗夜行路』的小說，對尾道市的認 

識亦僅止於書上所說的而已，美奈子曾說遏尾道市的山陽旅莊較好，但是宗三對此一點槪念也没 
有 C ! 

因爲不方便請敎別人，他只好參閱火車時刻表所附列的旅館一寛表•，只覺得那山莊的收費貴 
了 一點。他又跑到族行社查詢，才知道那裏正在改建中，暫時停止營業。旅行社的職員替他選擇 
了内海茌，這是出發前三天的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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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想，庄尾道 mil 雨夜實在太呆板，听以央定頊一疋玍岡114過夜，在岡山的 S ® 亦是由旋 
行社替他選定的。跟職員說是夫妻要投宿的時候，他心中總覺得不好意思，名字則隨便選一個 
「早川」，敷衍旅行社的職員。 

他不能從學校或家裏打電話到美奈子的家，所以他特域到電信局去打，因爲是直撥的，對方 
很快就衮接鼋話 I 

宗三對來接電話的男人說是東京某家與他們有生意往來的百貨行，拜託請女主人接電話，那 
男人信 以爲眞，就去 叫美奈子出來，那男人 的聲音好像不是她丈夫，而 是店員，所以宗三比較放 
心。不一會兒，從電話中傳來 「喂！ 喂！」的女人聲音，宗三確定是美奈子的聲音才 說：、 

- 「美奈子嗎？是我！」 

美奈子没有馬上回答，宗三以爲來接電話的不是她而是別的女人，嚇了 一跳。但那是因爲美 
奈子突然聽到宗三的聲音，驚訏得無法馬上回答，隔了 一會兒，美奈子說道： 

r 哦！你是丸茂屋嗎？常常打擾你！」很大罄地喊出來東京一家百貨行的店名之後，對旁邊 
的店員不曉得吩咐些什麼，只能聽到一聲「是 j 的聲音，店員離開的腳步聲可以從電話中聽到。 

「啊！嚇了一跳！」美奈子的聲音拉得很深沉，但是聽起來仍很淸楚，好像是把說話機用手 
淹藏着說話，甚至連她急浞的啫氣聲音也能瞧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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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把事情講一講！火學的考 rUJiMfr 不成了，我想舄侣給妳 ，又铯 得不 力他，所以只好打 
亀話給妳！」 


r 但是我很想去約定的 isis 市，因爲不是公務，反而较自由，有 充裕的時間。我三天後的下 
午兩點，會到達岡山車站，約在車站怕萬一碰不到，我已訂好備前屋旅館，我們 在那見而好了， 

如果你去得早的話，我是 JH 「早川 J 名字預約的，你可以說出迢個名字進去裏面 等我！ J 宗三再 
次重梗旅储的名字和所代號「早川 J 的假名 C 

r 在岡山轉了 一 圈，然後在尾道市過一夜，在尾道市巳盯了內海莊旅社！」三說。 

美奈子怕被人聽到•壓低聲音說道： 

r 如果是尾道市，山陽旅莊這家怎麼樣？」美奈子重 提以前建議過的旅館名稱。 

「那個旅館目前正在改建中，暫時歇業。」 

• r 哦！是逍樣啊 ！ j 
r 所以只好照£1樣子處理了！」 
r 我知道了！」 

r 至於其他亊，待見面的時候再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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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知道了！我好高興，我一定會去，一定的 ！ j 
然後美奈子突然故意拉高嗓門說道： 

r 那麼，萬事拜託你了！」以 I 種生意人的□吻煞有其事地說着。 

從電信局出來的宗三，在走路時都會覺得附近好像還有美奈子說話的餘音。 

到了那天，宗三搭上往新幹線的早班車，這班車在中午以前可以到達大阪，然後換上了山陽 
，大約在下午兩點左右抵達岡山縣❶ 

和往常出門一樣，宗三的皮包帶有書本，參考書、筆記本和文具。甚至連考古用的統計紙也 
帶了，這些東西都是太太爲他準備的，宗三爲此，心中感到有些愧疚。 

但是當車子開動，離開了東京，妻子的身影也同時從宗三的腦海中被拋得遠遠的，代之而起 
的是美奈子的容顔。宗三因爲神不守舍，書本上的字，今天看起來很礙眼◊偶而抬頭望一望車窗 
外的風景，可是不一會就覺得厭煩了！ 

車子似乎給人一種很難到達名古屋旳感覺，火車不停靠的沿線車坫，其中有雨三處是和他有 
緣的，那是他以前參加發掘古物遣跡所經過的地方，但是現在這些好像離他很遙遠了。 

宗三不嘵得爲什麼自己的心情會如此地興嗇？在東京等待美奈子來的時候，他的心情並没有 
這麽興奮迓。或許是自己主 動去 找人的，才會使心 情變 得這樣。想一想美奈子要來東京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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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槪也是這種心情吧丨宗三每次跟上東京找他的美奈子在一起的時候，益没有表示很熱衷的態 
度，反而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是否是因爲在東京見慣了人，才會當它是習償性的？ 一旦改變 
情況，就顯得如此地興奮吧！ 

美奈子曾經對宗三抱怨過，指責宗三一點也没有想念她的樣子，宗三現在似乎很能夠體會她 
的心情 o 

子彈號出了名古屋站，離大阪還有一大段距離，宗三趁此機會到餐車部喝杯啤酒。 

rf •」 

在餐車的那一邊，突然有人在叫宗三，仔細一看原來是大學時代的同學長谷徹一,他坐在酒 
吧的椅枱上喝啤酒•，長谷現在東京一家報社的文化部服務，負責美術關係的 H 作。宗三也連忙陪 
以笑脸地說聲：「嗨！」 

宗三想：碰得不是時候！ 

「您要去那裏！」長谷親切問道。差不多已經有兩年的時間没有碰到長谷了。兩年前見面的 
那一次，亦是爲了考古學的問題來訪問宗三。宗三回答說： 

r 到大阪！」但是宗三馬上想到妇果長谷也是到大阪的話，那就難以自圓其說了，因爲宗三 
下了火車就要馬上換山陽線&1-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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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您好像很忙的樣子！是不是爲了學會的事？」長谷問他。 

「不是！不過也是差不多的事情，您昵？」 
r 我去京都！」長谷說。 

宗三聽了鬆了 一 o 氣。：：， 

「你也是爲了 X 作而去吧？這次是什麼昵？」宗三問長谷，然後也叫了一杯啤酒 o 
不久，服務生來說，靠窗的地方有空位置，兩個人於是就坐在可以看到伊吹山沿線風景的車 
窗旁。 

r 我常去京都，這一次來京都主要是訪問三、四位晝家，這種工作没有多大意思，光聽人家 
說，而將那些話整理出來！」 

長谷這麼說，又想到兩年前的事，連忙向宗三道謝 •• 

r 您現在很有名氣！」 .:: , :;j ‘ 1 :.-?. , 

長谷將啤酒倒進宗三的杯子。 
r 那裏！」 

r 考古學方面，我雖不很了解，但與新聞工作有關連的話都會傳來，很多人讚揚您是一位很 
有前途的新人！加油吧！搜升爲敎授大槪很快了吧？」 



扫林 


輪波海内50 


「没有這麼簡單，有名額限制的！」 

事實上，雨 年後系主任退休時，宗三是很有可能升舄敎授的。 
r 您的學校有没有類似派系間的爭鬥呢？」長谷以一種報人的段神看着他問道。 
r 没有。」 . 

「那就很好，.您升爲敎授的事，應該乜會很順利才對的！」 

「但是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有空缺啊！」 

然後話 M 就轉到老朋友的 a 況上，某某人現在做什麼事？•其其人怎麼樣了，大都是關於朋友 
失敗的事。經過山科的風景區後，長谷將杯中的啤酒一飲而盡，說道：「那麼改天見吧！」 
長谷即匁匆忙忙地朝宗三的反方向的二等車廂走去。 

宗三到達京都車站之前，就回到自己的位置。碰到長谷，眞令他有點放心不下。他想：但也 
可能不會有什麼事情吧！因爲宗三對這次的旅行並没有掩飾，他已向學校辦手續。反而跟長谷講 
了一個鐘頭後，心情也變得開朗多了。 

長谷對他說起過得不太好的朋友時，其中有的是因爲事業失敗，有的因運氣不好而過着窮日 
子，有的是因爲女人而失敗的，有的是因作奸犯科而失敗…… 

長谷任職於文化部門，對於能和知名的人士來往，好像感到很满意，因此長谷對於已經成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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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副敎受的宗三，抱有幾分敬意和親切感。 

但是長谷講過的話 II 特別是因女人失敗的朋友的例子，對宗三來說有點擔心，一想到自己 
和美奈子間的事，就覺得心中陰霾满佈。 

美奈子是有夫之婦，如果萬一有事情發生，自己將該怎麼辦昵？受到 gt 會的攻擊以致於被學 
校免職，家庭亦可能因此破裂，而學人的前途，也因而毁於一旦，他很可能就變成長谷話由失敗 
者的一份子。 

但宗三想到美奈子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十五年 fr 的「過錯」掩飾得不讓任何人知道，除了過 
世的父母親知道一點以外，並没有使事情表面北，連壽夫都不知道。再重逄以後發生關係已經持 
續了一年多了，也没有看到有什麼危險的跡象。雖然這可能是三個月才幽會一次的原故，但是另 
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美奈子的個性乾跪，正和她在情方面的貪戀相反。和宗三繼續保持這種關 
係，以她的個性來說，應該不會把他 S 得很緊才是啊！對於年齡很大的丈夫雖有若干不潇，可是 
作爲地方上一家老店的女主人，生活上的安適，她是會很珍借的。她不會笨到犠牲這俚地位而冒 
险去追求更多的情慾，如果感情方面出了問題，美奈子很可能馬上打退堂鼓。 

宗三想到在新瀉下雪的那一倨晚上，從丈夫新居中出來，美奈子一副毅然決定回靜岡的果斷 
神色，以及掰種斬釕截鐵的口氣，至今一直深刻地留在宗三的印象裏，所以和目己發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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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因碰到危险而毅然提出分手的要求，這一點就是美奈子不同於一般年輕的女人吧！ 
宗三想到這裏，於是剛才籠罩在心胸上的陰霾一掃而空，明亮的隄光再攻照進宗三的心裏 
没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宗三想火車將抵岡山的時候，心情會變得很輕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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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遠方的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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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宗三第三次來岡山，前兩次是以講師的身份被敎授差遣來的。這次没有其他的事倩，只 
爲和女人幽會而已。他走出車站時，身心是何等的偸快啊！坐在計程車的後座上，他主動地跟計 
程車司機聊天。心想，再二十分鐘後，就可以見到美奈子了！ 、 
走過坺外的大路，轉入小路，就抵達備前屋旅舍的前面。 

從火車時刻表的背面資料顯示，浪出乎意料之外地，備前屋竟是一幢現代化的四層樓建築 
物，宗三不知道美奈子是否巳經抵達了？他對榧枱的雨個服務生說： 

. r 我是東京預約的早川！」 

年紀较大的服務生點頭說道： 

r 有！」就從擐怡裏走出來，用那乾淨俐落的動作，提起宗三的旅行袋。 

宗三有點徬徨，不晚得美奈子是否已經到了？於是走到楞枱簽名處，拿起筆來正要簽名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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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服務生跟他說： 

r 已經簽好名了！」 . . 

璧因此知震奈子已經到了，大爲放心，？電梯上了一二樓。這 S 內部藝計也很現代 

化。 

「很好的飯店！」走在走廊上，宗三跽服務生說道。 

r 謝謝您！房間已爲您準備好了！您的同伴也很中意。」股務生回頭會心地向宗三輕聲地 

說。 

f 她什麼時候到的？」宗三不經意地問道。 t 
「差不多兩個鐘頭以前，就已經來這裏等您了！」 

雨個鐘頭以前就已經到達了，那麼美奈子大槪很早就從松山出來了。 

服務生敲一下門，門立即開了 一小小的縫隙，美奈子的視線立即越過 S 務生，看到宗三的 

臉。 

美奈子身穿一件乳黃色的洋裝。 

宗三對美奈子這身打扮，感到很驚奇。因爲美奈子每次去東京都是和服打扮，此次打扮給人 
的印象似乎是專程來遊玩的。服務生走後，兩假人迫不及待地擁吻起來。熱吻了一陣子後才在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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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坐下。褐色的地毯上，立有一扇很大的屛風，上面晝有四季花的扇狀圖形。屛風後面就是一張 
大床。屛風、繚壁上的版畫加上大大的花瓶，給人一種明朗的感覺。 j 
「這裏很不錯！」宗三說道。 . 
「是！這種飫店在松山很難看得到！」美奈子以一副松山人自居的口吻說。可以看得出現在 
的丈夫铪她生活上的安定，對她的影響是那麼的大。 

宗三對這一點也感到放心，只要她能安心那種生活，這種女人絰對不會從那裏跑出來的，亦 
不是一個讓人覺得非常困擾的女人。 

同時不同於一般年輕女孩子的是，她具有穩定性，％道應該如何]!1:爲，雖然年歲在她的眼下 
鼻旁劃了幾道鬆懈的皺紋，跟去新瀉找丈夫的時候完全不同，但是現在的美奈子有中年人的成熟 
之美，好像成熟到快要爛透的杲實般，有股吸引任何男人，不惜用暴力達到欲望的婦女特有媚力 

存在。 

r 你爲什麼一直看着人家的臉呢？」美奈子避開宗三的視線說着。 
r 太漂亮了，眞是百看不厭！」 

「驃人！你一定認爲我已經老了！」 
r 郅裏，妳好年輕啊！這件衣服很逼合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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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件嗎？」美奈子用手拉起胸前的衣服說：「我也覺得顏色和樣式有點年輕，但是經不 
起裁縫店老闊的煽動才做的 。 J 
「曙！這樣子很好看啊！」 
r 是嗎？謝謝你 ！ j 

「衣服雖然也很好看，但是這種打扮，看起來更新鲜！」 
r 你這麼說，我下次再去訂做幾套好了。」 
r 妳先生怎麼說？」 

「喲！你在講佧麼？，1美奈子把眼睛張得大大的，作手勢要打宗三。 
r 你爲什麼要說這話陧？眞时厭！人家正在高興能早雨個月出來和你見面，尔竟……」 

「不是這樣子啦！我是說妳先生對妳在外停留雨夜會說些什麼？」宗三急中生智將他剛才的 
話題轉移。但是所轉移的問題也很重要3 
「我跟他說要去姬路開同學會！」 

「哦！妳好聰明！」 • 

A 

r 討厭！爲什麼這樣說呢？•」 • ， 
r 你雨個鐘 頭 前就抵達這裏，那麼一定很早 就從松 山出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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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對啊！早上四點半就起床，叫了計程車，到今沿搭六點半的渡船，到尾道市已是十點二十 
分了，船一路繞道行駛，所以很慢。從尾道市搭上十點五十分的快車，到達岡山車站時，差不多 
已經是十二點十分了，十二點半左右進來這裏！」美奈子一口氣講完，可以看得出她很早即已安 
排了這些行程了！ 

「噢！ 太辛 苦了！ 我不知道妳四點半就起床了！現在是不是很累了？」 

「不會。在這裏等候你的時候，我在沙發上小睡了一下，所以輕鬆些了！•」 

當美奈子要涔嘴唇靠近宗三時，門被敲響，服務生送茶來。 

宗三急忙將香煙叨在嘴上，拿出打火機，裝着要點火抽煙的樣子。 , 

雨 個人坐 計程車 繞了後 樂園及岡山坺，美奈子看起來神情偸快，但是對路上總有點擔心被路 
人認出來而小心避開的樣子。 

r 有認識的人嗎？」宗三問。 

「不知道在什麼地 方碰過，似曾相識，或許是偶而來店裏光顧的客人吧？我不記得，但顧客 
也許記得，而且我也常到街 上或是參加一些聚會，所以很可能我不認識她們一们她們認識我 f 」 美 

奈子回 答說。 •. 

美奈子爲此 ，露出憂慮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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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哎：眞煩心！這樣的話，我們到什麽地方都不能走在一起了！」宗三說。 

「是嗎？我心理早已經有了準備，但還 是會臨陣怯場這 樣的話 ，除非去 北海道，否則，心惊 
是 不會愉快 、舒坦的。」 

r 北海道也會有松山或四國去的人啊！」宗三說 o 

當宗三聽到美奈子說她心裏早已經有準備了，心裏一怔，到底是怎樣的心裏準備？難道是離 
家出走？没有問淸楚以前，宗三是不會攻心的！ 

「剛才妳講什麼？說心裏有準備，到底是什麼準備？」宗三追問着美奈子。 
r 就是說跟你在一起，即使被人看到也是無法避免的心裏準備啊！」美奈子回答說。 
r 如果有人吿訴妳丈夫，怎麼辦？」他很不放心地問道。 

「儍瓜，没有問題啦！人家也不曉得你是誰呀！即使跟我走在一起，只要說 i3 是跟我有生意 
來往 的人！不就得了嗎？我會好好應付的。」 

美奈子的臉上潘漾着妖挑的表情。 

宗三知道美奈子被年長她二十幾歲的丈夫所深深憐惜，而她則往往以任性的態度回報他。這 
種夫妻關係意味着什麼呢？旣然丈夫不能铪妻子在生理上獲得满足，那麼只好容許妻子在家裏爲 
所欲爲以補償內心的愧疚。美奈子說能夠安撫丈夫，這使宗三甚感放心，這樣看，跟有夫之婦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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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美奈子算是很安全旳對象囉！ 

如果只單是蹈躂市內的話，時間綽綽有餘，所以宗三就提議要去牛窗❶ 

「牛窗！是什麽地方呀？」美奈子問道。 
r 是奈良朝時代，一侄 ® 繁華風花塲所的港口！」宗三答道。 
r 你對特別的地方有興趣？以前曾經去迓嗎？」 

r 那附近的島嶼上，有緒文前期的貝塚。五、六年前曾經去過。郢小滅的丘陵上種有許多橄 
欖樹，很有南國的氣氛，在萬葉集短歌中很有名！」 

「和你在一起，去那裏也可以啊！」 

「但現在從這裏去，回來可能很晩了 …… ！J 
「那有什麼關係陧？反正要在這裏過夜！」 

在就寢之前，繞一繞不知名的地方或許可以促進夜裏的快樂！ 

第二天早上，宗三被水聲吵醒。是美奈子在浴室裏洗澡。窗是關着，因爲床舖在很大的屛風 
旁，所以感覺有點暗，宗三伸手從桌上拿起手銨一看， S 5 快要十點了。宗三保持仰臥的姿勢，拄 
着煙，有一種快樂的倦怠感充潇全身。昨晚經過一場肉搏大戰，睡着的時候，差不多是凌晨一點 
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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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想起美奈子在浴室內，進去一起洗，但不一會兒，水聲頓時停掉了，美奈子已經在擦乾 
身體。那是宗三比她丈夫更了解的身體。 

美奈子往屛風裏探着，看到宗三正在抽煙，雙手壓着平鲑的朐前，說道： r 醒了嗎？」 

在昏暗的房間裏，美奈子的白皙豐満的胸脯，依稀可見，浴後的皮膚，格外醒目，滲透着一 
股濃濃的芳香，有點累的宗三，仍受到刺檄，而覺得心中的熱情又像海浪般地澎湃衝動着。 

宗三一個鲤魚翻身，跳起來去抓住美奈子。 
r 不行啦！服務生馬上就要來整理房間了！」美奈子說。 

說着說着，美奈子的身體菸於落壓在宗三的懷中，然後翻轉倒臥在宗三的身旁 
r 到十一點以前，不會有任何人來的！」宗三回答說。 
r 身體没有問題嗎？」美奈子撒嬌地。 

從岡山的飯店出來，已經是晌午時分了。 , 

「還早呢？到達尾道市只需要兩個小時 y ! 太早到達那邊會覺得無聊—•」美奈子搭上計程車 
後，才這麼說，可是神情仍然生氣蓬勃，反觀宗三臉上卻殘留着慷锢。 

「說得也是，那麼去倉敷看一看怎麼樣？」宗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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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1•明天很早就要從尾道市搭船回去了，希望跟你多走一走 。 J 
於是吩咐司機改道往倉敷去。 • 

「妳說明天一大早，那麼是幾點呢 ？ J : 
「渡船六點十分從尾道出發，十點十分到達今洽，然後搭計程車到達松山，差不多是十一點 

半，•」 

r 要那麼早就回去嗎？一 

r 我對家裏的人說是那個時候回去！況且早點回去，比較有信用 ！ J 
宗三瞭解她的用心，由這件事看來，可以證明美奈子是一個足以令人放心的女人。 

在倉敷，參觀民藝館。陳列在館內的橱窗內所襬示的各種和服的樣式，深深地吸引了美奈 
子，不由自主地佇足端詳了好久。因爲松山的店裏也有賣和 e 的配件。老店的老闆娘的氣派頓時 
充满在她身上。 , 

從倉敷刮尾道市，不需要兩 a 鐘頭的車程。途中山的斜面及鐵路兩旁，盛開着紅杜鹃花，很 
是艷麗。 -• 

出了車站，他們叫了一部計程車 o 

「 t 們®去內海莊：」苻了榍子的司桟，看了 一看河 fe 客 A 的臉，很殷勤而親切地閿了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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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好的 。 J 

計程車走在陝窄的街路，稍微軔東走，下 S 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白色大橋的部份，聽 
說是最近才完成的，直通往向島的一端，上面車子往來穿梭着！ 

r 這邊就是千光寺！」司機用手指向窗外左邊的地方，在房屋的後面，聳立着一高峻的斷 
崖。因爲宗三知道而不答話，司機既好知趣地沉默下來。 

計程車從山的盡頭轉入很狹長的路上，小店櫛比鱗次地排列在路雨旁，從路□右邊進入的車 
子，開始爬升在很陡峻的斜坡路上。 

尾道市街頭，可從車窗外看到，婉蜒在山下，海和向島可以淸楚看出來，一路上時常 S 到迎 
面而來的公共汽車或自用汽車。路是似乎廷着山腰形成，所以風景的方向時常變換，茂盛的樹木 
在落日餘暉的映射下，引伸出一道道細密的斜影，當小島和海再次出現的時候，計程車就停在旅 
社的前面，內海莊是一幢三層樓橫線式設計的建築物。 

「我們是從東京以電話預約的早川！」宗三說。 

服務生對宗三鞠躬，反身提着行李，宗三付完車錢，計程車馬上開走。矮矮肸胖的服務生到 
橙枱問明房間號碼，就帶領雨人到三樓靠近最右邊的 1® 房間。 

房間是由一間十蓆和一間四蓆 A 1. 榻榻米所組合而成的，給人很好的 S ■象。從陽臺上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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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及小島和街坊，一眼直望下去，左邊有一條大橋，氣勢非凡地延伸 "5 去。 

「要去今治的渡船是經過前靣的海嗎？」宗三問憑立在身旁的美奈子。 

平行相對的尾道和烏嶼之間很窄，海看起來和河流一樣。 
r 不！是那邊！」美奈子指向右邊。 r 從這裏看不到！」 

「那渡船泥？」宗三問說。 

「現在被白色大樓所遮掩着的地方，囉！你看！ j 美奈子再次指着右下方 o 
「很想看一看渡船。」 .-/ 
r 爲什麼？不是早上六點才要去的嗎 ？ j 

「不！ 是今天晚 上啦！ 明天早，上就不能那麼早來送妳了！只是想看一看到底是怎麼樣的地 
方，因爲妳要從那裏出發，坐四個小時以上的輸船。」 

r 好高興！如果你不累的話，吃完晚飯，我們可以散步去。 j ... • 
r 妳不累嗎？」宗三說。 

r 没有問題……討 Rf •爲什麼用那種眼神看人呢？」 

雨個人吃過全魚的晚餐後，就從玄關出去，在櫃枱的人，問說： 
r 要幫忙您們叫部計程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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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說：「我們想一4坐車子，用步行的方式走一走，與其搭計程 mi : 繞繞、西繞_，不如走 

路有趣些 I 」 ！ . ， • I 

醐才宗三往下俯望的時候，看到山脊的斜面有一條直直的路，雨邊有一層層的梯田和樹木。 
小徑斷斷續續有石陛，民房隱約地展現着。 

從陽臺往左邊看，有一座山的盡頭突出來，小路盤旋在山腰，山下有一斷崖覆蓋着茂盛的竹 
林。 • 

旅舍的職員引他們雨人走出門口，到下山的路 □ 處。山勢危殆，美奈子有點害怕，發出顫抖 
的驚叫聲。外面的燈火、照耀着幾乎是垂直的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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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 章內海莊的夜 

, • % ... .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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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的斜度差不多有四十五度！站在上面看下去，那一餞白色的路，陡得幾乎使人看成垂直 
0 : 

: 「我怕！」美奈子把 SJ 豎起來。 

.「別怕 I •我牽着妳的手。」宗三斜着身子伸出手要牽美奈子 0..'.: . 
r 我不要！」 

-「跟您說没有問題嘛！」 ：..：：：•：.•： . 

•丨 「我有懼髙症！ 站在這種地方，有快要昏倒的感覺！」 

: r 妳不要往下看，妳只要注意腳底就行了，下來！下來吧！」 

被宗三用手支撑着，美奈子好不容易才挪動閱步。 

或許路是含有山斜面的紅土的關係，所以用厚厚的水泥覆蓋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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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没有刻度和石級，所以連宗三的腳都要站不穩，而打要潸倒的感覺。一旦滑落下忐，後 
腦着地，可能會一西滾落到地面。路的宽度僅能容納兩個人走，所以顯得更險峻、陡峭 ， rfn 且疏 
落的路燈、間隔很遠，附近是一片黑暗，讓人十分不安。只有在逮方島嶼上的燈火才是漂充而可 
愛的 C .. i ::; 

r 早知道是這樣子！坐計程車繞道也没有關係，比起走路反而好些！」美奈子說。 • 

走不到十步，美奈子開始有點後悔。 

「反正來到這 褢了嘛！没有法子了，同時已經跟旅社的人講了要走下來，現在再走上去要他 
們叫針程車，實在不好意思！」宗三對遲疑而行的美奈子說。 

「那麼不要到街上去，回到房間裏不就好了嗎？」 

r 不要講了啦！下去吧！」 

「在這 M 地方跌倒，雨個人都受傷，是舍閜成新聞的！ J 

fl 傷的話，雨個人都回不了家，她會被先生知道，宗三亦是會被太太知道，情形實在有點不 
沙—她說的是 a 種意思吧！ 

可 a 宗三覺得如果聽丫這番話，再回頭钤顯得自 「 J 没有勇氣，不知道是不是會被美奈孑認爲 
他很肭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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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哈！到時候一不作，二不休我們兩人乾脆結婚算了！ j 宗三故意虛張聲勢地對美奈子說。 
「哦！眞 有勇氣 ！」 美奈子 細聲地笑道。 

美奈子用力拉住宗三的雙手，尖尖的指甲擦割到宗三的手背。 ' 

再往下走了幾步，美奈子佇足不前地說： 

r 我好怕！我要脫鞋！」 . 

• . 一. -、• 

於是就把上身靠在宗三的肩膀，揚起一隻腳脫鞋，如此才有點放心，腳步也比先前伕了些， 
鞋子聲音消失，女人只穿絲襪的雙腳，啪！啪！逭發出聲音，容易勾起男人的邪想。 

宗三的鞋子，滑了兩次。 
r 我擋着你走好了！」美奈子說道。 

此時她一手提鞋，一手牽着宗三的手，把自己的身體往後仰以保持下坡時的平衡。狹窄的下 
坡路好不容易變成石階，左邊有四、五間民房，似像厨房的窗口露出微光。 
r 住在這裏的人，光是上坡下坡就已經覺得很累了吧！」宗三說。 

「但是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住在什麼地方都高興呀！」 

美奈子說。 

美奈子的口氣一如年輕女孩子，大槪不是眞心話吧！在旅途中，可能容易使女人陷於自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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騸的心態。 

走一段石階後，接着乂是一段没有石階的水泥坡道，斜度比前面走過的更爲陡峻。 

「哇！ 太離譜了 ！危險！妳還是把手放了！」宗三說 。 
r 那你也脫鞋怎麼樣！」美奈子說。 二2:.二： : 

「我知道了，反正妳把手放開岐安全！」宗三放開美奈子的手，但因斜度直_的關係 ，上身 
有搖搖欲向前衝的感覺，所以趕快蹲下來抓住路穷的草木。 

「囉！你看？跟你說脫鞋比較好你徧不相信！」美奈子說。 

「也不見得啊！襪子會沾染泥土 ！ J 宗三銳。 

「等到了街道贸新襪子就好了嘛！我也要脫啊！」 

「没關係，慢慢走下來就好！」宗一 一 ffi 臀着腰，美奈子從後面跟趙下來。沿途的樹枝從路的 
兩旁伸過來，遮住外面的燈光。來到山下，在黑暗中，美奈子敲宗三的背部，宗三轉頭 i ,美 
奈子仰起頭，宗三站穩之後，立即擁吻她。： 

r 還是不搭計程車下來比岐好，否則就没有2樣的 M 氛啊！」美奈子說。 

在山麓下•冇小孩子的聲音，兩個人又開始走路，狹長的、又直、又窄的路好不容易才走到 
了盡迪，原來仍是 K 於寺 s 的範 ra ,小孩子們就在那裏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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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道市的商店街，在公共汽車和貨車行駛的國道上的背面，美奈子到達的時候仍然穿着 帶有 
泥土的絲襖，她說：很不舒服，所以趕快找家百貨行。 .. 

宗三趁着美奈子在百貨行換貿絲襪的時侯，在店莳餒來踱去。有屋頂的商店街，燈火明亮， 
陳列一些漂亮的商品供人參觀，宗三逛了一下鐘鋳店、照像機店、禮品店、土產店、百貨行等， 
然後再回到美奈子購買絲襪的百貨行來。 . 

透過橱窗，美奈子背向着店面，正把裙子拉高，彎着身繫扣絲襪，宗三急忙將視線移開，但 
是一想到只剩下今晚一夜可以和美奈子相聚，心中覺得悵然。 

美奈子從店裏走出來，說道： 

r 讓你久等了！換了襪子後很舒服！」說完用力將鞋子往地上踩了幾下® 
r 現在要去热裏呢？」美奈子說。 

「渡船場—•我想看一看明天早上妳要搭乘渡船的地方！」宗三說 C 
. r 好啊！」美奈子回答說。 

宗三很想說能否多留一天，後天再走，伹是終於没有說出來。 

商店街的盡頭就是廣場，車站在右 S ，渡船場在左邊，建築物的上面，設有指示航線的廣告 
招牌。 



白林 


輪渡海内70 


也到裏面，左邊是渡船和遊覽船停靠的地方，往今洽的輪船則停靠在右邊，裹而有類似車站 
內設 {a 的店舗，昏喑的候船室，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那裏看雜誌。通往船坞的路上，燈火閃爍 

着，但出人口的大門已經鎖上了。並没有人看守。從海上傅來漁船引擎的漀音，宗 三不經意地 
說： 

r 好冷淸啊！」 

美奈子說： r 往今洽的渡船， S 晚的班次已經没有了，可是開往其他島嶼的船隻 還有！」 

美奈子竚立在宗三的身旁，環視着四周。販賣部的婦人巳經準備打 烊了。 

「鳴 I 嗚 I 」的汽笛聲，長長地響了兩次。 

整個渡船場的輪渡停泊若，到處■漫一股淡淡的耢氣，宗三的眼前浮現明天 I 早急促走向船 
塢的美奈子身姿，因而挑起陣陣的哀愁情緒。 

r 我們去喝茶好嗎？ j 美奈子看起來並没有像宗三的那一種傷離別情懷。 

他們回到商店街，進去一家霞淨的咖呼廳。裏面暗暗的 ，在 旅途中喝咖 啡也是蠻鮮的。看 
到當地的客人，感到 Q 己是異鄕人，有旅行者的自由。 

從咖啡廳山來，叫了一部計程車，： ^ 訴 nl 機目的地，他當然知道內海莊 。大橋在車鎞的正面 
被反射照鰥出來。冲子進入狹窄的街道，再轉入千光寺山的斜而|條 很寬敞的路上 ，繞行而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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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看，向島的燈火依然可見。 

「那條細坡路，雖然陡得嚇死人，但是走路比坐車來得快哪！」美奈子望了一望車窗外對宗 
三說。 VI 
司機聽到美奈子如此而言，就說： 

r 從內海莊旁邊的斜坡小路下到街上，是一條捷徑，但是太過陡峻，要上去是很辛苦的！」 
宗三說：「爲什麼要建造這麼陡直的坡路昵？下來時是很危險的啊！」 

司機說：「那是很久以前就造好路，後來把它用水泥舖蓋上去，頭一次來的人都會吃驚！要 

是把它弄成波浪型，陡度當然可以緩和，但那樣就不成爲捷徑了！」 

司機好像很喜歡說話的樣子，問道： 
r 兩位是從東京來的嗎？」 

宗三不答話，緊閉着嘴。 

車子頓時在山的 SS 了， 81 和內 I 蕩候， ii 震。旅社 

的年輕女服務生站在路旁，走近司機說： 

「回程時順便將我們的客人送到福山吧！」 

不遠的臺地上，有家標示「汐見山莊」的旅錯，車子在走着它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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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家也是很好的旅社啊！正和內海戕是斜對面，但是內海莊歷史比較悠久，所以生意也 
比較好！」司機將車子靠近內海莊的文關，一面說着。 

有兩個服務生出來迎接他們！ 

上了玄關，朝向旅社內走進去時，値班的服務半♦出來告泝他們有關®:間的事： 
r 您們出去散步後，別館有房間本 •出來，不知道您們願不願意換……！如果 您願意 去 的話， 
可以搬進去！」 

美奈子看了一看宗三。問： 

「別館？ J 

「是的！在本館的右邊，是一帱獨立的小別墅，如果想5 ,我可以馬上帶路 ！ J 
r 那麼看一看吧！」 

i ! Kil 一看得出美奈子一聽到獨門獨院的別墅，有些被绣惑住的樣子。 
r 是！如果您中怠那邊的話，我馬上將 a 衷的行李搬過去 c 」 

別館是從本館分出獨門獨院建築物，弟•不多有五幢，每一幢之間都用很高的竹籬笆隔離着， 
可以遮住別人的視線，裏面是以卜蓆、六蓆、三蓆的榻榻米加上浴室和類似厨房的設置所組而 
成的。最裏面的是十蓆房間，正而臨 * 海，透過廣大的洋柰玻璃，可以看到對面的島嶼和街上的 




73 夜的莊海内幸六第 


白抹 


燈火。 

「這裏可以作爲一個小家庭的住宅。」美奈子說。 

美奈子很滿足那小小厨房的設備。寢室裏，兩床舖蓋已緊密地靠着，在朦朧的光線裏，艟壁 
掛有一幅字畫，美奈子環顧裏面，轉身打開玄關旁邊的三蓆榻榻米房間向外眺望，叫道： 

「宗三！你來一下®!」 --• . 
r 你看那不是剛才服務生撊車的旅館嗎？」 . ’ . 
宗三仔鉑一看，那對面的地方可以看見「汐見山莊」的霓虹燈，是一座黑黑森森的大建築 

物，從一些窗戶露出來的燈火點綴其間。因爲在臺地的上面，所以從這裏覺得很高。 

• - .. f:i 

r 哦！我們這邊就是它的背面！」 

「喔！是啊！」美奈子說。 .. 
從海的那邊，傳來陣陣笛聲，美奈子關上窗戶。宗三脫掉西裝，進入浴室洗澡。別館的浴室 
比本館的大。眞的，就如美奈子所講的，別館這個地方可作爲組成小家庭的住所。宗三浸在浴缸 
裏，而後美奈子也進來了。尥的體態顯然比十四年前豐腴，那雙大腿已經失去了少女特有的張 
力，但卻含有|般豐繞的成熟感。美奈子把熱水潑到自己圓圓的肩膀上，很大方地跨進去浴缸， 
當身體全部浸進去的時候，溢出陣陣的熱水，美奈子見狀，4即 S 出上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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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更豐澈了。」宗三有感地說。 
r 眞討厭！」美奈子皺着眉。 

r 眞難爲怙，你先出去吧！」美奈子以蹲站着的姿勢，用毛巾掩着胸部說。 
r 在水上 S 泉時，熱水不僉溢出這麼多。啊，妳宥胸部也比以前豐滿多了！」宗三說❶ 
r 你在挖苦我吧！」美奈子說。 

宗三從浴缸出來洗臉。美奈子也跟着出來，用小臉盆盛冷熱水說： 
r 我幫你洗，來！你轉向那邊！」 

美奈子將毛巾舖在自己膝蓋上，然後塗了塗肥皂，用I手抓着宗三肩膀，另一手替宗三刷 
背，偶而從浴缸槽裏盛水往宗三的身上沖。 
r 喂！換右邊的那隻手！」 
r 不用了啦！剩下的我自己來！」 

r 不行！你是懶蟲！」美奈子轉個方向，抓住宗三的右手，連手指亦洗乾淨了，然後乾淨俐 
落地換了左手，這秤無微不至的關照使宗三產生自己的年紀比她更年輕的錯覺，可能美奈子亦有 
同樣的心情，好像在享受這種氣氛。 

宗三想要問她說：「對妳丈夫也是如此嗎？」但是没有說出來 ，K 爲怕破壞氣氛 —— 何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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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美奈子也不會對大她二十歲的先生那麼體貼的。 

「好乖呀。」美奈了說。 

「嗯 ！ J 
「很纾服吧！」 

「嗯！當然！ J 

r 接下來是胸部和肚子，然後就是腳 ！ j 
「好了啦！饒了我吧！」 

r 不行！不行！要統統洗乾淨！」美奈子繞過了宗三的背後 o 
接着從宗三的兩邊腋下開始洗到胸部。 

宗三將兩膝合住，美奈子停住雙手，宗三覺得脖子下面有點褰。 
r 哈！不要這樣嘛！不要在郓個地方……」但是美奈子的臉没有馬上離開地方。 

r 宗三！」美 奈子嬌嗔嗔地叫 I - , 

r ……」 * ’ 

M 了不久，美奈子又說 ： r 我很想跟你再過一夜 ！」 

宗三 S 有馬上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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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奈子又說： r 好不好 ？ J 這一次是用比他年岬的姿態，撒： g 地問着宗 H 。 
r 但是松 III 那邊没苻問題嗎？」宗二雖然恝識到危險，說出 n 的卻是同总的口吻 
r 嗯， «' 有關係，我會想辦法的！」芙奈子說。 

她的回答仍帶有一股足以讓她先生信服的信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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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佐佐不捨 

宗三，被 r 唰！嚷！」的聲音吵醒，美奈子不在隔壁的床舖裏，向後一看，原來她背向床舖 
站在陽臺上，厚厚的窗簾拉開了一半，剛才的聲音原來是她拉開窗簾發出的聲音。 

早晨的陽光透過玻璃門的縫隙射了進來，宗三{/\在床上，拿起床几旁的煙灰紅，放在手邊， 
順便看铸，時刻已是六點二十分，美奈子聽到宗三點火柴的聲音，回頭一看，說：「哦！你醒 
了。」因背光的關係，臉部顯得很灰暗。 

「妳道麽早起！」宗三說。 . .；；•:■■ 
r 嗯！」美奈子又轉過頭看着前方。 

宗三挺着雙肘，抽一下煙。 • ,/.. 

汽笛聲拉了很長 ，激起 宗三聯想到某件事淸，於是從舖 蓋裏爬了出來。站在 美奈子的背後， 
透過玻璃門看了出來，從一大片白芒茫的煙粲中，呈現出向島的灰色影子，只有 島上的 山頭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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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r 唉！霧這麼濃！這裏是不是經常這樣？」宗三 一 邊看到美奈子縮着脖子，一邊說。 
r 偶而會，平常不是這樣的。松山附近的海面也是如此。」美奈子回答 o 
在霧中傳來起重機的聲音。 . . 
r 剛才的汽笛聲是開往今洽的渡船的聲音嗎？」宗三問道。 

「 「可能是— . J 美奈子回答說。 

因爲從時間上來判斷，應該是如此，所以宗三連忙從床上陡起來。他惦記着開 注今治的六點 
十分的這班渡船 C 

長長的汽笛聲再一次從霧中傳來。 

笛聲發出的地方，愈發覺得遙遠 C 當然已經没有看到船影了 ，但是本來應該坐在那船搶的美 
奈子的姿影浮在眼前 C 

宗三很能瞭解，此時此刻往外看的美奈子的心情，畢竟松山丈夫的事 ，她會惦念着，雖然嘴 
上很硬，但是心裏也難免有愧疚感的。對再住 I 夜的事，可能很擔心，如果現在已經搭上在霧裏 
的海上前進的那艘船的話，或許比较容易對丈夫交待得過去。和情夫留連此地不歸，可能 要花費 
一番□舌對年長自己二十幾歲的丈夫解釋，這種自我苛責和不安，使得美奈子在輪 船開出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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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佇立窗邊盼望着大海。 

美奈子的表情也有些空洞惘然。宗三覺得她是 e 後侮寄託於没有影子了的輪渡上 o 
r 妳現在是不是在想，還是搭早上那班渡船回去來得好吧！」宗三說。 
r 不會的，再留一天也没有什麼關係！ j 美奈子稍微掐頭說道。 

「眞的嗎？」宗三狐疑地說 o 
r 眞的啊！因爲是我講出來的嘛！」美奈子說。 
r 但是你已經在後悔吧！」宗三說。 

r 儍瓜！如果這麼一點事就後悔的話，我就不會來到這裏和你見面的！」美奈子說。 

宗三想：一半是不願在男人面前認輸。旣然她留下來了……於是把手放在美奈子的肩膀上， 
一手拉上窗簾，於是濃霧消失了。濃蜜的夜晚回到他們的寢室。 

r 哦！好冷。」宗三蓋上棉被。拉開了美奈子胸前的手，把自己的胸脯緊貼在那裏 C 宗三丨 
於是沐浴在瀰満了女人體味的暖窩裏。美奈子的髮夾從枕上滑落。 、 

美奈子站起來撿髮夾，釵在髮髻間，進入了浴室。浴室傳來放水的聲音。 

「準備好了 ！」美奈子說。 

宗三叨了 一根煙，進入浴缸，靠近美奈子，但是 M 於美奈子白白的胃榜，圓圓的跔部，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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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減。 

「男人都是這樣子嗎？」美奈子凝視宗三問道。使盡了力量散發熱情之後，背向美奈子，俅 
然入睡的宗三，美奈子不止一次地抱怨過。 . 。 

宗三曾聽美奈子對他說起和超過六十幾歲丈夫的性生活。那是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對於丈 
夫的焦燥，有時在心裏嘲笑，有時覺得很悲哀。一開始還想努力激發他，結果只有使自己更深體 
會，那根本是浪費，後來身心都冷漠。 

這個女人亦曾經跟哥哥渡過 I 陣短暂的婚姻生活，但那時侯美奈子的身體還是未開之花，何 
況哥哥在外面另有女人，哥哥亦没有很體貼妻子，夫妻關係爲時很短。現在的美奈子亦不曾對宗 
三探聽壽夫的绾息，宗三也没有吿訴她。 

在美奈子的心田中，宗三是她的第一個男人，現在也是。六十一歲的丈夫不能說是男人•她 
的充實再生是在銀座再會宗三後所袷予的，而由宗三繼續着，也可以說宗三才是實際上的丈夫， 
因此她對宗三積極的需求，有不满亦會露骨地說出來。 

r 我不想回松山！」美奈子從宗三身上將視線移開，望着窗戶。 

浴室的陽光洩進了晨光，似乎掃開了斷漸稀疏的晨耪。 

不想回松山，當然不是說永遠的意思，而是希望延長和宗三相處的時間吧！過去每三0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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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面，這次則因才相餳一個月就見到面，造成美奈子得寸進尺的心態，使她靳浙失去了分寸 
——宗三是這麼認爲的。 

宗三有事情，必須在今日趕回東京。因爲後天的上午十一點學校有考古學系的會議，在會議 
中宗三要發表他的研究報吿。系主任是要求嚴格的人，缺席的話就很麻煩，如杲破壇了印象，對 
宗三以後的升遷與前途有影響，宗三本來就安排用明天的時間將未完全的部份整理出來。因此宗 
三想今晚若和美奈子再住在這裏的話，也可以明天淸晨搭早班火車回東京，但是總覺得時間太 
少。因爲坐長時間的火車會疲倦，回去以後，也無法馬上進入狀況，研究報吿可能會有疏忽之 
處。最理想的是照預定今天回去，但另一方面對於再和美奈子過一晚也很依戀，而且想到美奈子 
的心情，他很難說出決定今天務必回去的話。想到工作就很想今天回去，但想到美奈子的心情， 
卻又希望再陪她一天，宗三是如此地徬徨不定 o ' 

不管如何，通知旅 tt 叫一部計程車到車站，假如要住 T 來，今夜也可能會在其他的地方，所 
以行李也帶出去。 . 

進入車站後，在候車室看到壁上的地圖，如杲沿山陽線只有岡山或廣島方面可去，但是廣 
島，兩個人以前已經去過 C 在北方靠近中國山脈的地方，好像有很好的去處，但是美奈子要搭明 
天早上六點十分的渡船，就來不及了，而且宗三的心情還是猶豫不定。 



白林 


輪波海内 


美奈子看一看地圖對宗三說： 
rs 離這裏很近嗎？我還没有去過，很想去看看！」 

這是很好的提議，「辆」這個地方，離福山亦很近，宗三也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 E 好 E 分潼 
後有一普通列車進站開往朝，所以趕快購票搭乘。到福山只需要十五分鐘，車上連講話時間亦没 
有。下車後走出福山車坫前，有等候乘客的計程車招攬客人0 
宗三問司機 ••• r 到渡船場需要多少時間！ J 
r 差不多二十分鐘！」司機說。 
r 到仙醉島的輪渡時間需要多久！ j 宗三問。 

r 不到十分鐘！」司機回答 說。， : 
r 要勸光仙酵島，霱要多少時間！」， 

r 如果繞島一遇的話，需要一個鐘頭，如果不這樣的話，二、三十分鐘就可以了。」司機 

說。 ：'. : 

離開福山， I 逭沿河流的路行駛着，到達 r 柄」的海岸，可以看到三、四座大小島嶼，在鎭 
上的入口處附近，有許多製鋼鐵廠。 

進入小小的渡船場，對面仙醉島，有座高山聳立着，海岸有旅館的建築物，旁邊有一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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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島上有一小小的神廟，海上波乎無浪。 

r 你一直都在詢問司機有關島上觀光的時間，是否打算今天回裒京！」美奈子在等船的時間 
這麼問他。 

「我正在想，不知要怎麼辦才好！」宗三說。 : 

「我不要！再住一夜吧！」美奈子說。 

「如果東京没有事情等我的話，就没有關係！但是後天學會的會議中，我需要發表研究 ® 
吿。因爲研究報吿還有尙未完成的部份，所以我很想回去，如果没有這種事情，我也很想在一起 
多待幾天！」宗三說。 

美奈子木然不答，一方面好像瞭解他的立場，一方面好像對他有所不满。 

小輪給到達了，只有這麼一艘铅在往來穿梭接送客人而已。一齊坐進去的，有三對年輕男女 
的旅行者，另外有十來個當地人。過了狹狹的海道，可以看見島上的船塢，正有學生囤體在等候 
着，騷動而迫不及待地要擠向停泊的小船，指導老師對從船上出來的宗三和美奈子投以一瞥，因 
爲，中學的敎師中，亦有人在研究考古學，因此宗三不自覺地將臉轉開。 

走在海岸狹長的覬光道路上，穿過小小的洞穴，又走過宏偉的旅社建築物，就來到沙地的廣 
場上。廣場的那邊，山腳岸場廷長直落到海岸，山上有路可行，宗三走到那裏一看。未時看過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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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牌寫着鳥上存七湖絕景和八洞窟的奇岩珍穴並說繞島一週需耍|個鐘頭。再 W •走到岩場的行人 
道，只覺得沿若岩石斷崖忽起忽落，走在下坡的 JT 道上，步履不穩， I 不小心，則有墜落斷崖之 
虞。崖下，有人坐在岩石上面垂約着。 

來到彎角時，馬路上變成沿練着山腰而下，下面就是波浪拍岸的斷崖。有三個男人走 在那邊 
山腰的道路上，同船而來的男女觀光客，是否因爲女的趕不上而没有來到這裏 C 

宗三和美奈子帶着行李來到這裏，就停下來，卒排坐在岩石上。大海是非 常的遼濶 ，卻 不見 

有任何的船影。 ',、•:•： .，•： 

r 無論是昨天或今天，我們似乎都和崎嶇難行的路，結下不解之緣！」美奈子對着正要拿起 
再煙抽的宗三說。 ； 

宗三也想到在觀光寺內海莊欲下运道市街頭的坡路 C 但是美奈子所說的可能不 是指此事吧！ 
或許險路的意思，亦是隱含宥兩人之間關係有危險性存在 C 
r 的確！」宗三拿出打火機道麼冋答說。 

美奈子一直看着宗三的側面，然後把宗三嘴上的香煃抽拿下來 ，很 快地 看了 I 看周圔，將嘴 
唇靠近宗三，宗三深深地吻了美奈子 I 下。 , 
r 宗三，不嘵得我們會资成怎麽樣？ j 美奈子看了看大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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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怎1啊！哎，就是這樣吧！」宗三說0 

宗三有點難以揣摩美奈子的心理，美奈子似乎很怡被丈夫發現，心中不安而有惶恐的神情， 
也好像是在關心兩個人的前途，如果是後者的話 • 宗三心想就不能不謹愼地答話了。 

「我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 

「我也是一樣啊—可是 . 」 ' 

- 

- •- 

「眞的嗎？」美奈子說。 ■ * 

「心情是如此，可是……」 

r 可是我有家庭啊！你是不是要這麼說？還有，我也是有家庭呀！」美奈子有點激動地說。 
r 是〒•」 

r 我知道 .. 我在想我可以從松山的家庭跑出來 ！ J ， 

宗三聽了這話，嚇了一跳，凝視側面的美奈子。:-、 

她並没有開玩笑的表情，她把視線投向大海，海的那邊正是四國的松山。 

宗三並不相信美奈子的話，即使對丈夫有不满，但是她的生活是安泰的，不愁吃不愁穿，作 
爲老店的老闆烺，集當地人的尊敬於一身，丈夫也是容許池的奢侈，是太太，亦是老店舖的女主 
人.，這是快要進入中年的美奈子自己最瞭解的 C 她並没有抛棄那個家的理由，»;才的話，可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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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在情人面 前的情緒表現吧：雖然很認眞地在說，但那也只是熱情奔放時的 ffi 語而已，宗三是 
這麼認爲的。 

「如果我從松山的家裏出來，怎麼辦？ J 美奈子這麼問他。這個時候，她的眼神含有惡作劇 
的味道。 

「嗯！這樣子的話，恐怕我會很爲難的喔！」宗三說0 
「若是這樣，你眞的很爲難嗎？」美奈子的眼神突然變得很強硬❶ 

「妳忽然逃了出來，當然會困擾、爲難啊！」宗三趕快辯解地回答 C 
他覺得美奈子好像在責怪他不負責任的態度。 

r 但是你在尾道的坡道路上，不是講過嗎？我問你說，如果萬一雨個人都跌倒受了傷怎麼 
辦？你說『乾脆結合算了』舸！你是這麼說的啊！」美奈子說。 
r 講是可能講過……」 

r 不是可能！是確確實實講過！」美奈子強調着。 ， 

r 那是說如果受傷，在已經無法隱瞞人家的時候啊！普通的場合下，爲什麼要自找疏煩 ？ j 
宗三回答說。 、 
「保持這種狀況，亦不是說就能保證没有事，也許有一天演變成在別人面前也無法辯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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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不要嚇我好不好！」 

r 我是在講實話！你要有這種覺悟，不要事到臨頭而手足無措才好！」 

宗三對這件事，他心裏也不無或許有這麼 I 天的想法，但是卻没有料到最壞的事，會這麼快 
地來臨，理由之一，他認爲美奈子很有分寸，另外的理由是，毎三個月才相會一次，所以不用擔 
心會被人家知道，假如有什麼破綻 ，也 是應該 很久以後才 會發生的事！ 

「我不要到那麼悽慘的情況時，才從松山的家裏逃了出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很慚 
愧！」美奈子輕輕嘆了一 D 氣說。 一 
r 現在講這些話，也没有用啊！」 

「那晚在那坡道上，我脫下鞋子了，你也脫下吧？」 

「那是什麼意思啊 ！」 ， 

「就是說，兩個人都脫 掉鞋子 打赤腳…… 」 。 

「妳那麼講就奇怪了！稆時候是因爲妳說怕跌倒才脫掉鞋子，而妳怕我從坡道滑下去，用手 
擋住我的身體，妳不是說要支撑我嗎？」 

r 不管如何？你也是把鞋子以及一切裝飾的東西統統拿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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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那是萬一的時 候 ，但何必故意〔3麼做 ？ J 
r 啊！我巳經累了！」美奈子輕搖頭說 c 
那邊的岩石上，有漁夫佘普釣竿行走的影子。 
r 我不想在松山的家再忍耐下去了 ！ j 

r. 」 

r 你可能想，要在家裏好好的忍耐，才不會有經濟上的冏題，但不是這樣的，在那黑暗的家 
庭®侍候没有一點感情的丈夫，我已經不能再忍耐了。過去是三個月和你相處，雖是我唯一的幸 
福，但是三個月一次我已經不能忍耐了。我的身體已經過不了没有你的生 活了！」 美奈子拉起宗 
三的手，用雙手緊緊地握着。「宗三！我不嘵什麼時候舍從松山的家裏跑出來喲！」 

那秫口氣很激烈，宗三被壓抑着，一時講不出勸慰的話。 
r 但是我不會譲你有經濟上的負擔，這一點請你放心！」 

漁船馬達的聲音，從岩石的背後出現，那漁船上有一對男女，漁船就在附近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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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奈子很 想再過一夜 ，但 是宗三則項想立刻離開仁醉島，回到福山然後搭計程車至尾道，這 
樣的話 ，就丐 21 來得及趕上今天下午去今治的渡耠，然後搭穽三羁或四黝，從尾道 ®a ffiffi ，到 
今治不過是晚上七 、八點 ，那麼美奈子也能夠在今天以前回到松山的家裏。上午才出發雖然比較 
晚了一些，但總比明天回去來得奸，他是想這樣地勸服美奈子。 

對自己來說，把美奈子送到尾道之後，搭快車到大阪而從伊丹乘飛機，也是今天就可以到家 
裏。如此的話，今天晚上亦就可以着手寫未完成的研究報吿，這樣的打算對雙方都有好處，他是 
計劃如此說服美奈子，因此當美奈子說要再過一夜的時候，他就按心中所想的吿訴美奈子。 
「我不要啦！我不要這樣子就回松山！再過一夜吧！」美奈子堅持着。 

那對男女的漁船，發出悠悠的馬達聲，漸行渐遠。 

「啊！ 這樣是很困 擾的！」 宗三的聲調炊弱無力，他内心也是想和她再過一夜，昕以一 Is 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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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不決。 

「再過一夜嘛，又不 * 可以常常見面！」美奈子似乎看透了宗三的心，用眼睛斜視着宗三， 

嬌嗲地說。 •： •：,' ’ ^ 

r 我知道，可是我還是覺得今天回去才不會有問題！」 

「我不要，你一直這麼說，我就不回松山了。」 

「那是贺幹啊！」他以爲是在開玩笑的。 

美奈子的眼神馬上* i 得很強硬。 

「你以锊我在骗你嗎？我是涊眞的，有一天，我會從松山的家裏跑出來！」美奈子似乎要他 
重新覺悟一般，用強硬的口氣答着。 . 
r 你突然這麼說 ， H 在令我很困擾啊！」宗三慌張地說。 

「是啊！那是耑要有心理喁備，我也知道的！但是你如果不再跟我過一夜的話，不曉得我會 
變成怎麼樣啊！這不是在威脅你，我眞的這麼想！」美奈子的情感變得歇斯底里的樣子，宗三有 
點害怕。 

他的心情並不是不能了解的，剛才她說「我的身體已經過不了没有你的生活了！ j 她一直鵠 
着不想回去松山•，遒理在這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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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但是到了明天能不能一早就走，還是個問題，如旲再拖下去，你或許有辦法應付你丈夫， 
可是我有重要的論文待寫，明天囡得晚的話，根本没有時間做啊！」 

宗三極力爭取早點回去。研究報告的事實在很令宗三擔心，但是到了萬一的時候，就是明天 
晚上也可以遺宵熬夜，所剩下的部份，可以在大後天早上早一點起來完成，如此勉強趕得上開 
會，可是這樣做實在太勉強了，但是如果不能避免的話就只好這樣了！ 

美奈子沉思片刻，突然地說： 

「喔！我想到很好的主意！」麈音馬上變得很開朗0 

— 1 *, 

r 什麼事？」宗三心理很怕她又要說出什麼難題。 / : 
r 明天早上，我搭飛機回松山，你也搭飛機回東京吧！這樣的話，在中午就可以回家，那麼 
你就有充分的時間寫研究了！」 

「飛機！都麼現在就要去大阪嗎？」 

r 是啊！而今夜在京都或大阪過夜就可以了。記得從大阪有飛機中午到達松山•'從大阪來的 
人搭這一班，昕以我才知道。從伊丹出發是十一點，差不多花一個鐘頭左右，中午就可以回到家 
裏，也就没有什麼好掛慮的了，雖然慢了一天，但是可以交待得遏去！」美奈子說。 

「說的也是！」宗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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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你也可以很早回到粜京，從伊丹的話，有曰航，企口空的班次也很密！ J 
宗三不經意地微笑了。要配合飛機起飛的時間，美奈子亦不會再作種 M 的藉 □ 挽留他吧！ 
「但是從這衷到大阪，搭火車覺得役有太大的興趣，從福山搭快审可能也需要四個小時吧 
!」宗三雖然心瑭赞同剛才的建議，但表面上仍然存些反對•，可是美奈子巳經看透了他的心理， 
所以也不理他！ • . ' 

”.「四個小時又怎麼樣呢？我從尾道搭輪渡的話，也 Is * 耍這麼長的時間啊！」美奈子說。 
「…？」 . :: .. ’ ；•％. 

「很好的主意吧，又能和你再過一夜，搭渡輪要四個鐘頭的地方，飛機只需要|個鐘頭，就 
直接到松山了……好高興啊！」美奈子說着，很興畜地用力握緊宗三的手。 
r 啊卜眞拿妳没辦法，那麽就這樣決定吧！」 

「哼！你6己心裏 S 不是萵興這樣子做嗎？」 . 

••從福山搭兩點的快車。主意確定後，美奈子顧得非常有活力，中午在仁醉島的旅館餐廳，美 
奈子情褚愉快地和宗三共進午餐 o : : ‘ . 

宗三心想只是延長一夜，因爲過去是毎三個月見一次面。銳來也難怪，她有無限依戀，但是 
在東京見面的時候，卻未曾如此， ia » I 能因爲因工•作而上東京，使她做 S 我約束，不敢超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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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可是 本來是 每三個 一次規律性的幽會，這一次卻臨時提早，那麼可能就是這湩變化才使得 
美奈子的心理發生動搖，使她體會到三個月是多麼漫長的一段時間。這也是導因於，美奈子這個 
成熟的肉體，已經上了 r 癱」，再也不能夠過没有「男人 J 的生活。更使她覺得松山的家，縦然 

安定，但索然無味。 

宗三原以爲美奈子，是一個比較有理性的女人，說到理性或許應該說成中年女人的理智才洽 
當，； s 應該不會拋棄現在安穩的經濟生活，而從那温暖的窩跑出來，這簡直是自討苦吃，即使要 
和別的男人戀愛，也應該會應付得妥妥貼貼，毫無風波才對。但是現在的美奈子看起來只是一個 
普通的女人，讓慾火燒身，不計後杲地顯露出一個女人猜神錯亂的一面。 

這是 I 個危險的女人，不能再和她作長久的交往，槁不好會被拖下水，說不定會因鬧醜聞而 
從學術界被放逐。本來是一個 很有前途的青年學者，嫉妬的人也相當多，這些人正虎視耽敢地在 
找他的揸，況且學術界仍然要求學者必須在私生活上純潔檢點，不要惹事生非，鬧花邊新聞，至 

少在學術界站穩腳跟前，這是一定要做到的原則。 

不管如何，今天暫且照美奈子所要求去倣！等以後她或許會反省或是逐 if 和她疏遠，或者是 
在下一 次三個月嵚相見時，才跟她提出斷絕關係。而以現在的狀況，無論怎麼解釋說明，她是聽 
不進去的，何況自己對今夜的美奈子還有依戀，所以更不便講出什麼！ 



白林 


輪渡海内94 


在座位上，美奈子明朗而活潑地說話，過不久，漸漸入睡，一副毫無煩惱的睡相，她好像没 
有像口-所講那麼深刻的想法，她說「千光寺的坡道上，自己脫下鞋子，也要他脫鞋子，隶掉一 

切裝餡的東西，雨個人赤足而行！這種說法大槪只是始的語言遊戲吧-看樣子是没荇户麼問 

題吧！宗三想到曾經聽 ii 美奈子的話，而感到好受威脅，又對於自己的膽小，也覺得非常地好 

笑。 - 

六點半到達大阪，但是在那時候睡醒的美奈子，就提議說： . 
r 今夜住京都吧！離伊丹很近，我好久没有來京都了！ 」 她一面說一面 拿起粉盒來 補粧。 
「是嗎！」宗三本來要說：如果要住的話，就住在京都，但是臨時 又把話 呑下去 。他 想起搭 
新幹線來的時候，在餐車上碰到長谷澈 | C 現在在當新聞記者的長谷是他大 學同校的同學 ，那時 
候長谷是爲了採訪而在京都下車的，他說要訪問三、四位畫家，說不 定還在京都，新聞記者的工 
作性質必須四處走訪，難保不會在京都的哪個地方碰面，那時候要是 被長谷 看到他 自己身旁帶個 

女人，如_?1同住一靈露話，票能5|丁薦嵩 I 並不是 S 親密， 

何 M 池是一涸»歡說話旳人，所以不知道會向人家次噓宣湯些什麼。 

「京都雖好，可是我已經來過好幾次了，所以我 M 了，……今夜住有馬温泉如何！ j 宗三信 
D 說出臨的地方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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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馬温泉？好蚵我不曾去11，有這個機會，我當然很想去。」美奈子馬上贊同，看樣子有 
馬温泉是比京都更有吸引力。 
r 那裏離伊丹機場很近！」 

「是啊！」美奈子微笑地點頭，把粉盒收進手提包裏，馬上拾起頭來說： 
r 對！對！今天就先去買好機票，你是往東京的還好，我往松山的飛機班次，常常客満，何 
況上午十點的那班，特別擠！」 

「哦！這樣子，明天去機場時才買的話，是不行的！」宗三說。 

r 到達大阪車站，就到車站裏面的全日空營業所吧！你的機票也一齊買啊！」美奈子說。 
到達大叚車玷，全日空營業所的 店面大 門已經闊了，營業時間是到六點爲 止，僵 了十五分。 
r 没有辦法，現在只好去機場買了，從伊丹的話，有馬也不遠啊！」宗三說。 
r 對啊！如果今天不先買機票的話，眞的很不放心！」最近從梅田到伊丹之間，有高速公 
路，所以搭計程車趕一點，差不多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至航空營業所前面時，宗三想要付車 
錢，®發現自己没有零錢。 

「我來付車錢，你先去買機票！」美奈子說。 

宗三將美奈子留在計程班內，自己先到航空營業所裏面。候機室裏的人很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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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明天上午十點左右往松山的機票？買一張！」京三對承辦人员說。 

承辦人員回頭往座位表一看，吿訴他說 ：•• 

r 還剩下一張！」宗三大放其心。 ：/ ••丨 

r 那再 H 一張往東京的。」宗三又說： r 往東京的大槪在十點半至十一點左右 c j 
r 是的！ j 承辦人員回答說。 ^ . - 

宗三把兩張購栗申請眾分別塡好，並且付了機柴錢。往松山的申請表没有塡上美奈子的名 
宇，而是用假名、假地址，心想可能不會發生飛機事故吧！最好避免使用眞名，說 不定會有什麼 
事情發生破綻，凡枣都要要顧慮萬全。美奈子還没有出現，可能是付計稈車費而稍微延遲 r 些， 
宗三把承辦員遞過來的機票，雨張疊在一起東進上衣的口袋裏， 朝 向事務所大門 走出時，有人向 
他大喊一聲： r 喂！」原來是 S 谷澈一，正坐在候機室的椅子上，面朝向電視機，抬起那胖胖的 
臉，看蕃宗三。 

宗三嚇了一跳，頓時儍住了。原先在班上顧慮着長谷，想不到竟會在這裏碰到，還好没有讓 
他看到花榧枱買兩張機票的情形，同時想到美奈子最好此時不要出現在迢裏。 
r 你也要搭飛機冋去嗎？幾點的！ JS 谷特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問說。 
r 嗯！明天！」宗三 S 了 一下口水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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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明天！明天的話，用不着現在來買啊！你可以在飛機起飛前十分鐘來買啊 ！ j M 谷說。 

長谷說得很大聲，宗三感到很困擾，而預感還是被料到 c 雖然没有在京都街上或旅 fc 碰到， 
但是仍逃不掉在這裏和他碰面。 . 

「嗯！實在是這裏還有一點事情，順便來買的！」宗三想不到適當的藉口。 i 彳， 
「哦！這樣子，今夜也大槪住在這裏吧！不知道你住在那家旅社！」雖然長谷好意相問，但 
是宗三卻感覺有如被警察審問一般，很是不偸快。 

r 京都啦！」他本來想避免的地名，卻突然間脫口而出 C 

「京都嗎！我住在假日飯店，你呢？」 ： .： 

「嗯！還没有決定！想現在去京都時決定。」 

「哦！對！對！你到昨天還在大阪，學會的事情辦完了嗎？」長谷說。 ， 

* 「嗯！」 

宗三碰到長谷感到很困 ri ， 特別是怕美奈子不知情來到這裏和他講話，那時侯該怎麼辦！如 
果他以『宗三！』或是『你！』這種親密的口吻叫着向粑走涞時，妇此的話，長谷就會馬上知道 
他帶着女人。 

宗三心裏很着急，想找一個藉口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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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我拜訪了五、六位畫家，聽他們的話，光是要說捧場話，就已經感到很累了，要是學會的 
話，就不必操這種心了 ！ j 

r 不！有些敎授和知名的學者，也不是那麼輕鬆的啊！」宗三因爲話題的發展，袷人的感覺 
是已經出席過學會會議的樣子。不管如何，很想擺脫長谷，但是不能讓他看到自己坐立不安的表 
情，所以強加忍耐，而且這樣子和長谷講話，美奈子也會看到而躱藏起來的。 

忽然長谷的視線往宗三身旁一.看，好像發現什麼稀奇的東西，眼光變得很亮， 
r 喂！妳不是伊矛屋的老闆娘嗎？」長谷說。 

『伊矛屋』是美奈子百貨行的店名，宗三嚇了 一大跳，原來美奈子已經站在身旁了/ 
r 啊！」美奈子只應了 一下而不答話，過了一會兒又說 v 
r 哦！久違了！」這樣子隱蹣她驚訏的聲音。她祇好和長谷虛僞地寒喧着。 

長谷笑臉凝 S 着美奈子。 

宗三此時才發現長谷認識美奈子，長谷叫她是伊矛屋的老闆娘，所以就是知道她是松山百貨 
行的太太。果然美奈子是在不知情而靠近宗三身旁被長谷看到，宗三馬上知道事態嚴重，但是他 
心想如果一直站在這裏，長谷會爲他介紹美奈子，他就缡機應變地說： 

「我趕時間，那麼我失陪了！ j 這麼一說，馬上離開，走過美奈子面前，連看一眼都不看。 



「哦！ 這樣 子嗎？ 那麼下一次再會吧！ J 
長谷狐疑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走到機埸外面的停車場，宗三心中忐忑難安，怎麼也料不到長谷和美奈子會認識。 

美奈子還没有出來，一定是還無法襬脫長谷吧！ 

. —長谷是不是看出兩個人是一起的，宗三心想應該是不會的，他自己立即脫身，長谷應該 
不會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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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i 满 

宗三不安地站在停車場前的一角。過了 一會兒，美奈子氣喘喘地走到他身旁，看樣子她也是 
相當的慌張。 

r 趕快搭計程車走吧—.有馬温泉或那個地方都没有關係！」 

宗三當然也是這麼想，就從最前面的候客計程車裏面鑽進去，司機在剛才就從車窗外一直看 
着他們，跟司機講明目的地之後，車子跑了一大段路後，兩®人仍然講不出一句話來，好不容易 
宗三才開口說道： 

r 妳認識長谷澈一嗎 ？ j 

r 那你是怎麼認識他的？」美奈子面色鐵青地問着0 
r 我和長谷是大學的同學！」 

r 我是差不多瞭解了，當我靠近你的時候，突然被長谷叫住，心臌就好像被人用力揑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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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你看我的心還是一直在砰砰地跳着！」美奈子用手貼在自己的胸前。 

「長谷叫妳是伊矛屋的老閭娘？」 

「對 f 長谷先生的家，是曰本橋很舊而古老的百貨行，我去東京的時候，常常去他們那邊跟 
他父親談話，那個時候也曾經碰過長谷先生，而且他的父親很喜歡旅行，常來松山，所以和我先 
生很熟。」美奈子跟宗三說明他們的來龍去脈。 

「哦！是這樣子！袞並不知道長谷的家是在開百貨行。」宗三感覺到有一條看不到的線在牽 
引着他們。 

從來也没有去過長谷家玩，也不曾聽過他是在家做什麼的。 

「長谷和他的父親，當然不知道妳曾經跟我哥哥結過婚的事情。」 
r 不可能知道，和長谷先生認識是在我成爲伊矛屋百貨行老闆姣以後的事。」 
r 實在是不可思議，世界也未免太狹窄了！」 

只因爲來機場才被長谷看到，美奈子嗔息說： r 我不來伊丹的機場就好了！」垂頭喪氣地注 
車窗外看，她連連嘆息，深深地陷入後悔裏。 

但是那時候長谷是否識破了雨人的關係？宗三回想那時候的情況，跟長谷談話當中，美奈子 
從他的背後出現，正面的長谷很快就發現，跟她講話，而以後就是長谷和美奈子間的談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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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樣子，他就會認爲我和美奈子是一起的嗎？在車站的候車室，站立等候着車子時，這是 
很可能發生的普通現象而已。 

一如我不嘵得長谷和美奈子間的關係一樣，長谷亦應該不嘵得我和美奈子間的關係吧！在長 
谷來說，可能認爲他是偶然碰到雨俚完全不相識的熟人而已，那時候幸好長谷没有爲我介紹美奈 
子，當然我是在危險發生以前就抽身而出了。宗三似乎在檢討反省三十分鐘前的場面，而自己下 
了可以放心的結論。但是看美奈子的態度，驚魂未定，似乎是在很難堪的現場被熟人發現般。她 
一句話不哼地垂頭喪氣。 

r 不必那麼煩惱！」宗三怕被司機聽到，對美奈子細 S 地分折解釋 o 
但是美奈子的情褚仍然没有恢復。 

「長谷先生一定看出我是和你在一起的！他回到裒京一定會跟他父親以一種趣聞的方式：：講 
得有聲有色，而長谷先生的父親也很喜歡講話，所以他來松山的時候，一定會跟我先生 提起， 
甚至說不定馬上就會寫信铪我先生！」美奈子用 S 悲哀的語氣說 C 美奈子好像很相信她自己的想 
法，不接受宗三的解釋。 

「那是妳過份敏感吧！不會的 C J 宗三如此講。 

如旲繼續講下去，聲調自然會髙吭起來，那麼就會被司機聽到，因此雨人靜下來。他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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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後才慢慢跟她說淸楚。因爲美奈子不講話，所以宗三I直抽着香煙， 爲了不讓這種 K 尬的氣 
氛被司槔感覺出來，就從司機背後跟司機搭訕起來 o 

「大阪的景氣怎麼樣？ J 宗三說。 


r 經濟的好壞是否會馬上影響到計程車這種行業的生意？ j 


司機用很低沉的聲音回答，宗三没有聽到 C 
r 到機場的客人，至大阪或東京的那一邊比較多？」 


這次回答的聲音亦没有11到。心想偶而會搭上怪里怪氣的司機所開的車子，但是這個司機大 
槪也感覺到客人尶瓰的氣氛，而回答並不怎麼開朗，宗三再抽上一棂香煙，到進山的收費站的入 
口處時候，司機用很髙的聲音問宗三說： 
r 不知道是有馬的那一家旅館？」 

宗三亦不曉得有馬有那些旅館，於是說： 
r 把我們載到設備差不多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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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將他們載到離有馬温泉街道很遠的地方，澴境很清靜，這家旅館叫「明月莊」。司機 
帶他們到這麼幽靜的旅館，可見他是善解人意的。三層樓建築的明月莊，朝南，座落於溪谷上， 
從他們的房間越迓溪谷，可以望見六角山的背面。 

如果平常的話，美奈子就會站在窗邊，欣賞四周圍的風景，現在似乎没有這種閒情逸緻了， 
美奈子坐在房間的榻榻米上，好像整個人都快要崩潰似的。 

r 你還是在煩惱碰到長谷的事情嗎？」宗三看到美奈子執拗難堪的樣子，有點不偸快地問 

道。. •. 

首先如果按照計劃從尾道直接回四國的話，就不會發生什麼，就是因爲她一再一夜接一夜的 
要求，甚至提出利用飛機的好主意，這些還不都是她自己做出來的事嗎？所以才會變成碰到長谷 
的這種場面，而且一再跟她說長谷没有看出他們的關係，她卻頑固地相信自己的錯覺獨自地煩惱 
着，默不作聲，連連嘆息。 

r 跟妳說没有問題，妳卻一直在煩惱，長谷並弈很謹愼小心的人，那個傢伙的個性•我最瞭 
解 fj 宗三說。 

r 學生時代的長谷和現在的長谷不同呀！我比較瞭解現在的長谷先生。」美奈子視線向下地 
對宗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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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瞭解又怎麼樣！」 

r 你不曉得，你跑掉以後，長谷先生 I 直看着你的背影，對我投以 I 種曖昧的微笑，那種表 
情好像在說「原來如此」的樣子！」 

宗三聽到這句話，心中驚愕一下，但是馬上似乎在安慰自己地說： 

r 那是妳的錯覺，長谷可能是因爲我離開他，接下來就是要好好和 妳談才會向妗微笑的 嘛！ 
這是人之常情。」 

r 你不嘵得，才說這種話。我因事前不知道長谷先生在那裏，所以才從背後靠近你，想跟你 
說話，但是卻铪長谷先生叫出店名，我嚇了一大 M ，我那種驚愕慌張的神情，無法隱滿別人的， 
因爲自己也感到臉上的血色全失，長谷先生看到我臉色上青白，一定可以判斷事情的原委。」 

美奈子好像在嘲笑宗三的天眞，一口氣講完。 

她如此很自信地跟宗三說，宗三也不知不覺地動搖起來了，一霎那間如一陣冷風吹進他的心 

裏，「假如長谷看穿了我們之間的事，他也不可能隨便地跟他父親提出，這和別的事情不一樣 
呀！」 

r 會的！會的！」美奈子斬釘截鐵似地說：「你不瞭解現在的長谷先生，這個人的好奇心很 
強，而且他的唱性，任何話都藏不住，我曾經在長谷先生的店中，無意間問問他有闕某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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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他卻 滔滔不経地對我說長道短、評述某人的近況！ j 

「……」宗三無言以對。 

r 長谷先生的父親和我先生是朋友，所以他父親一定會將這種來自兒子口中的消息告訴我先 
生。他亦很好管閒事，說不定今夜就會打電話去松山！」 

「會嗎？」 

r 你什麼都不曉得，所以才會有一副悠閑無事的樣子，因爲我瞭解長谷先生父子的個性 。 J 
美奈子覺得宗三好像一個不値得一談的人而將頭擺向一邊。 

聽她這麼說，宗三也不能從正面去反駁，和長谷認識是以前的事，並不瞭解他現在個性的變 
化如何，何況也不曾跟他父親碰過面！ 

但是以常情來說，不可能如美奈子所說的一樣，那是美奈子過份敏感的原故，但是現在看她 
那副一直想不開的樣子，旁邊的人再跟姓講什麼也没有什麼作用，宗三感到很掃興，默默地點燃 
香煙抽着。 

—— 他想不到美奈子竟然這麼怡他丈夫，懼怕長谷的父親對他先生提起這種事倩，那也是因 
爲怕丈夫的緣故。 

平常美奈子在 D 頭上不把年長的先生放在眼裏，隨心所欲，我行我素，事到臨頭就暴露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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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了，宗三心理這麼想着，口中吐出一渾陣煙霧，旁邊的美奈子還是垂頭喪氣0 

女人一到緊要關頭就從夢裏醒過來，愕然地認出現實的環境，美奈子雖然先前講了一大堆， 
但內心仍然在想當安安泰泰的百貨行老闆娘。她好像騎在丈夫的頭上，所以是實質上的女主人， 
經濟環境良好。如果纆住有家室的窮學者情人，也没有結婚的希望，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 

宗三認爲這種趨勢是好現象，美奈子如果能夠自覺的話，也不會像以前一樣講出衝動的話， 
宗三自己也不會被拉得圑團轉，宗三反而有一種輕鬆的心情，但是美奈子卻發出似叫似哭的聲 
音0 

r 啊！我已經不能回去松山了。」美奈子伏在桌上細聲地哭泣、肩膀輕輕抽動着 o 
宗三將抽剩的香煙揉熄在煙灰缸，靠近美奈子說： 。 

r 妳講什麼嘛？妳以爲長谷會跟你先生提出，這未免太離譜了，等回去松山市就知道了。」 
宗三以一種安慰的 □• 吻說。 

美奈子依然說：「任何事情你都不曉得！」 

「冷靜想一想就知道，誰會去做披壞人家家庭的缺德事，而且長谷那時是否看出我們的關 
係，還是問題。」 

「他一定看得出來，只是你不暸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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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好了，好了！那麼這一點我姑且不跟妳爭，但是假如長谷覺得氣氛不對勁，亦不會將此種 
曖昧的事草率地吿訴你先生，因爲這是很重大的事啊！」 

「那是因爲你不瞭解現在的長谷先生。」她又把話轉回到原先的主題了。 

宗三看到美奈子那副不可理喻的樣子，感到很煩躁，此時美奈子又用雙手蒙住頭嘆息說： 
「我不能回松山了 I..J 

宗三怕如果理她的話，情況愈糟，所以默然不答，美奈子又說： • 

「死掉算了！我很想一死了之。」將整個身*靠在榻榻米上 • 

宗三覺得美奈子簡直是小題大作，這件事，値得這麼大驚小怪嗎？但是如果從正面講她，勤 
她的話，可能會更刺激她的感情，所以爲緩和一下氣氛，他用一種開玩笑的□吻說：「那妳滇的 
那麼怕妳先生嗎！」 

美奈子不答話。 

「和我的關係使妳覺得那麼困擾的話，不如趁着這個機會我們做個了斷吧！這一次你也受過 
了。」宗三如此試探。 

美奈子突然抬起頭狠狠地瞪着宗三，眼睛閃閃發光，宗三嚇了 一大跳，美奈子用歇斯底里的 
聲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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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不要 f •跟你分開，我絕對不要 ！ j 
宗三有些窮於應付。 

r 你還不瞭解我的心情嗎？我已經變成没有你活不下去的女人了！無論如何，我不能離開 

匕 

說不能回松山丈夫家裏，死掉算啦的女人，將身體全部靠在宗三身上。 

「都是你不好的，打破三個月見一次面的慣例，所以我們才會變成這樣子。 j . 

美奈子從宗三的背後，用雙手纒着他的頸子。 

r 這三天和你在一起，使我深深體會到你對我是多麼重要，我從自己的身體知道，以後没有 
你，我眞的活不下去了，即使，没有長谷先生的事情，我也不想回松山了。 j 
r 妳這麼講，那現在能怎麼樣呢？」 . 

「那麼你敎我怎麼辦吧！」 '.. 

「不管妇何，妳應該先回去松山，然後再聯絡碰面 OJ . 

‘「我不回松山。」 

「長谷那邊没有問題 CJ 

r 不管長谷先生跟我先生，講不講部已徑無所謂了，我現在反而希望長谷把事情講出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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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的話，我也要跟我丈夫講。 .1 

r 妳不要講這種没常 m 的話，首先我的處境會變成怎麼樣昵？」宗三不自覺地搬出內心的眞 

話。 

如果誘姦人妻的事秘密被抖開來，自己一定會被學術界趕出來，倍受矚目的青年學者，現在 
是最重要的時期，工作也已經進入狀況，光明的前途正等待着他。何況周圍還有許多富有敢意的 
眼光在注意着，所以他務必特別小心。在這地位尙未穩固的時候，惹起問題的話，必定完蛋一條 
格。家庭可 狍也會爲之波裂 。 •.• • ' 

「你只會考慮自己的立場，那就不管我嗎？」. 

「没有那回事……」 

r 造成今天這種情況，也是你的責任。可是我不會讓你有經濟上的負擔的！」 

r 我對你有責任，可是 . 」 

: • r 不管如何先回松山吧 f •你是不是要這樣說 ？ j 
「是！」 

r 好呵！我 回去！ 」 -■ 

「妳肯回去了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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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不過我回去以前，會從這裏打電話拾丈夫，涔底細全盤托出來，回去跟他提出離婚！」美 
奈子作勢拿起房間的電話。 

—碰到長谷澈一 -事 ft 才會變得這麽複难 。 

.轟- . 

宗三詛咒着長谷，但是也無可奈何，他趕快從美奈子的手裏搶過電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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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赌 洼 

從美奈子的手中搶過電話機的宗三說： 

「爲什麼要做這種儍事昵？」 

美奈子瞪着宗三說： r 爲什麼？這是自然的事嘛 ！ J 
「這是很自然 ？ j 

「是啊！以 我的心情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我不要像隻野貓一樣偷偷地跨入門檻，我傲缙了 
事，所以先跟我丈夫講，大模大樣囘去。如此的話也讓他決意跟我分手，我不要在丈夫面前，低 

頭招認！」 T . 

「但是妳也不能肯定那些事情是否眞的，就會從長谷口中傳過去，所以妳不用事先自己講出 
來！」 . 

「你的心裏是怎麼樣？如杲我從這個家跑出來，你會覺得珩煩嗎？」美奈子月很檄烈的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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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 

「那當然會覺得困燙，這麼突如其來的事倩，我也是没有心理準備的 。 J 
宗三感到難以招架。 
r 你對我没有眞心的愛情吧！」 

「愛情當然有，但是這種事情和愛情是雨回事，也可以說不是有愛情就可以不計後旲，蠻幹 
一番呀！解決事情應該採取穩當的方法，這是普通的道理。」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非從松山旳家裏出來不可了！」美奈子斷然地說。 

美奈子的態度完全跟平常不同， R 因爲被長谷看到兩個人在一起而已，就如此慌張，宗三覺 
得莫名其妙。 

但是她說要馬上離開家，這句話的背後潫藏着美奈子對宗三的慾望之大，有如熊熊之火在燃 

燒。 

使嫁給老丈夫的中年女人，中途點燃慾望之火的，可以說是他，亦可以說是她來引誘他的。 
伹是導致這湩局面的，可以說是這次的臨時幽會。 

如旲美奈子離家出走的話，那一切可就完蛋了，宗三直要冒出冷汗來，雖然她說不會讓他有 
什麼經濟上的負擔，但是她一旦搬來東京，交往一定會變得很頻繁，宗三没有自 ( r 可以拒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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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屆時會讓這一個女人牽着鼻子走 a 

妻子也一定會知道這種事情。如果知道那女人竟然是長兄以前的太太的話，哥哥們會怎麼說 
呢？宗三一想到自己處在太太和長兄椚之間的怒蔑之中，不覺全身因羞恥而戰慄不已。 

不僅是如此，這種醜聞可能會變成身爲學者宗三的致命傷，這種平常就有的顧慮，此時又強 
烈地湧上來。宗三覺得自己宛如處在尖銳的刀鋒上。 

儘管如此，他並不覺得做出這種事情，對那家百貨行的老主人有什麼內疚之意。他巳苟同美 
奈子欺騙丈夫多年，人倫道理的觀念已比較鬆锊，再說，旣然做男人不能盡丈夫的 r 責任」，即 
使美奈子放縱一點，也應該會原諒吧！美奈子本身還不是那種想法嗎？ 

那爲什麼一定要將此事吿訴她丈夫呢？有此必要嗎？宗三想她的行爲完全是一種威脅；但看 
到坐在眼前好像方寸已亂的她，覺得她要跟丈夫分開，似乎是眞意。他很感到意外，一向有着老 
大姐味道的美奈子，竟然也會如此任性！ 

宗三想，這一次是不能讓她隨心所欲的，一不小心，弄得身敗名裂，豈可不惜？於是他再次 
盡其所能地說服她。 

r 事情尙未到一定要離家出走的程度，妳冷靜想想看，那只是妳的錯覺而巳，太輕舉妄動的 
話，以後大家都麻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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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麻煩！我已經豁出去了！你會困擾嗎？」美奈子尖聲地說。 

「妳問我會不會困擾，我不能說我不會困擾，太突然了，我没有心理上的準備！」 

聽了宗三這種回答，美奈子凝視他好|會。 

「那麼我讓你心裏有個準備！」說到這裏，走到宗三身旁，靠近他的耳朶說着 C 
宗三一下楞住了，他嚇了一跳 C 他急迫地問： 
f 當眞的！」 

「這種事情怎能夠隨便說呢？」 

「但是還不確定吧！只有一個月没有而已 …… J 
r 我一直都很順，上個月和你在東京見面後，回來松山才停的啊！」 

這話對宗三有如晴天霹靂，可以感覺出自己心餞在劇烈跳動的聲音。他心想可能是美奈子在 
威脅他，在恐嚇他，但是從剛才異常的行動來看，好像是眞實的。 

美奈子和他丈夫之間，没有孩子。醫生說她丈夫已失去那種能力，這種話美奈子以前就曾經 
對他說過。 

宗三如置身於風暴中的小動物一般。他憂慮這件事不知要捲出多大的漩渦 O 
他於是，小心翼翼地問美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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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要等一個月後，才能確定呢？」 

「不必等我也知道，我從來不曾有遍這種事！」美奈子的聲音變得很強硬。 

「但是或許有什麼其他因素引起身値的變化亦說不定！即使是，醫生現在可能也是扠難碴定 

吧？」 

「那麼如果經過三個月後，醫生檢查的結果是如此的話，那你將怎麼辦呢？」美奈子緊迫地 
追問。 


那個時候墮胎算了，宗三心裏雖然這麼想，但怕如此脫口而出，會惹美奈子生氣，所以又把 
話呑回去，等到對方冷靜的時候，再吿訴她也不遲！ 
r 那個時候再作打算！」 

「開玩笑，你替我想想看，這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晓，現在還不能夠確定。」 
r 你到底是選擇那一條途徑，是要讓我生或是不讓我生 ！ j 


「卑怯！但是我會讓孩子生下來，我跟你明確地說，我很想生你的孩子，順便跟你說，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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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經有害喜的現象了！」美奈子似乎以一種很富打擊性的決定逼問着宗三，那是洞察男人心底 
事，先發制人拒絕打胎的提議。 

宗三眼前一片黑暗，在那裏面唯一微弱的希望，就是美奈子在說謊，他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 
這上面！ 

「好啊！那麼你就讓孩子生下來吧！」這是他的賭注，如果他說不要生，美奈子一定會更兇 
起來，不但會把他罵得狗血淋頭，而且或許會做出什麼瘋狂的行動出來亦說不定，這裏是旅館， 
不能讓旅館的人看到這種丢臉現肢的事。也不知道是眞是假，用不着和她爭論是否要生，如果眞 
的是她在說謊的話，他跟她認眞的話，就等於是上她的當了。假如眞有其事，那涸時候亦應該有 
解決的辦法。美奈子雖然現在很銜動，但是過些時候，冷靜下來可能會改變主意，不！ 一定會 
的！ 

「哦！這樣子，眞的，可以生嗎？」美奈子馬上面露出喜色。 

雖然她半信半疑，但是硬綁綁的表情，已經緩和下來，眼睛變得細細的。 

「如杲妳希望這樣子的話，我尊重妳。」 '•• : > 

- - * - 

宗三覺得賭注愈來愈重。 • • •. 

「當然我知道你的立場，但是我渴望生孩子，我從來不曾有過孩子，而且這是你的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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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奈子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把雙手繞在宗三的脖子上，將整個身體靠到宗三，她的面頰不 
知道是眼淚？或是汗？整個臉濕漉漉的。 

宗三感到超越過另一個危機，這樣子的話，美奈子總應該會回松山了罷！ 

她可能不會吿訴丈夫了，會好好回去松山吧，雖然嘴巴很硬，但是在丈夫面前，那種勇氣會 
消 失吧！ 

r 我先去洗澡！」 

r 請！」 : 

和解的成立，使女人高高輿興地幫他更換衣服，郅種服侍的態度，看得出眞情流露。 

宗三進去浴室，是一個很小的浴缸，剛好一個人可以坐下去，但反而適合浸在裏面冷諍地想 
一想 e 危機雖然暂時過去了，但這祇是一時的平靜而已，在這一段暫停爭議的時間過後，可能會 
有比以前更激烈的睹風來臨。美奈子的決心好像很堅決，遲早可能會從松山夫家出走來東京找 
他0 

宗三想，懷孕的事似乎很有可能，他一直要將此事往不可能的方向想，但是有一種預感卻一 
直打碎他的希望。如杲是如此的話，以後到底會變成怎麼樣昵？宗三好像自己在探看一個很深很 
深的洞穴，以後的命運，眞不敢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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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浴室的門口傳來美奈子的聲音，好像是在跟服務生談話，房間裏已經準備好了餐食，摑放 
的碗盤在電燈下，冷冷發光，美奈子也換上旅舍的浴衣。 
r 剛才服務生來登記，我把你的一齊寫！」 

「妳寫眞名嗎？」宗三問道。 

「我可以猜得到你會擔心，放心吧！我把以前同學的名字三個人合起來寫，而你的名字則信 
手寫出『中村一雄』，看起來有點假名字的味 道。」 

美奈子的態度，跟先前不同，一副快樂的樣子。 

吃了一半，美奈子頓時臉上皺起來： 
r 不行，會噁心吃不下飯！」 

她飯連一半都没有吃完，平常胃口不錯，今天菜都只有稍微吃一下而已 e 
宗三心碎地望着她說： 
r 果然……是那個嗎？」 

r 是啊！已經開始了！可能是第一次，所以懷孕的徵象來得比較快！」美奈子的口氣帶有一 
股自信的味道。 

宗三感到陷入絰望，一絲絲的希望，亦因此斷掉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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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眼前更浮出美奈子出走，上東京、藏身的小屋、生產、養育等情景。 

煩人的場面一幕幕地出現。和妻子的爭執、兄弟的蔑視、批評、系主任的宣佈。…… 

但是在宗三面前的美奈子，看起來很蠻橫，好像跟他已經是名正言順的夫妻，顯得安安泰 
泰，一點也不考慮對方的處境，那種女人自我本位的個性全節暴露出來，.他感到可怕極了。 

這一夜，美奈子在宗三身旁睡得很甜，放心而疲倦的樣子，甚至發出輕輕的鼾聲，疲勞可能 
是和好以後的興嗇得到満足的關係，她的满足就是使她要放棄丈夫的原因。 

宗三想到自己的將來，只有壤的想像一直浮懸於腦海中，他賴轉反側，無法入眠。他咒詛， 
一如毫不相干的外人般的，甜睡在身旁的女人 C 爲了這個女人，自己瀕臨毁滅的邊緣。這個女人 
的價値和自己是不能比較的。這個女人是永遠没有價值的東西！那我昵？我是愈來愈有價値的 
人，在考古學界，以後不嘵得還會研究出什麼有價値的成果來，自己有這種自信。爲這個女人而 
失去一切，實在太不値得，任何人聽起來都可能會覺得很不合理。但是現在現實和道理並没有相 
等地存在着 . • 

美奈子已答應回去松山！但是否對丈夫招認一切或怎麼樣，涖没有明言，如果宗三一味地阻 
止她的話，就會刺激她，產生反效果，所以也没有再問她。 

巳經跟她講了這麼多，姓可能不會®出没有分寸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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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祇有這麼期待，用期待來欺騙自己的不安。 

但是不安一直繼續着，是一種結局一定會來臨的不安，宗三喘着氣。想到這是一生的轉捩 
點，無論如何要戰勝這一關，不管採取任何手段 —— 

不管採取任何手段 —— 想到這點，宗三覺得除了铬這個女人的口及行動永遠封鎗以舛，没有 
其他方 法了， 他自己也驚愕於自己竟然有這種想法，但是這只是假設的想法，假設的話想出了 
什麼不足爲懼吧！他首先想，和美奈子的關係，到底那些人知道。没有第三者知道。美奈子亦 
没有吿訴她的先生，當然亦没有跟周圍的人講過，做爲人妻，小心翼翼保守秘密，這是必然的 
呀！ 

雨個人所住的地方也離得很遠，東京和四國很遠。如果東京附近的話，或許會把兩個人的 M 
係，以地緣牽扯在一起，但是距離太遠，誰會去把雨個人扯在一起昵？ 

美奈子每三個月皆會因商務上東京，但是有誰只憑這點就揣摩 M 倔人的關係？每三個月一次 
的幽會是超出普通的戀愛之外，繼績不斷才是戀愛的條件，間隔的時間太長，是起出戀愛的慣例 

的。 

知道和美奈子以前的關係，只有哥哥們而已，但那已經是十幾年前，做爲長兄之妻的事，從 
她離婚的時候起，緣份就斷了。在那以前雙親稍微知道兩個人去 f 1 瀉接長兄回靜岡路上，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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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關係，但是他們雨個人已經過世了 ，當 然雙親 小會 跟長兄提起。 

再者這次的旅行亦是秘密進行的。美奈子是以要跟她以前的同學一起族行爲藉 n 。在11道的 
旅館並没有提出旅客登記簿，在有馬温泉旅館，亦是用假名投宿的，美奈子說把他登記爲橫濱的 
「中村一雄」。 

那是美奈子寫的，這是很重要的事，因爲那不是他的筆跡，是美奈子的，以後簪察調查時， 
亦無濟於事。 

唯一的顳慮，是和長谷澈一在機場相遇。但長谷没有發覺他是和美奈子在一起的，說被發覺 
祇是美奈子自己的想法，這也丐以相信紹無此事。 

—— 這麼想，宗三覺得要實行某一個事情，現在是處在最好的條件下，如果再稍後的話，等 
到美奈子告泝她的丈夫，那個時候一切就都完蛋了，這 E 好的機會是永遠不畲再來的 ® 

宗三的心麋一直猛烈跳動着，而且愈來愈快，這是因爲他的想法已經超越了假設的範圍，渐 
漸接近現實的邊緣。構想愈來愈具體，宗三輾轉無法成眠。旁邊的美奈子翻身，和服睡衣的衣祯 
直捲，露出雪白的胳臂。可以聽到輕輕的鲆聲。比起美奈子的平靜氣息，他的心臟是跳動得太大 
了。 

殺死女人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留有任何犯罪的證據，因證據而被逮捕的話，一生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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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來就是爲了擺脫危嘰，才要役死女人，如果爲此而招來毁滅，那又何必多此一舉了 C 這樣 
的話，豈不是結果都是一樣嗎？ 

宗三在從報章雜誌瞭解一般的殺人犯，都爲怎麼樣來逃避警察偵查而花盡心血製造不在場證 
明、屍體的埋没、燒化、分屍……等等都 s ? a 人以一生爲賭注，但是到最後幾乎都敗於治安人員 
的手裏。這都是犯人自己所遺下漏洞的關係，犯人即使再留意，宓是會在某些地方留下漏洞。 

是不是有殺人看不出任何破綻的方法？亦就是意外的死亡而使人無法判斷是過失或是蓄意殺 
人致死的方法。 

最好是讓屍體的白骨化。宗三因爲在人類學敎室看過很多古代人骨的標本，在發掘時掘出人 
骨也不稀 T ，在那些古代的白骨之中，可能也有 S 多是生病或事故以外被殺的屍體。其中有頭蓋 
骨被打進箭鏃的痕跡，或者被殺砍伐的痕跡。 

但到了屍體要完全白骨化，則要視土地的濕度條件而定，一般來說需要一年，這是多麽長久 
難等的事，希望在這以前屍體不會被人發現，但是在附近這一 #。要在一年間不被人發現可能性 
不大 C 接着宗三想到自己的朋友和他的伙伴一起去欽魚，而朋友溺死的事件，當時他的朋友正好 
從伙伴身 邊搶過愛人，所以被人愤疑是否是情殺才被推落大海而死的，因有此謠傳，瞥察查得很 
緊，他的伙伴當然一 口否認，划铅的铅伕也說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結果眞甩無法大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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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不了了之。 

據說，那個時候的警察判斷蘚死者的自殺或他殺，如果是男人的話，便根據褲子前面的鈕扣 
是否開着。因爲在船±方便時，男人大部份都會站到鉅首或船舷的兩侧去，偾使酒醉或因船身搖 
幌，身體就會失去重心而跌落海中。 

想來想去在海上行兇最爲適當，但是無法從這裏邀 it 美奈子到海上去。即使藉口同去海上約 
魚，也顯得太唐突而 K 自然。而且也無法確定能否像那個籾友一樣 o 利地倡到铅隻。重要的是， 
再没有充裕的時間以便安排了。因爲明天美奈子就要先回去松山一趟，宗三比她更緊張焦慮！ 

宗三很失望，但忽然想起從尾道旅館旁邊走下坡道的時候，美奈子把身體縮成一團說： 

「我有懼髙症……」 

所謂懼高症，便是從高處往下看時會引起貧血，眼眩頭暈，雙腳飄浮的感覺。似此狀態，不 
是跟船上跌落海中的模式完全一樣嗎？只不過是把海上改換成山崖而已 C 

宗三因一時失望而靜下的心，又開姶急激鼓動起來。這附近的山又髙又陡，其中六甲山嶽就 
是攀岩登山俱樂部的訓練場地，被侵蝕如削的峭石到處構成了斷崖絕壁。這種山形不但從神戶搭 
上空中糈車登上摩耶山時便可看到，若徒歩走一趟六甲山的別墅區也可以一目瞭然。 

讓美奈 T - 站到斷崖的話 —— 想到這一點，宗三的心就直跳 a 不停，眼前馬上浮出從斷崖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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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落石頭般跌下去的女人淙影。 

對於這種死法，警察一定會判斷爲女人走在斷蜜上，不小心失足墜落的。也許多少會鸾得有 
些奇怪，但像嫋死的人一樣，看不出有任仞遺受入爲攻擊的痕跡。外傷是跌落中途 a 及岩石時所 
造成的，從十公尺以上的髙度滾落下去，保證會當場死亡，不過治安人員或許會懷疑一個單身女 
人爲何會獨自走上斷崖？但山雖然是山，卻•也不是什麼深山幽谷，如果是六角山一帶，從神戶有 
很好的路通往，遊覽車和自用車多的是沿途開來，也有飯店旅社，別墅也很多，俏如說是路過的 
女子因欲欣賞景色，而一個人獨自在山上散步，也不能說是不可能。 

宗三終於決定明天一大早就邀美奈子到那個地方。但是令人擔心的是兩個人在山上走動怡會 
被人看見。劂才想到六角山，遊寛草及遊寛的客人亦很多，所以一個女人獨自上山散步，警察亦 
不會懷疑，但有那麼多人卻是礙手礙腳的，如此想來大槪没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宗三想到除此之外，是否另有理想的地點昵？從機場來到有馬温泉的路上，汽車在峰廻路轉 
的途中，那個地帶是個很陡峭的山路，也可能是属於六甲山的一部份，如果在這®陡峭的山.口 - , 
一定可以找到斷崖的地方。 

腦海中想着的一直是六甲山這一地帶，實在很镬，如杲是東邊的話.接近寶塚山，人煙比鉸 
稀少，被人識破的可能性較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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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剰下的問题，是以什麼 SI 由邀美奈子到那個池方，如旲她感到不安而簿缓 K - fitr 的 S ， 訧 
不能勉強她，否則太勉強會引起她的懷疑，效果反而不好。但是宗三心想不必擔心這一點，因爲 
山络已徑铺得很平坦•車子從山的兩側而來， r 文化」氣息尙濃，並非人跡少至的地方，這一點 
可能會使她放心吧？ 

像玻璃一漾的，滑溜溜的，寬敞的道路，讓人感覺到是現代文明的一項東西，任憑多幽深的 
山，只要有這一道灰色的道路通往的話，就會譲人解除身置深山的感覺，進入 ffl 覺的大自然，也 
會看成人工化的，跟她說在這一帶下車瀏寛瀏寛一番，美奈子一定不會感到不對，何況那個地方 
是連接有馬和寶塚的交通要線。 

如果選擇靠近寶塚會比絞方便，因爲那是在通往伊丹機場的路上，如果接近神戶的六角地帶 
的話，美奈子也許會反對，但因爲是要回伊丹機場，所以也就無所謂贊成不贊成了 0 
如果跟她說這附近的山中景色優美，美奈子可能會心動停下來看看的。 

或許她會說中途停下可能會趕不上搭飛機的時間，但是如果跟她說往松山的飛機有下午的班 

次，那就勸她搭下午的班次。 

但美奈子會說，特地下車入山太麻煩了，還是要注意到可能發生的阻礙，而宗三巳徑胸有成 
竹，有不讓她說這種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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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三再次對細節推敲着，又想了許多天衣無縫的方法，於是就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o 
宗三被輕拍脸頰而醒來，此時美奈子從上而視，可能已經洗好澡，脸上已化粧。 • 
r 你睡得好甜啊！」她一副很快樂的表情，輕碰宗三的嘴唇說道。 

「現在幾點了 7. J 宗三問。 ' ~ 
r 九點多啦！ M 務生快要送飯來了。」美^子說。 

九點多的話，已經趕不上上午往松山的飛機了吧！美奈子可能也知道反而方便。 
r 天氣怎 ® 漾杈？」宗三又問。 

「很好啊！今天好像熱|點。」美奈子回答說。 

如果下雨的話，就不能進去山裏了，這又是個好機會。 

•「天氣好的話，飛機飛起來較平穩。」他試探地問着❶ 
r 是啊！很¥運。」美奈子很快樂地說。 

直到昨夜，一直吵着不回松山的美奈子，現在卻是一副完全忘記先前那椿事的表情，宗三心 
想，是否美奈子.已經改變主意了，要回松山好好地過日子，如杲這樣子的話，也不必去冒險殺 
人，他希望昨天在床上想了 一夜的絞盡腦汁是白費的。 

但是美奈子似乎要粉碎他的希望，她堅決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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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松山就馬上把一切吿泝丈夫，可能多少會有抖紛，不過差不多一個牘拜後，就脅塵埃 
落定，又再過十天左右我去東京，在這以前希望你找好暹當的房子。」 

宗三內心呻吟着？ • 

r 房子離你家太遠也不方便，你要來的時候就比較辛苦啊！」 . 

「嗯！嗯！」 宗三不知不覺地眉頭皺起來。 

美奈子察覺宗三的表情，又更加強硬地說：、 . 
r 我的決心很堅定，因爲孩子是一定要生下來的，你如果存着馬馬虎虎的態度的話，那就很 
糟糕，•今天回到松山家裏，我就馬上對丈夫提出離婚的要求……好嗎？」她瞪視着宗三，使宗三 
不能說「不要」雨個字。 

•「知道了 f 」 宗三說。 ... 

他不拒絕 ，但 是被逼迫實行計劃，宗三感到頭重耳鳴。進去浴室洗澡，而後，坐在早餐桌前 
的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如果是作夢的話而有這些連續的現象，那該有多好1•他的心好像幫 
浦壓縮抽動0 • ‘ 

「你在想什麼？」美奈子看宗三默默地用筷子吃飯的樣子，就拾起頭來問他。 

宗三覺得心虛，好像 fl 劃被她識破一樣，內心驚愕一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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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岈！爲行麼？」他故意反問美奈子0 
r 因爲你一直沉默不語 

「哦！對不起！我現在是在想着回到東京，要提交學會研究報吿的事，有一個圮方還没有想 
通，所以才一直沉思着—•」 •.. ， 
「哦！是這樣子，那麼我揷嗬問你，一定中斷了你的思考，很對不起。」 
r 已經解決了！」宗三說。 
r 天未亮時，我推你醒來，你知道嗎 ？ j 
r 不知道0」 

r 你睡得好甜，掃興！」美奈子眼中浮出挑逗的表情。 

宗三從昨夜進入旅館以後，就儘量不使旅館的服務生看到他，今天要更嚴格地堅守着這個® 
則，旅館費是美奈子付的，其間亦儘暈少去洗手間，在通往玄關的走廊上，對擦身而過的人亦儘 

量保持一種低頭而行的姿態，來到玄關的時候，臉也儘量縮在脖子裏不讓服務生看到，美奈子反 
而比較大膽 C . • V . . • 

問題是計程車司榇，中途要在郅個划方下箄，所以遲鈍的司機比較好。他看一看司機的臉 
孔，爲 、— r 五十多歲帶眼鏡，其貌不揚的人，宗三铰爲放心。但是上車時，仍是以側身進入，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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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車窗邊。車子一下子就開出温泉的中心街，走在山峽的髙速公路上，宗三就一淸在留意左右 
的山，處麻皆 »] 看到尖尖的山貌， S 射 S 道白色的光芒。 

. 「這一帶的山勢很有趣！」宗三對美奈子說。 

「是。」美奈子往外稍微一瞥，似乎没有多大舆趣。. 
r 很想去走走看。」宗三試採着美奈子的反應。 

「可是太花費時間。」美奈子没有想到現在去看山，而認爲那是以後的事。 

宗三因此無言 P 

要向她表示現在下去走走的想法，一定要讓池不覺得不自然，但是要怎麽做，實在也是® a 
難。宗三一直在找通當的話，計程車一直朝山下而行，如果山盡了，出了寶塚的話，一切也就結 
束了，失掉這機會，有的只是他希望的破滅。走出山裏可铊也需要三十分鐘，宗三很着急，直冒 
冷汗。這個時候，一直没有講話的五十歲出頭司機，咳嗽了一下，然後用嘶唔的聲音說： 

r 先生！山的形貌爲出名而有趋的地方就在前面不遠！」他可能聽到了宗三剛才所講的那些 

so 

宗三有種得救的感覺。 
r 是有名的山地名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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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對的！叫做蓬萊峽，有如中國山水浊畫的一達串的連綿之山峰，頂壯觀的？」這司機不同 
於來時的臉色不和善的年輕司機，畢竟年齡大的司機，似乎比較親切、愛講話。宗三仍然 保持自 
己的臉部不讓後視鏡照到，說 •• : 

r 那座山離這裏遠嗎？」 、 
r 不！只需要一下子的時間，離開寶塚04的前面不遠，從這裏可以看得到！」 

司機的回答，使他想到昨夜所想的地方，也就是在入有馬温泉時所看到的景色。 
r 哦！那叫做蓬萊峽嗎？」 

宗三想••蓬萊峽這個地方，一定有很多的斷崖。 

不到五分鐘就來到了。從車窗看出，可以看到路邊有條河流，在往前些有很突兀的白色山峰 
聳立着，是花岡石經侵蝕後而形成的，把視線移往左邊，靠近道路旁邊的樹林間，露出岩面的急 
斜面。司機爲了讓他們欣賞這個有名的山區景色，而將車子停靠在路旁。 

「怎麼樣！下來 走一走吧！」他以一種很自然想到而熱 忱的態度問着美奈子 O 
「嗯！這種地方！」美奈子好像很不 K 煩地看着窗外。 

「一下子可以，一個鐘頭就夠了，等残磯的時刻綽綽有餘，現在就去機場，還是白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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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說的也是……」美奈子被宗三說得有點4動。 

「但是從這裏下來，無法再招呼到計程車，那不是很瑰煩嗎？」 . 
r 這一點没有問題吧！計程車經過這裏的看起來多的是，對不對？司機先生！」宗三一面向 
美奈子說，一面反問着司機。 

「是！是！從伊丹那邊載客人至有馬温泉回頭的車很多。」司機說。 
r 珎看！不管如何先下車再說吧！填而來看看人跡少至的山中風景亦不錯啊！」 • 
那是遨她只二個人上山中的意思，其中暗示着在没有人的山中來達成他昨天晚上没有達到的 
慾望，在深山林中的擁抱雖只是想像，也覺得刺激。 

「好•那麼就下車上山去吧！」 

看到美奈子拿起身邊的旅行袋，宗三的血直往頭上衝。顯然地，山就在現代化水泥路的旁 
邊，這一點使她解除不安。計程車把他們兩個人留在路上絕麈而去的時候，也就是宗三賭注一生 

時刻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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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經逼了一年 • ' 

宗三副敎授的地位没有變，卻成爲文學博士，在這一年裏，他把過去的論文整理出版，獲得 
很好的評價與聲譽。主要的題目是有關於彌生式時代的研究。他被視爲新進的學人，備受學術界 
的器重，明年可以遞補另一個即將退休教授的缺，正式升爲敎授 C 、 

宗三對學問的研究不餘遺力，從旁人看來是他對將來光明前途的一種奮鬥。但他實際上是儘 
量想忘掉美奈子之死的記憶而拼命的用功，當然他没有忘記這種用功可以鞏固他的學術地位的功 
利作用，但只要埋頭研究的話，也可以暫時從困擾中獲得解脫，但那也是一開始的事 C 最近因爲 
危機感所帶來的困擾逐淅減弱，而又恢復到以前平靜的心情。經過將近一年了，1於美奈子之 
死，没有任何不利他的風聲傳出。一開始的雨個月，到了夜晚就很難入眠 C 恐怖 C 舆其說是謀殺 
美奈子所帶來的內疚與苛責，不如說是他犯罪的內情唯恐被發現的預感，他很怕黎明前的這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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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他驄 人家說，或是從報紙看到刑警逮捕人犯，亦大都是這種時刻行動的。 

另外走路時，或搭電直的時候，皆有一種忽然從他背後伸出一隻不知名怪手的感覺。尤其最 
怕刑警到學校去，那個時候除當場自殺以外，眞是別無他法 iii 種不間斷的緊張，到了第三個月 
才逐漸地緩和下來。他的周圍依然没有什麼不利於他的徵兆出現。當然也還不可以掉以輕心，但 
是看樣子大槪 S 有什麼紕漏出了。 

有一天宗三去國會圚書館，閱覽神戶以及大阪地方的報紙，仔細地從事發郅一天的報紙開始 
一 一翻閱，但没有發現有關在蓬萊峽山中女人 被他殺 而死的報導。 

這麼說來，滾落至十二、三公尺峽底的美奈子，可能橫死在樹林草叢中而没有被人發現吧？ 
如果被發現的話，不可能没有報導出來。美奈子的屍體可能已經腐臭而被野狗或昆蟲吞食了，肉 
體紐織亦可能被潮濕的地面吸收只剩下一堆白骨而已吧！ 

希望是如此，即使不說永遠，若是七、八年都是這種狀態的話亦就可以安心了。如此的話他 
犯罪的痕跡就會完全消失。宗三從懸崖上推落美奈子的時候，將美奈子的手提包及旅行袋搶走， 
那些東西暫時寄放在東京火車站的乘客包裹臨時託放箱裏，他把美奈子放手提包的旅行袋和自己 
的分兩手拿着，搭新幹線回東京，但是没有人感到奇怪，從山中出來到公路上搭來自有馬的空 
車，年輕的司機連看他一眼都不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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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從手皮包裏，將一些足以證明美奈子身份的任何東西全部拿出來，亦曾查對過美奈子的 
旅行袋是否有成爲犯罪證據的東西。旅行袋裏面只有幾件没有名字的夏天洋裝和內衣 C 她所穿的 
套裝，宗三在決定實施計劃的前天晚上，曾偷偷檢查過是否留有名字。東京站的寄行李處，料已 
将宗三寄放在那裏的旅行袋，因長久無人認領 in 和其他無人認領的東西，一齊處理掉了吧！怎麼 
會有人去想像這個旅行袋和躺在蓬萊映底的女屍體有關呢？ 

隨着時間的消逝，宗三對此事的警玟心逐渐鬆懈，但是不安的心情是永無止境的。到後來， 
表面上没有任何徵兆出現，反而使他不放心。因爲太平靜了，所以有時會認爲說不定這是夢中的 
錯覺，但是他的手老是留有在斷崖上硬將美奈子推落時的觸感。 

但是經 ii 這 | 段的平靜曰子，宗三又有奇妙的想像 -I 

說不定飴在峽底的美奈子又復活過來，回到松山家裏 ii 她安定的日子。太離譜的空想吧！但 
是想到美奈子的個性，也不是 M 對不可能的事。吵得愈凶的女人，往後愈有若無其事的表現。回 
到松山當姓安泰而舒服的老板娘嘍！甚至裝成一副没有發生任何事的態度。懷孕之事，看起來亦 
不是眞的，現在美奈子說不定在她的店裏，笑容可掬地向顧客推銷手皮包和領帶昵？ 

宗三又去圖書館，這是第三次去，在閱報室看愛媛縣的地方版報紙。從事發 SS 1天算起到第 
二便禮拜的祗售版，曾?:載有骷這粮 B . 的莉導，他害怕起來了。那個報翁是說，伢矛屋百 M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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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田慶太 S 太太美奈子，在1露前蠢西旅行後失踪，所以她先生提出搜查的請求。 

美奈子的丈夫叫做西田 慶太郎 ，宗三看了報紙才知道。那以後的報旣亦就没有再有關此項的 
報導了。也因爲近來人家太太失踪的案件很多，並不稀奇，報紝也就没有多大的興趣繼續報導， 

警方也 不太熱心。 

報上寫着：去「關西旅行」，使 宗三有 一 點不放心，這是美奈子向池丈夫 le 要去參加同窗會 
的藉口，偶然和事實一致 。美奈子橫屍的地方，正是在關西境內，這使宗三十分擔憂。 

如果美奈子又回到丈夫身邊， 這 種離譜 的空想 又完全消失了 ，宗三有一種重新回到痛苦深淵 

的感覺。 ■' 

看了愛媛縣的地方報紙，順便看了大阪和神戶的報紙，但也没有發現到蓬萊峽發生什麼事的 

報導。 ‘ 
好了，不要再去圖書館看報紙了，他又下次決心，如果一連幾次都看地方版的話，或許會讓 
圖書館的管理員感覺到奇怪，引起人家注意，處在這種情況，任何小事都應該謹愼。 

宗三檢討自己的行動，有没有在其他地方留下把柄。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做了自我檢討，基 
於美奈子的丈夫西田申清溲查的要求，鰲方一定會去關西一帶的各家旅館淸查。 

首先就在岡山住宿的備前屋飯店開始檢討吧！先來的美奈子在旅客住宿登記簿寫上「卑川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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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名 ，尾道的內海 莊或許 是逃稅 的關係，没有提出旅客登記簿 C 有馬 温泉的明月莊 ，美 奈子寫 

了雨個人的名字，宗三變成橫濱的「中村一雄 J ,這兩處地方都是美奈子的筆跡，所以不必煩 
惱 O 

接下來就是證人的問題，在岡山、在尾道、在有馬、旅館的服務生都有看到宗三的臉，但是 
他們每天看到的人起碼都在十幾個以上，在那裏成雙入對的亦很多，可能也没有人在經過幾個月 
了，還能夠認出來的，人的記憶是很不可靠的。 

從明月莊載他們到達蓬莢峽入□處的司機差不多五十多歲，很愛 * 話。雨個人在蓬萊峽勝培 
中途下車亦是很自然的，是經過那個司機自己榷薦的，所以不會懷疑宗三吧！而且宗三在車內一 
直注意到儘量不要被後照鏡照到險，一直保持那種位置斜坐着。 


如此一想，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不會有問題了。而且這種設想是美奈子他殺屍體被警方發現， 
才會開始注意到的，那麼現在連屍體都没有被發現到，更不必爲此煩心。 

宗三跟長兄壽夫常見面。他不曾提起前妻美奈子的名字，如果警方有在宗三不知道的地方開 
始進行調查活動的話，美奈子十五年前的丈夫壽夫，從戶政關係的資料一定會查出來，因此一定 
會有刑警到壽夫那裏探聽以作爲參考。如果有的話，壽夫亦會 S •這種事情吿訴宗三，可是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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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了短暫的結婚生活的前妻事，老早就從壽夫的腦海中淸失了，現在壽夫並不知道美奈子嫁 
到那裏。周圍如此平靜得令他有些不太相信。 

最大的擔心，是長谷澈一的事。那傢伙到底在伊丹璣場是否看出來他和美奈子是一伙的？美 
奈子一直堅決地相信被他看出來，當時自己雖然加以否定，但現在卻使他覺得很不放心。 

是否如同美奈子所說的，長谷向他開百貨行的父親提起這件事，而他父親又向同行的美奈子 
丈夫說起這件事昵？如此的話，他丈夫會把這件事告泝警方，或者在那以前透過長谷來盤問宗 
三。但是刑警並没有來，長谷也没有任何動靜，那麼還是美奈子想得太敏感了昵？ 

想是這麼想，但是長谷知道而保持緘默亦不是不可能，說不定認爲朋友的事，不應該宣揚出 
去，如杲是這樣子的話，反 而危險 ，這種事似乎是在身邊，放置了一個炸彈一般。 

宗三儘量想將這些使他擔心的因素，加以印證一下，也很想找長谷婉轉試探一下，但是平常 
並没有來往，突然去找他反而覺得怪怪的，如果長谷爹他起疑心的話，不是堉加長谷的注意嗎？ 
打電話問也是一樣道理，以前没有作過的事情，現在去做，就變成了 r 此地無銀三百兩」。 

宗三往往會想，爲這種事倩煩惱，實在好悲哀，如果把這些精神放在學問的研究上，不曉得 
可以墦加多少好處眧？另外又不知道會有多幸福昵？他已經開姶後悔他的倌爲。 

如杲說這是謀殺美奈子的回報，亦可以視之爲當然，但是宗三不願意這麼想。美奈子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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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他的毁 滅可能 就會急速來臨，殺她是爲了自衞 ，詖没有 價値的女人陷害，對「社會來說，亦 
是不合理的」，即使採取怎麼樣的手段，自己也應該活下來，爲了這些多餘的事來消耗精神有時 
感到很悲苦，但是也可以說是爲渡過危機的一種戰鬥。爲了從犯罪中脫身，要留意任何徵兆，這 
是最重要的。 

旣然殺了人要受這樣的懲罰與折磨是當然的，但希望那不是永遠的，只是短暫的時間，®要 
這個危機消失的話，什麼時候都可以對研究專注下去 —— 宗三這麼想着。 

跟長谷澈一碰面的很好的機會來臨了。那是高中時代的校長，獲頒藍緩勳章，同學們特爲他 
開慶贶酒會。出席的邀請函從監事處寄來，世上有些人是很好管閒事的，宗三這次很感謝這羣好 
管閑事的人，如果是這種聚會，傲爲新聞記者的長谷一定列席參加，宗三決定出席參加。 

兩個星期後，宗三区爲學校的關係而遲到四十分鐘才到達飯店的會場，在入口處的服務臺， 
交付會費後，他問服務員長谷是否來到了，服務人員回答說，那個人剛到。 

掀開簽名簿，宗三看到用黑色簽字筆所寫而難看的長谷澈一名字。大會的大廳擠满了人•宗 
三進去屛風的前面，對老態龍鍾的以前校長，恭敬地鞠躬行禮就下去了，佩在胸前的動章，使得 
校長那凹陷的臉，看起來更顯得可憐兮兮的。 

宗三在找長谷，但是人這麼多，很難找到。在好像擠沙丁魚一樣的會場，找了十來分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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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才肴到正在吃壽司的長谷澈一的側臉•長谷聽到宗三在叫他的聲音時，把小碟子放在桌上， 

將黏着飯粒的小指放進口裏詆一舐。 

「喔！上次…：•■」長谷眼睛瞇成一線 a - 
不知道他是揩在往新幹線火車上或是在伊丹機場碰面的那一次。 

「看樣 •?•, 仍然很 有活 力喔！ 」宗三驚懼地看着滴瞼油光閃閃的長谷說。 
r 跑來跑去，四處奔波嘛 f Ll 長谷一副毫無心機的笑臉，正對宗三没霧半點懷疑或是拘泥的 
樣子 C 因爲周圍很嘈雜，所以聲音特別大，宗三暫時放下心來，但是覺得需要多觀察一下，才可 
以放心。 

「你的工作嘛！仍然需要去京都嗎？」宗三說出口後，才想到這是多餘的話 * 關西方面的話 
題應該儘量避免呀！ 

r 一個月一定會去一雨次！」長谷抿嘴一笑說着： r 而且我的父親在曰本橋開百貨行，他也 
會吩咐我順道去西陣繞上一圈，最近也在經銷西陣紡織的領帶。」 

話題扯到百貨行方面，宗三心裏十分警惕。 
r 唼！你家是開百貨行的嗎？」宗三裝成頭一次 S 1 到似的表倩。 

r 已經有三代之久了 f 」 長谷有一點轉傲地說，然後忽然想到什麽似裆把臉靠向宗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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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對了！上次，差不多半年前吧，在伊丹機場碰過你嘛！邾一次聽說你是爲學會事去大阪的 


「嗯！嗯！」宗三的心臓馬上急速地跳動不已，果然碰到最危險的話了，但這也是要完全瞭 
解長谷想法的最好機會。 

r 那時候也就是你和我在講話的時候，出現一位女性，我和她寒喧，你還記得嗎？」 

如杲回答不記得，就顯得很不自然，所以宗三答道： . 

「嗯！好像有那麼一回事！我因爲當時另外有事情，所以很不禮貌，先行離開 …… j 
聽長谷的話，似乎没有把他和美奈子聯想在一起，因此宗三比以前更放心一點，但是覺得還 
不能大意。 

「不！我從中途跟那涸女性講話，反而不禮貌。那一位是四國松山的人，是同樣開百貨行的 
老闆娘 OJ 

「噢！是這樣子……是什麼樣的女性，我没有看到她的臉……」宗三知道長谷並不淸楚他們 
的關係，高興得快要喘一口大氣來。 

「如果你再逗留一下，我打算爲你們介紹一下！」長谷說。 一 
果然和那润時候的預感一樣，不先脫離現場的話， S 的是很危險，宗三迻出苦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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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把四國的百貨行老闆娘，介紹給我也没有用呀 ！ j 
但是此時長谷聲音放得很大說： . ， 

r 不！不！那位太太從那一次以後就失踪了，丈夫火她二十歲，很疼愛她，尋找太太不餘遺 
力，有點近乎瘋钍，向警方提出搜查的請求，更拜託人家查訪任何有關係的地方，但是到税在還 
没有任何消怠，太太吿訴他，說是參加同舉會，要去關西旅行，但是後來才知道，那是誠話… 

… J;'* 

r 哦！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宗三心裏去忑難安，但是努力保持鎭靜的表情。 

「當地的人傳說是太太另有秘密的愛人，而和她的愛人私奔去了，丈夫爲此憔悴病倒■…：那 
時候你如果也多看她一眼就好了！」 

—— 在酒會上聽了長谷的這一番話，巳經過了半年，謀殺美奈子以來亦將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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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一顆掉了的鈕扣 

«• ^ 

啡 

有一項考古學的報吿，送到宗三的學校 C 那是說在兵庫縣西宮市岩倉山西北方的山麓中發現 
一隻銅劍和數個彌生中期的土器，是由在登山的青年們所發現到的 C 

彌生時代，鋦劍飼鐸被認爲是在北九州圍內，飼鐸則被認爲是在幾內圍內，這兩個文化圈的 
東西銜接點，就是中國地方的烏取縣，岡山縣雨地形成一直線，因而攝津是屬於飼鐸圈，但是從 
這裏發現屬於北九州的飼劍，是很稀奇的，這種例子，在其他地方亦出現過，但是爲數甚少。 

靠近大阪的兵庫縣附近的發掘作業，通常是當地大學的地盤，但是以前他曾經應當地之邀 
請，宗三所屬的大學幫忙他們發掘。這一次發現地的發掘亦是來自當地大學的要求。考古界也是 
很講『義氣』的，系主任叫宗三前來商量。 r 好像很有趣，做做看怎麼樣？剛好學生也要遐入暑 
假……」系主任說。 

一向的償例，到了暑假，一般大學的考古學敎授铝會帯學生去從事實地發掘工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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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現的現場來看，可能是高地性遺跡，似乎是祭祀址•那一帶屬於六角山範圍內，六角 
山一帶有如你所知的五個山、會下山、城山、保久良山，以及伯母野山的遺跡，這一次可能也是 

其中之一吧，.聽說從岩〖八附近發現到飼劍，這可能就是所 II 岩陰遺跡，我相信你對這個發掘有興 
趣吧！」 

主任敎授說了一大段話後，對宗三投以微笑。 

宗三在考古學界被認爲比較專於彌生氏時代的遺跡。所以一聽到當地大學有這種要求時，他 
就預測這個任務會落在他的身上，內心一直惶惶不安 C 

宗三查看地圖，發現這次的發現地 r 兵庫縣西宮市岩倉山西北方」，是在蓬萊峽中。岩倉山 
海拔四百八十九公尺，縱走西北方的山塊，是一很複雜的地形，形成很多的斷崖，以及谿谷，然 
後逼近北方的河流。沿着河流有一條公路通往有馬、寶塚之間。 

彌生遺跡的新發現地，正好是宗三.遨美奈子進入山中，將美奈子推落斷崖的地方。 

當然謀殺美奈子的地點，是在哪個地方，他也不太淸楚，因爲是第 I 次進去 的山中 ，牽 着美 
奈子走的時候，又是一心一意地在找斷崖 C 

宗三和美奈子在一錐木叢林中做最後的温存，那是爲了使她容易在山 中鬆懈的手段 ，但 是到 
底是那個地方，他也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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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美奈子站在十五、六公尺的斷崖上，讓池注下看， S 51 帶的風景至今還是很淸楚地印刻 
在宗三的腦海中。由花岡石形成的 gJil ,中途没有阻礙視界的樹木，一望可以看到直下的谿谷。 
當患有懼髙症的美奈子感到頭暈目{1-,用雙手掩着臉時，宗三就利用這一時間順勢猛力一推，霎 
那叻，美奈子的身體向前傾落，從斷崖上潸失。她曾發出短短的叫 S ,但非慘叫。在這種情況， 
電影或電視中都會描寫女人發出很大的尖叫聲音，這是假的，因爲恐怖到了極限，連聲音都發不 
a 來。 

那琨場妁虱 i : 置歷琵在 fettir 中 ，(01: 現玍看地圖 SP 铧別不出到底那画地點。昕以不到現場 

是無從知道的。可是宗三認爲這個地點，和那個地點不可能有多大的距離。宗三早有覺悟這個發 
掘的任務 I 一定會輪到自己的頭上，因而煩惱不已。他考慮要縉|個適當的藉口以便拒絕。他 
覺得危險的地點，最好不要接近。事發到今天爲止已經一年一直都是安全渡過了，但一到那種地 
方，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如此，卻想不出什麼適當的理甴可說。他的健康狀況相當良好，暑假並没有特別旳計 
劃。如果說要和家人去海邊或去大原避暑，理由未免太薄弱，況且有一次妻子住院當中他爲了發 
掘 H 作，居然在東京地方逗留了兩個月以上。另外，到現在爲止，他不曾拒絕過系主任的命今。 
違拗上司的話，升遢會受到影蓉。没有什麼重要的理由，拒絰擔任發掘作業的話——是否會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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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到因有特殊的情形才不願意到那裏，道稞新的顧慮又產生了。而且如系主仟所說，离地性遺 
跡，是目前他最冇興趣的研究項目。此次的發掘會成爲他理綸上有利的資料，可能會帶袷他新的 
啓示，在逍種倩形下拒絕系主任，顯得非常不自然，反而會使旁人產生疑寶。 

ia 樣子的想法或許是自己想得太過份了，可是一旦有了這種疑心，那種顳慮就在他的心中一 
直生根了。從那裒再產生秤種壞的想像。 

但是，最後他遛是答應下來，雖然是一個不吉利的地方——伹是美奈子的屍體並没有被發 
現，因此也不是說警方的搜査已經開始了。没有一個人懷疑他，更没有人把失踪的美奈子和他凑 
在一起，也没有任何物證。 

主意旣定，宗三於是再看一次六角山附近各遺跡的調查 18 吿書。在報吿書中的五個山、會下 
山、城山、伯母野山的遺跡是發自彌生由期的居住遺跡，這此 I ,和生駒山的兩處遺跡 I 起，是一 
靠近迴合水稻耕作的地帶的部落遺跡。但是岩倉山西北斜面的新發現地，如從地綠條件加以研 
究，即使跟部落有關連，可能亦是單一的祭祀址吧！從岩石的附近出現銅劍•，就是這種想法的證 
叨。岩穴是因自然的侵 fcfeffDR 久形成的。但是爲了要跟石器時代有獸骨被發現的洞窟作區別，就 
把它叫做 r 岩陰逍跡 j 。 

宗三再細讚一次從搿槲中令出來的報吿咨「攝津髙地性遣跡的研究」，他的心中再一次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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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術的功名心。 

因此對於剛才系主任類似遨請的眼光，宗三回答： 

「好！我去罷！ J 

兩位講師帶着助手和學生們先行出發的是七月二十曰 0 

每一次的發掘考古之行，宗三都是一開始就同行，但是這一次編造了一個藉口，慢了四、五 
天才出發。 , 

這中間，先行出發的塚田應約每天打電話來告訴宗三他們的工作倩形：「發掘的準備工作很 
有進展，學生們食宿、健康等情形都很正常。」 
r 是怎樣的地點昵？」宗三這麼問。 

塚田講師回答說：「老師知不知道，是一個叫做蓬萊峽的地方？」 
r 不知道啊！」 

蓬萊映在津阪地方才有名 C 因爲並非全國性的風景區，所以說如旲知道的話，就變成他跟那 
個地方有某種關係。 

r 有凸凹的岩山相連的奇景，是從寶塚往有温泉的汽車道路入 a ,從狹窄的小路逞去，差不 
多雨公里的地方，再進去的兩百公尺的山腰附近，有雜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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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大爲放心，謀役美奈子的地方並没有那麼深入，是在入口處進去差不多一千公尺的也 
方，繞了 I 下，就馬上去斷崖了 C .. 

「那麼是相當不方便的地方吧！」宗三很想問是否有什麼特別的事，但是不便明講，觝好迄 
廻地說。 

r 不會的，因爲離我們紮營的基地，叫做船阪的部落不遠， S 3 裏的地形不太陡峭。」 

講師和學生都是借住當地的民房。 

「當地的居民怎麼樣呢？ j 宗三仍然是旁敲側擊。 
r 很受歡迎，當地居民都非常合作！」塚田說。 

這頎回答和他所期待的很有距離，他想要問的是現場附近有無什麽特別的事淸和倩況0 
r 發掘現場，有没有人去過了！」 

r 普通的人没有來遏，只有一些年輕人在河庆露營。此外村裏的中學生亦因爲學校玟署佞而 
來參觀，只有這一點點，大會有什麼困擾才對！」 

仍然是隔靴搔褰的回答，但是憑這個口氣可以想像没有什麽待別的事故。宗三因爲怕塚田會 
不會認爲他爲什 S 老是問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所以接着又說： 

「發現的鋦劍是什麼樣的東西？」這是頭一次問到有關發掘的核、 .5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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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種 庫利斯型銅劍，因爲生銹而腐 li ， 但是看到折成三段的刻面呈現出褐紅色！」 

「啊！那是因爲它鍚的含量不太多的緣故。」 

「可能是的，馬上試測的結果，全長二十四公分，劍幅一點四公分，劍身中央寬度三公分… 

…0」 

接下去塚田再談到刀尖的厚度等各部份的數目字。 
r 土器呢？」 

「和土器一齊出土的破片是櫛目式，好像是湯於所謂畿內第三樣式，從外表看來，洼眇的 
含量很多，稍微厚厚的。壺形的比較多，已經發現了三個，假妇大規模發掘的話可能會陸續出 

來。」 

「石器呢？」 

「有石鏃 、石錐，加工很粗槌，也都是比較厚的 。 J .. 
「嗯！曝！」 

「老歸您什麼時候過來！」塚田很希望宗三早一點來。 

「嗯！我的事辦得也差不多了，明天 就可以去，儘量搭早一點的待別決車。」 S ! 有法子再沲 
下去了。宗三只好這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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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必煩惱的，但回答塚田的時候，宗三仍有一種如履薄 . K •的心情。 

第二天十點，宗三搭上新幹線的伕車，大型的旅行袋中帶進數本的筆記簿，參考文件，一 S 
星期的換洗衣物、作業褲、工作鞋等。 

他想如果到晚一點的話，可能没有法子吃到什麼東西，所以十一點半就到餐車去。 

這一次的旅行是光明正大的。 fi 環顧四周是否有熟人在，但是没有，事情就是這麼不凑巧， 
偏偏在不方便的時候，都會碰到長谷徹一這種人，但是宗三不願認爲考古的地方會和謀殺美奈子 
的地方相吻合，除非是上蒼在冥冥之中的安排。 

在新大阪車站的月臺，他的學生塚田已老早在那邊等候他。 

「哇！辛苦！辛苦！」 宗三說。 

塚田笑嘻嘻地回答說：「都已經完全準備妥當了！對了，老師我們有新的發現！ J 
「發現！」宗三的心臟又跳動起來。 . 

r 我們很大意！因爲現場有很大的岩石羅列星佈，仔細一看，成爲環狀排列，其中有一些是 
只有一部份露出地面，其它的大部份埋在地底下，所以開始看不出來。」 

這是祭祀址的待徴，可能成爲雙重的圓形列石吧！宗三的心情也就比較平靜下來。 
r 是的！有看來像内圈的石頭，因爲舊狀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這顆巧石亦可看成是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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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崖上，墜落下來的，因而不能作很正確的區別！」 

「有斷崖嗎？」 

r 附近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的斷崖，當然是因侵蝕而形成的，但是璟狀列石也是白同質的石 
英，粗面岩經過風化的東西。」 

聽到斷崖，宗三不語，有種嫌惡感湧上心頭。 

他們在車站前攔了 一部計程車。 

「知道蓬萊映嗎？」塚田這麼問司機說道* 

司機點一點頭，宗三看出司機並不是載宗三和美奈子從有馬温泉至蓬萊峽入口處的那一位， 
也就放心許多了。 

r 再過去一點有一叫船坂的地方，幫我們送到那邊！」 

在計程車中，塚田一直大談考古現場的話題，照後鏡只映出司機的那一雙眼睛，可能是對一 
直在談論深奧話題的客人產生好奇心，但今天不同於和美奈子在一起的那一次，用不着操心0 
rIFft 鄰現場的地方，有深四、五公尺的岩穴，銅劍就是在入 □ 處附近發現的，岩穴下面的土 
壤高突，只容許一倔人蹲身而進的高度，在那下面挖掘的話，說不定有石器時代遺物出現。也就 
是在石器時代的岩陰遺跡上形成彌生中期的祭祀趾遺跡所作的判斷與假量。」塚田講師很熱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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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 

進入寶塚市內， il 了橋，道路兩旁豎立高聳的峭壁 * 蓬萊峽快到了。 

宗三爲了儘量不要看到嫌惡的景色，所以側着臉和塚田繞舌地侃仮而談，阜子來往穿梭於柏 
油路上 ，這 種情形 和美奈子同行的時候，一點都没有不同的地方，一年前就彷彿如同昨天，在中 
途轉入小路，到達充澝了農村色彩的船坂部落。另外一位講師和學生五、六個人出來迎接他們， 
其他的人聽說還在現場。 . 

忽然，宗三看到在一家農家房屋後院的外廊聚集着六、七個穿着裉衫的人，還有一位穿着制 
服的警官，宗三心中爲之一怔，脫口問道： 

「那是什麼？」 

「哦 f . 對啦？一個禮拜前，在山中發現一具女人的屍體，聽說死亡時間已經過一年了，好像 
是他殁 ，所以警察來這裏調查……，老 師那麼我們去現場吧 ！」 塚田講師認爲這種事情與學術没 
有絲毫關係，於是便催促着宗三趕快到現場。 

聽到美奈子的屍體在一個星期前就稜發現，宗三的心楮大亂，平時雖然 X 無覺悟這種事遲早 
售被發現，但 是事到臨頭，宗三的身鹘似乎要矢去平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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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農家後院外廊上休息，穿着襯衫的工人和一身制服的警官，奸象就要從他背後逮他似 
的。塚田講師没有在電話報吿中提到這件事，可能是他的個性對鄧種事情不產生興趣的關係吧！ 
如果塚田講師當時即提出來的話，至少現在他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或許他那時就決定不要來。 
宗三想到這一點，對於走在前面年輕 "5 熱忱的考古學徒——塚田講師，產生一股埋怨的心情，讓 
他最難放心的是現在的調查情況，已經發現了一個星期了。現在還在大規模動員的捜索，到底美 
奈子的屍體是怎麼樣被發現的呢？他們爲何將一年前墜落的屍體，判斷爲他殺，是否已經知道身 
份？或者是另有發現到犯罪者的蛛絲馬跡，這些都不能積•極地去問塚田，他這 fl 人 ffl 殺人當成是 
世俗之事，毫不關心 C 如果在此情況下強問他反而會引起懷疑，不但如此，他亦會認爲自己對這 
種事情有舆趣，而感到奇怪，因此宗三故意裝成一副若無其事的漾子向塚田問說：： 

「達這種地方亦會發生這種事情嗎？那個屍 fi 是在什麼地方被人發現的，不會是在我們要進 
行發掘的現場吧！」宗三欲造成讓人想到如果是在發掘現場發現給予一種恐怖的意思。 

「不！和發掘現場還有一大段鉅離，發現屍體是那邊的方向！」塚田睾起左手，在他所指的 
方向有一團很繁茂的樹林，那上面有白白的岩山，宗三對山的形態尙有記億，不錯，那是和美奈 
子一起上去過的山，那時候是從那邊上來的，把她推落下去的斷崖 K 能從這兒看到。 

宗三移開蜆線，跟着塚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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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達的前一天，那女人的白骨屍體被人發現，如果早一點或許能夠看到！」在後面的 
學生跟他的伙伴說。 

——原來已經變成白骨了，那麼身份應該不會曉得吧丨衣服亦可能損壞到無法辨認的程度 
了，即使留下來，恐怕也很難以看出身份了吧！ 

——但是他們爲什麼判 K 從斷崖墜落的屍體係被人謀殺而死的呢？ 
r 那個女人是怎麼樣被殺的，是不是被人勒死的！」宗三邊走邊向跟在後面的學生問道 • 

一位留有満腮鬍鬚帶有中年人氣質的學生，此時露出白牙，用一種昂揚的聲音說： 
r 好像不是。我曾問辦事的別警，他說是被人從斷崖上推落下去而死的！」 

宗三聞言如同從心臟中聽到自己的呻吟聲。 

—— 爲什麼這樣子肯定呢？根據什麼呢？ 

r 這是因爲屍體的旁邊有從斷崖上連同滾落的三、四塊石頭，因爲附近没有這種石頭，如果 
是其他的情形應該没有石頭滾落才對！這就是說在女人墜落的時候，石頭也一起滾落下去的，在 
斷崖中途的榭木的枝椏被折斷而殘留在屍體的旁邊！」 

—— 封了！想到了，有那麼一回事，從上面看下去，美奈子的背後有一些石頭落下去，但是 
那時並不知道有榈木杉椏折斷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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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搞的！如果從船上跌落大海時，没有什麼石頭、樹木之類的東西跟着，當初一心想到在 
山中跌落和在大海跌落而死的情形没有什麼兩樣，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但是宗三又自我安慰 II 幹嗎？那麼怕，只這麼一點點，就害怕起來了，眞是不像話，太不 
像男子漢了。 

r 那女人說不定是在山中行走時，不小心失足墜落斷崖而死的，那爲什麼警方認爲是被人推 
落而死的呢？」宗三如此地吿訴學生說，他認爲自己的聲音很有力氣。 

r 我也問過邢警這一點，警察麗有司機差不多一年前，在有馬温泉載一對中年男女至蓬萊峽 
入口，司機曾經將這件事吿訴過他的家人，謇察聽了這種話……」 

—— 喔！那個司機吿訴過他的家人？ ：. 
r 警察聽到這些話，但是問題關鍵是那個司機，差不多在三個月前已經過世了，所以不嘵得 
是怎樣的男人將被害的女人帶來山中，警察也無法得到進一步的資料。」 

宗三緊張的心臓又鬆懈了下來。 ■ , 
r 因此警方判斷是那個男人將那個女人從斷崖上推落下去的，女人的屍體雖然化爲白骨了， 
但是年齡仍然可以推測出來，差不多是在四十歲左右，所以躅司機對他家人所講的情形很符合， 
如果司機 il 活着的話，就可以知道那男的到底長得怎麼樣，因此警方感到沒遺憾！」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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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如果是從有馬温泉載來的客人，不如從有馬温泉的旅舍做一地毯式的調查就可以知道躕！」 
另外一個學生說。「蕃方當然這麼做呀！聽警方說類似這對男女去住過的宿舍亦查出來了，可是 
因爲是一年前的事，中年成對的客人多的是，亦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女人被役。警方臨摹繪製嫌 
疑犯的素描亦無從着手……今天有那麼多的警察來的目的，是想再搜查一次現場，看能否找到一 
些蛛絲的東西！」 

r 老師，到了！」” . 丨 

走在前面的塚田講師回過頭來說。那邊有帶着登山帽、穿着裯衫的學生列隊款迎罘三的來 

,*!••• • ••, • \ - . \* 

以後的宗三對發掘工作一直没有心情，對塚田講師和正岡講師拿給他看的環狀列石的巧石， 
或學生們掘出來的石器與土器，或當地大學拿來 f 前發現的鋦劍等，亦只能說是視而不覺，無 
法貫注精紳傲學術性的觀察研究。 . 

在開始要做大規模發掘的計劃，兩位講師乃提出商討，但是宗三不能做眞正貫注精神的指 
示，只是虛應故事放任兩位講師去做，平常治學嚴謹的宗三，這次的舉止好像不太對勁，雨位講 
師亦覺潯奇怪。 

馬上開始發掘了，郅是由學生着手進行的，從分絜的小區域中，每個人都謹槇而仔細勉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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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土挖掘，挖到三十公分的深度，宗三看到學生一下子彎腰，一下子粑在地上，忙得不亦樂乎。 
可是宗三的思考則放在其他上面，美奈子的屍體在白骨化後才被發現。這一點都按照他的希望， 
但是警方判斷爲他殺則出乎他的意想之外，他體會出專家的可怕，同時也體會到外行人的膚淺， 
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定留有拫多的漏洞。 ， 

和美奈子一起搭坐計程車時，那車子的老司機對於在蓬萊峽入口處下車的中年男女留有印 
象，亦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他自以爲安全的司機原來是具有好奇心的危險目擊者。 

幸好那個司機去世了，只憑司機對家人所做有關經過的描述，相信對警方也没有什麼幫助才 
對，危險是過去了。據學生說，警方從司機所說的線索，找到有馬温泉的旅社，那一定是明月莊 
吧！但是那裏的人亦記不得一年前的男女斿客了，這也是幸運的，這麼說美奈子親手簽名的旅客 
住宿登記假名亦是很幸運的，如此第二個危险亦躱過了。但是屍體身份不知道是否被查證出來没 
有？不能再對學生進一步問有關這件事的情形了，對這件事太有興趣，反而會引起注意。 

美奈子失踪後，她的先生曾對警方提出搜查的請求，所以警方會將這具已經白骨化的屍體和 
美奈子失踪的事情瓒想在一起，對照分析，可是現在死者的瞼部已經無法辨認了，衣服亦已經腐 
烟了，看不出什麼特徵，那麼她的先生亦已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嘍，不過妇杲警察覺得可疑的 
話，仔細捜查美奈子的身份，以及吔的先生和周圍的人，恐怕也很麻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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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眞的會 ii 溯到十五、六年前美奈子的前夫——大哥嗎？茚伎會想 a 這一 sf ， fl 是當時的 
情形亦不會牽扯到宗三身上，不論那個時候和現在，只有美奈子和他知道他們間的關係 C 因而， 
那位老司機所看到的男人，警方會把他看成爲另外一個「男人」，搜查可能會朝相反的方面進 
行，最後自然遙 X 迷宮！ 

「老師，發現了這種東西！」塚田講師拿來五個磨製石器和已經弄淸麈土的櫛目文土器破 
片。 

r 櫛目文—這個地方的東西！」 

「旣然有飼戈出土，一定會有從北九州運去的，或是受北九州影響很深的土器出土呢！」 

r 可能性是有！但是也會是在三十公分以下才有！」 

宗三的心思依然不能貫注在考古上。 

宗三想，發展到現在還可以，但是從現在開始就不能太大意了，宗三這樣子自我警惕着。可 
不是嗎？警方再攻來此搜查以 BJ 没有收集到的證據物，可見警方對這件事很認眞，宗三又對自己 
可能没有想到餘漏洞擔心。不是嗎？已經從屍體旁發現一個墜^'的石頭和斷崖上樹木折斷而推論 
爲他殺的證據，自己以前都未曾想過，說 K ‘定還有很多自己想不到的地方或遺落的東西。 

宗三又認眞地回想，但是怎麼想也想不出美奈子從斷崖墜落時身上帶有什麼東西，旅行袋不 



159 扣狃的了掉镝一幸二十第 


白林 


用說，手提包也拿過來了。 

……突然宗三的身體被一種來自內部的衝擊而厘攣 I (啊！你上 衣的鈕扣是遺落在那裏) 
美奈子 的聲音又回到他的 耳際。 

「塚田！我想到那角落去休息一下，身體有些不舒服！」宗三說。 

「老師請！我也覺得老師的臉色不對！没有問題吧！」塚田講茚一副擔心的眼光辉詳着宗三 
的脸。 - > • 

「没有問題！昨夜_得晚，可能有一點疲勞吧！休息一下就會好吧！我到那邊去鞔一下！ J 
r 回到剛才來的農家休息怎麼樣！我陪您回去！」 . 

宗三吿訴塚田不必擔心，自顳而行，宗三的雙腳朝向美奈子楱屍的地點走去，差不多在什麼 
地方，大體上認得出來的。- 

—— 珂！你上衣的鈕 ?□ 掉落在那裏呢？美奈子駐足而言的那11地方，離斷崖還栢當遠。宗三 
馬上看他的上衣，果然，那個地方只剩下線頭而已。如果掉落的話，也只有在璲林裏的最後温存 
的地方。鈕扣是，宗三懷抱裏的美奈子激烈的動作而掉落的吧！當她躺在草地上的時候，宗三銳 
掉衣服，把它放在旅行袋上面，待美奈子站起來，宗三穿上衣服，但那時没有注意到，因爲他没 

有扣上鈕扣。那個鈕扣從前就已經有些鬆散而快要掉落下來了，前一天晚上，美奈子要向旅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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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借針線縫穩一點，結杲忘掉 Q 

!回到那邊檢回來怎麼樣，美奈子那時候這麼說，但是那個地方夏草和邂林很繁茂，藏在 
其中的小小鈕扣可能不容易找出來，要找出來的話亦是非営花時間的，倒不如趕快將美奈子帶往 
死地，交給死神，老是在那邊延遲的話，說不定會被人撞見。西裝外衣是百貨公司的半成衣，不 
平凡的一個鈕扣該不會成爲證據吧！於是他說： 

—— 算了吧！走吧！雖然有點不好看，可是把上衣脫掉拿在手上就看不出來了。 

—— 對啦！在去機場的途中，再去找找看有没有百貨行，買相似的鈕扣，我幫你縫。美奈子 
以爲她可以活着去伊丹機場而如此同意他。現在想起來，應該折回去檢回這粒鈕扣才對，雖然 - 
直在想，任何證據而不可留下，但還是百密一疏。 

現在刑警們在大規模搜查現場，不只是屍體發現的地方，也一定在追查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軌 
跡線索，擴大搜查範圍了！刑瞥們職業性的敏銳眼光，可能會從那個地方找出一個鈕扣亦說不定。 

那個鈕扣到處皆可以買到，很普通的東西，但經警方認爲是兇手的東西的話，可能會澈底追 
查鈕扣的來路，首先是製造的廠商、批發商、零售店，如此地追踪下去，從遏去的事例來看，有 
由一張普通的包裝紙和一條帶子，經他們追踪而發現兇手的例子是很多的，何況那個鈕扣是百貨 
行半成衣上的東西，不同於普通的小賣店、批發商可能對刑警說出百貨公司名，那家百貨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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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太以記賬方式購買的，很容易查出。 

宗三新的顧慮是，除了鈕扣以外是否還有美奈子的東西遺落 在那裏 ，如 此鈕扣的所有者和被 
害者的關係，可以馬上被查出 C 宗三此時發現没留意 的漏洞竟覺得到處都是。 

即使美奈子没有遺落東西，警方的直覺亦會從男人的鈕扣遺失在草叢上這事來 判斷兩者間在 
此發生過怎麼樣的行爲。在此方面警方的想像可能很豐富 a ， 

宗三環顧四方而行。在此山中亦有可容一人行走的小徑，雨參交錯 ，他 把視線 放在欲要發現 
記憶中的地點和對刊警的警戒。如果被簪方發現就準備如塚田所說的以 『身體不舒服』 理 由打發 
警方。但總之要在刑警到達以前抵達那個地點。 

宗三終於來到那個地點。季節恰同去年一樣，草叢_ •附近情況亦無 啥不同，容易捕捉記 
憶中的特徵。 . ： \ 

宗三伏在草叢堆中，吸着濃烈的草味。利用正好帶上來的登山用的登山刀 ，開 始割起雜草。 
後到的警方人員可能覺得懷疑，但只是 5 J 草亦不意味任何意思 c 更重要的事在尋找那 粒紐扣，如 
果有美奈子的東 s ' 遘落的話，亦順便檢回 。 r 

宗三砍下樹枝，留着汗，用樹枝撥土，如此在蟬聲中繼續作了將近一個鐘頭。 

鈕扣和美奈子的東西没有發現到，但卻另有其他的東西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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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玻璃釧子 

•*!_ • . 】•.!■•• i . : ^ 

蓬萊峽山中考古 H 作完畢後的三個月。 

宗三身邊無任何事情發生1仍然日日平靜。， • ••’ 

那以後回到東京，馬上到圖書銪參閱以愛媛縣爲主的地方報，他找到了在美奈子屍髅被發現 
十二天後的報導。 

『松山市「伊矛屋」 百貨行，西田慶太郎的太太1美奈子，從去年七月至關西方面旅行失 
踪至今，此次在蓬萊峽山由發現的白骨化屍體，由一些尙未腐熠的衣服碎片爲依據，經西田指認 
磋定是他太太出門旅行畤所 穿着的衣服，遺體因 lit 可以 S 1 定就是美奈子。據警方判斷美奈子不可 
能單獨到那種地方，並以當時所帶的手皮包和旅行袋遣失的理由推斷有被殺的嫌疑，當地的警察 

機關偵查小組目前正在漬極值查中。.一 
I 大約就是此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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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袋和手皮包的遺矢，——宗三心裏驚愕了一下，心想放在東京火車站的寄物處，已經 j 年 
以上，可能老早被處理掉了。此時警方想要尋找出來亦無法辦得到 C 

以後有關的報導報 e 偶而 fjl 登， H 看出值查遇到 B 1 旳， S 阴，0無任何使宗三 恐惺的字樣 ® 
從屍逋發現的三個月後—正確時間是從謀殺開始至今已有一年三個月 —— 漸漸使宗三相信搜査 
進入了迷宮停止偵查 C • , 

宗三從警方没有跟他接觸，推斷長谷澈一在伊丹機場所看到他們兩個人認爲没有關聯。如果 
長谷懷疑他，知道美奈子被謀殺，一定會吿訴西田，警方亦會因而知道的。 

偵查腳步雖不是直接的，卻曾一度接近宗三。大約在二個月前，因亡父法事，宗三兄弟們聚 
會，壽夫趁大嫂不在場的時候對宗三透露說： 

r 有駭人聽聞的涫息。據說美奈子去年夏天被謀殺，地點在寶塚附近的山中。」 
r 因警方尙無法找出兇手而到過這裏盤問，我回答說，幾十年前離開的太太的事情，我怎麼 
知道。」壽夫稍微知道前妻再嫁到松山某家百貨行。 r 警察亦太會纏人了，對十六年前離婚的原 
因，打破沙鍰問到底，他娓的！」 

宗三裝成頭一次聽到而感到十分驚訝。 

壽夫說：「當我11到美奈子被殺時，覺得那女人好可憐，如果當時不跟她強行分開亦不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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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不必強行分開 的話，哥哥你要是忍 B 就好了，如此我亦不會 1 下大 fa —宗三心想。 

實糜上哥哥並非討厭美奈子，要是没有黏在哥哥身邊的風麈女郎璜刀奪愛的話，他們亦不會 
仳離，而雖然和美奈子仳離，結果亦没有跟郓個女人結婚。聽說人生有很多浪費，但哥哥你這一 
浪費使弟弟面臨一生的危機呀！上了年紀的哥哥，一副極其平靜的表情，在宗三面前吞雲吐霧。 

當宗三聽到警方已來盤問哥哥時，爲自己揑下一把冷汗。警方雖很經人地來到十六年前的前 
夫處，所幸未涉及么弟。因爲舆美奈子的關係連壽夫亦不嘵得，所以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仔細想 
一想警方只來到哥哥的地方即折回不前，這不是證明警方不知道眞象嗎？如此反而更好，偵查的 
眼光料想不會再回到前夫的身上吧。宗三覺得好不容易走完一條長而陰象環生的橋。 

事實上美奈子屍體出現三個月以來，並没有出現什麼事，是故可以判斷值察已經去一段落 
了。一般而言，負責殺人事件的偵查小組，經過四、五十天未有任何進展就會解散，現在已經過 
九十天以上了，可以說是安全了吧。宗三認爲現在没有任何事情可對他構成威脅，乃重新體會出 
生存的價値。他的心情， I 如平安渡 ii 海上的颱風的船上的舵手一樣， S ! 坐在船首，面露會心的 
笑意，沉溺於戰勝大自然的喜悅中，並祝福美奈子安息九泉。， 

蓬萊峽中的考古調查報吿，以塚田、正岡兩位講師當助手逸行研究。在這個祭 I 址，發現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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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之外還發現一把細型銅劍，此爲莫大的收穫。紬型銅劍是從彌生前期末葉到中期的東西，出土 
幾乎限於九州，九州以東就不曾出現 C 這飼良是在銅戈出現的下面七十公分深度下偶然發現的， 
同時亦一起發現彌生中期後葉的櫛目文土器，而從這個上面，即比鋇戈地面再深入三十公 分深度 
處發現了彌生後期的土器，甴此推斷，這個祭祀址是由彌生中期與後期的遺跡所堆積而成的 o 以 
飼劍、飼戈來說，中央寬的東西，詖認爲是彌生後期的東西，從中國地方和近畿地方亦曾發現 
ii , fficfa 期的細型鋇劍在六角山一帶被發現是頭一次。在目前，只在此地出現軔鮮半島和九州圏 
內的細型鋦劍。而如何將此事跟九州圈連接起來而肯定它！這是宗三的研究主旨。 

但是宗三的心裏偶而會有一股衝動，想把一樣東西拿給人看。那樣東西是玻璃做的釧子。是 
他在找鈕扣的地方用樹技挖出時發現到的，玻璃釧子當時被他放在口袋中，不曾吿訴塚田和正 
岡。那是一項很珍貴的東西，但由於發現的地點不好，使他深感困惑。 

釧子是一種以貝殼做環狀橫切而成的東西，它有許多名稱，諸如貝釧、石釗(碧玉製)、鋦 
釗、鈴釧等因材料而有所不同，宗三所發現的玻釧，是來自古代中國的彌生中期的裒西，很可惜 
巳經裂成雨段。 

銅釧在近畿、九州以及其他的地方曾出現很多，但是玻璃£11以目前而言，只有雨個發現地， 

一爲丹後國中郡，一爲筑箭國遠賀郡須玖，怪不得宗三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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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郅個地方有土壙(没有石棺、石堉的七槨)，而准漬在那上面的土壤鏗前年睹風的洪水 
沖擊而流失，在那上面生長雜草，不然的話，不會因找鈕扣時，用榭枝挖開土面時玻璃就會被發 
現？ ： 

總之這是在考古學上最大的發現，這種幸運不可能會有第二次的。宗三心中興奮異常，認爲 
能在和美奈子擁抱的地方發現釧子，是頗富象徵意味的，女性愛用這種手環可從萬葉集的詩歌中 
看到，但欧詞中所描述亦僅是銅釧而已，而宗三所找到的則是玻璃釧子。、 

當從土中發現銀化鲍色的玻璃釧子時，宗三起初以爲是美奈子遺落的失物碎片。他覺得玻璃 
釧子是美奈子的靈魂將她掛在手中的東西送給他的。雖然殺死她，但那女人是澈底愛他的 I 

只是很遺憾，宗三 K 能公然發表關於玻璃釧子的事，因爲發現的地點不好，也因爲離殺美奈 
子的地方很近 ，自 己心虛，所以發現時亦不能拿铪塚田和正岡看 C 現在發表會讓他們產生懷疑 C 
當然應該在那時將此發現讓作業圑知道，使他們前往發現玻璃釧子的地點察看，但那地點是宗三 
所顧忌的。 

另外如發表發現釧子的地點，.一定會重新做大規模的發掘作業，假如釕時找到自己遺落的上 
衣鈕扣怎麼辦3今年穿來的衣服筘去年不同，所以不能將鈕扣說成是今年所掉落的。 

況且去年西裝上掉落的鈕扣，妻子因附近的商店没有此類的鈕扣，特地到百貨公司縫補。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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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一調查那家百貨公司，就馬上發現事實 o 

即使大規模發掘，紐扣亦不一定會發現 ，美 奈子 身上的 寅西可能也没有 ，然 fn 犯罪心盧 ，宗 
三不得不考慮 f>T 有的可能性。此種潛伏的危險性，必須時 常保持警惕。 

不幸的是宗三有股旺盛的做爲一個學術研究者的心理衝動。那是旣優越，又 想誇耀的心理 O 
這是學者的心理，亦是收藏家的誘惑。 

美奈子屍體發現 後 ，經 迓 四個月仍無任何動靜，如此 一來，宗三認爲偵 查已告 停止 ，所 以他 
就認爲危險已過，當研究者的心理衝動更加旺盛，終於禁不住衝動，將此 項發現和他祈熟悉的其 
他大學的考古學敎授提起，偷偷地展示釧子給他們看。 

「哇？爲什麼有如此的稀世珍品！」 

. 叫做山口的敎授目瞪口呆地說。 

山口要宗三 讓他多着一下。他將玻璃釗子放在 掌上凝視着 • 

「從那裏發掘出來的！」 

「不！不是發掘的！」 

宗三準備一套說詞向他們說2 
「從一家古董店買來的 。 J 



白林 


輪波海内168 


r 古董店！」 

r 古逭店要我代爲鑑定，後來以相當便宜的價格出售給我！ J 
r 那麼資給古逭店的人到底從那裹得來的？」 

r 如果知道的話就好了，據說，賣袷古1店的人未曾說些什麼？古茧 f £ 亦没有詳間，而且古 
董店亦認爲不是値錢的東西，所以也没記下賣者的姓名、地址，據古莆店說是四十關外的莊粽 

人。」 

由尔三按心中所想的說詞向山口解釋。 

「是否是附近縣份的人？」 

山口的眼光充滿好奇、羨慕之怠。 

「如果能知道一些的話，該有多好！」 
r 喂！對於這項珍品有没有準備發衷文窣！」 

「不！現在無此打算，因發現場所不同無從寫起，如果發表或許會受到學術界的一反駁，極端 
的說不定會說『釧子或許是去中國的人從那邊古 K 店 E 回來的 。 J J 
r 啊！太可惜 I .太可惜！」 

山口敎授連聲骐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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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個時候起經過了一年。也就是宗三殺害美奈子已經有了兩年，在此期間，宗三升爲敎 

授。 

這個夏天由當地的 P 大學考古學班在攝津宕倉山一帶作大規摸的發掘調查，這是受前年東京 
的 Z 大學發掘成功的剌激。 

而當地的大學比 Z 大學有更大的成杲。在那裏發現彌生中期到後期初葉的集落址數處，其中 
距離 Z 大學所發掘的場所一公里處的出土品，是很特殊的東西。計有多紐紺文鏡雨面，玻璃釧子 
一個，隨之亦有許多同時代的土器、石器出土。 

多 S 細文鏡過去只在日本發現四面，所以這個發現非常重要。雖然没有如他們期待的出現和 

其他出土一樣的鋇鐸，餌劍，但因爲附近有去年東京大學發現鉑型銅戈一個，所以可以推斷蓬衆 
峽山中就是彌生中期的祭祀址。 

但是比鏡子還重要的就是玻璃氟子的出現，因爲玻璃釧子被發現的例子比多紐細文鏡的發現 
率小，所以發掘調查組非常的高興。 

調查的結果在第二年的春天加以報導出來，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此時是離美奈子被殺害時間 
的二年半。 

再經過半年後，東京 G 大學 的山 口敎授，有一篇短文刊登 在 一 本綜合雜誌的隨筆櫊上 •大昝 



白林 


輪波海内170 


的內容如下： 

『去年的夏天，大阪 P 大學考古學敎室在岩倍山麓一帶的彌生中期遺跡進行發掘，成果豐碩 
，特別是發現玻璃釧子一個，使我們弈常的與奮。然而引起我最大與®的事是前年十月 Z 大學的 
江村宗三敎授，給我看和現在發掘出土 一樣的玻璃釧子。江村敎授所擁有的玻璃釧子，據說得自 
古董店，賣者古董店亦不認識，没留下姓名、地灶。因此這玻璃釧子出土地不明，江村敎授才没 
將此事發表出來，對江村敎授以及我們而言，是非常遺憾的。 

看到此次 P 大學的發掘謂查報吿，感覺江村敎授所得來的玻璃釧子或許也是從岩倉山麓出土 
的東西。那一帶有叫蓬萊峽的，因花岡岩被侵蝕而構成的奇景出名，或許是有一天某俚男人入峽 
中，偶然檢到玻璃釧子而不知是寶，直接或間接賣給東京的古董店，我這樣認定，是因這次發掘 
的玻璃釧子和那個完全一模一樣。 

如曰 iC 我的推測正確的話，我很羨慕江村敎授的幸運，同時也惋锆江村敎授手中的玻璃釧子的 
來路不明。』 

綜合雜誌的讀者很廣，假如關西地方的其縣警察局的刑警，看到山 a 教授的隨筆，那也很自 
然。那位刑警橋本，曾在兩年前參與蓬萊峽女屍謀殺案的調查 H 作，他雖然對考古學完全没興 
趣.，但由於當地的是大學發掘的玻璃釧子——和 P 大學在發現屍體的現場附近掘出的一模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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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釧子 波賣到隶京的占 董店來，引起橋本的注意。那件段人案至今毫無進展，有如石沉大海； 
橋本曾 經是專案小耝的一員 ，現在仍然耿耿於懷 C 

另外 出現在隨筆攔上的江村敎授名字，橋本亦有記憶，但 同姓的人不是東京大學的敎授而是 
靜岡一家餅店的店主。橋本找來參與兩年前偵查 H 作的下屬？ 

「你不是曾經找過叫做江村的人，盤問過他，做爲該案的參考人嗎 ？ J 
「有！他叫做江村壽夫，是被害者的齚夫，十八年前離婚，因爲當時江村有其佌的女人，所 
以美奈子要求離婚。其後她再嫁給松山的西田慶太郎。當時不是認爲江村壽夫與此案無關嗎？… 
…」 ’ 
r 姓江村的，我認爲不太多！東京大學的江村宗三敎授會不會是江村壽夫的载戚，你去查一 

查，但不要讓壽夫和宗三敎授知道。」 . 
「是東京大學 的老師嗎？啊！我知道了，你是說被害者的旅行袋和手皮包在東京的寄物處出 

現，因此認爲舆東京方面有關！」 

「可以這麼說！」 

專案小組在解散前 昕獲的資料，超出宗三所能想 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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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天網恢铳 

• . : •■•-. 〆 

蓬萊峽專案小組根據美奈子丈夫慶太郎之言，知道美奈子出門旅行時曾帶有手提包和旅行 
袋，因這兩件東西的遺失，所以做成資料透過全國各地的警察局，調查各地的當舖，車站行李寄 
放處。東京車站曾反應過有許多犯案的人無法處理被害者的東西，寄存於火車站，而不再理會， 
帶給他們莫大的困擾。 

車站的行李寄放處，寄託期限十五天，過期以「所有者不明的行李」公報出來，如果寄放者 
不出面，再予以保留半年，過後半年 S 歸國鐵所有，而钹拍賣。因爲這類铵拍賣的和被遺忘在電 
車上的行李攔上的東西凑在一起，所以此類旅行袋數量可觀。 

拍賣的對象限於國鐵指定的舊貨商，一次投標即由將近二十個來自全國的古貨商人進行投 
標。一旦轉入舊貨商中，要找一個旅行袋是不可能的。因爲專案小紐通吿查詢的東西，寄放在行 
李寄放處已經一年以上，本來是查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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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東京車站處分無主東西的公報尙在保眘中，而從公锊中列出的東西項目找出與專案小紐所 
要的大小形象類似。 

這個旅行袋形態、顏色、大小•，手提包的款式、花樣，裏面的裒西……等等，皆和慶太郎所 
提供的資料完全符合，這些東西本來不足成爲證明所有者身份的線索，但是如果和前面所述的特 
徵一致就變得很有用。 

車站職員翻閱存拫才知道那男的將手皮包和麼行袋拿來寄放的時間相當於美奈子被殺時，亦 
就是一年前的七月。寄放行李處都有記錄寄放者的名字與住址： 
r 仙臺市青葉町十五番地田村潔」。 

警方照會仙臺警察局，判定是化名，而且以左手書寫的拙劣的文字，避免彼人認出筆跡。 
從記錄簿無法採集到犯人的指紋，專案小組認爲是兇手完成蓬萊峽行兇回寅京，然後將被害 
者的行李寄放在這裒的，從這點來判斷犯人住在東京或者和東京有關係。 

遺憾的是東京車站的行李寄放處，無法得知一年前來此寄放行李的男人的臉和年紀身高。 
當時專案小組追查到這裏再也没有任何進展。 

專案小組有雨個假設，一爲女人單獨走在山中被人殺害，這種說法有許多漏洞而咕不注顆， 




白林 


輪波海内174 


所以才枕用第二個假設 II 情殺 C 最火的推 il 侬據就是司機將被害者及她的悄人從冇馬温泉載到 
蓬萊峽入口處 C . 可惜司機 Efe ? 過世，對專案小組來說 fil • 稀很大的打擊 C 

只憑一項左手所寫的筆跡亦無濟於事。如此專案小組經過五十天後就被解散，案情進入膠趙 
狀態，再經過一年。 • 

——但是現在橋木的部下報吿說從被害赶前夫江村壽夫調查得悉，江村宗三是為 夫的么弟。 
如此一來美奈子和宗三的案愔距離愈來愈小，但亦不能憑此就將兩人牽連在一起。 

美奈子和 IS 夫十八年前離婚，原因亦很淸楚。但橋本的興趣是很執拗的，認爲從山 n 敎授隨 
筆所說的玻璃釧子，在常地大學發掘以前宗三手中就已經擁有迢項東西，而且在發掘常中夫曾吿 
訴塚田和正岡兩位講師，逍是橋木向兩年前參加蓬萊峽發掘 H 作的塚田詢問此事所得出的紡論 o 
橋本問塚田說： 

r 發掘那時候，您曾看到江村敎授有任何奇怪的行動嗎 ？J . 

「江村敎授晚了四、五天才到現場，他說有事倩，來到現場時臉色亦不好，他說感覺 ® 庋 
倦，要調劑一下怙緒而到四周走了一圈，離開我們大約有一個鐘頭左右。對！對！正好是鸷 方進 
行第二次調査的時候。」 

r 江村敎授那個時候是否知道在這以前有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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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像是頭一次聽到，他似乎從迮在一起的學生聊天知道的！ J 
r 江村敎授臉色不好是那個時候的事嗎？」 

「我也不太淸楚，記得他說不舒服，想走一走，是那以後的事 ！ j 
橋本揣摩着：宗：二所以比往常遲來一點，是否因迷萊峽發現的屍體节，使他磚躇不前？ 

雖然塚田說江村敎授是從學生口中得知运件事的，但事實上是否他新到許多刑警在，而心悄 
懦張 r 

橋 本提起有關山口敎授隨笨 一事。 

「 那一件事很奇怪，如果江村敎授去發掘 現埸 途中發現玻璃釧子的話 ，應 該會跟 我們脫。另 
外在那以前成以後在古萤店獲得那樣束西的話，亦舍跟我們提起，而且那個東西是 ，在曰 本過去 
很少被發現到古物，所以即使來源不明也應該會發表在專門雜誌上才對。」 

塚田斜着頭表示奇怪。 

橋本有一個假設；這個玻璃釧子是否是宗三和獒奈子去蓬萊峽中發現的，因此不敢公開。 
但橋本不敢憑此就去找宗三，如果被宗三否定，值杳：即又：冉次膠着了。或許他會說連古董店 
行號亦忘掉。事到如此，最好從宗三和美奈子間的關係來尋找線索，而 a 5 g 杳的 ffi 點應在兩人間 
的關係爲何密切到足以 fr 殺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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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太郎吿訴橋本說美奈子在命案發生以前，因商務關係每三個月上東京一次，停留四晚左右 
即回松山。通常下榻在東京車站附近的飯店。 

如果美奈子和宗三有關係的話，就是在美奈子上東京的期間，於是橋本派部下到那家飯店調 
查，據飯店方面的人表示，美奈子在被害以前的三年裏，差不多每三個月就上東京一次，住進該 
飯店，到了最後一年，在東京時，每天差不多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到飯店，在這以前，大都在傍晚 
五點左右就會回到飯店的。 

晚歸可能就是宗三和美奈子在幽會。時間發生在三年中美奈子上東京的最後一年——橋本心 
想。 

那麽兩個人的這種關係是怎麼樣開始的昵？對宗三來說，美奈子曾經是他的嫂嫂，對美奈子 
而言，宗三曾經是他的小叔。或許雨個人從那時候就已經有了旁人不知道的戀愛關係，而美奈子 
因商務上東京的第三年，偶然在東京的某個地方碰面，於是死灰復燃。 

如果是如此的話詢問壽夫是很 S 尬的，橋本決定暫時牌此事擱住，待資料弄得更淸楚後再 

說。 

美奈子是妇何跟丈夫襃太郎解輝爲何那麼晚才同去鈑店的，橋本爲此用電話»問慶太郎。 

慶太郎設他不相信美奈子在外面有男人，可是對這種說法因意外感致很驚詔。橋本覺得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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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好可憐。冏他說太太上束京時去那些地方， a 太郎即列舉同笼#及 H 貨公司等败家的行號名 
稱，其中有一家是日木橋很有歷史的百貨行，店主叫長谷平太郎，他的兄子在當新聞記者叫做長 
谷澈一,自己和他很熟，當然美奈子亦是。 

橋本派部下將上述的百貨公司逐 一 調査，問上日本橋百貨行時，才得到所希望的線索，老店 
東說： 

「伊矛屋的太太實在很可憐。上東京時常到我們道裏來，而我也軎歡旅行，每次到四國時都 
會到伊矛屋去。正好我兒子澈一在太太被害以前，不期而然地在大阪的伊丹機場和她碰面。從 B 
期推算是太太被害的前天，或前兩天吧 。 J 

部下向橋木如此報吿。 ' ‘ 

橋本於是趕快去有樂町的某報社訪問 S 谷澈一。 

「那些話是我跟父親說的，我確實在伊丹機埸碰到伊矛屋的太太•被害時聽說足在關西旅行 
中，如此的話，那天就是她被殺害的前一天或者前兩天吧！以日期推筧，我是這麼 SB 爲的 。 J 

「在機埸的話，那麼美奈子是否打算搭飛機！」 

r 因爲我也是以爲她要等候往松山的飛機，偶然碰面……對！對！我有一位朋夂是大學敎搜 
•正好和他在講話時，猛然看到她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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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敎授？」橋本眼睛踭得大大的：「池叫傲什麼名字？」 

「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 Z 大學的江村宗三敎授0」 

「嗯！嗯！ J 橋本心中 有數。 

「你認識江村嗎？」長谷感覺奇怪說。 
r 不！我不認識。」 

r 最近好像稍微出了名。郓一次在兩天前也在新幹線『光號』特決車的餐車上碰到他，據說 
是要出席學會的會議。在機場碰到的是第二次，我在機場碰到伊矛屋的太太和她寒暄，然後聊 
天…… OJ 

r 等一等！美奈子和江村敎授是否在一起！」 

「不！不！分開的，因爲雨個人之間亦没有什麼關係，好像互不認識 ！ J 
「你有没有介紹他們！」 

「没有。没有那種必要，在我和太太談話時，江村不知何時就不 見了！」 
r 那麼留下來的美奈子和你談了多久？」 

「時間嗎？差不多雨分鐘，太太就說『對不起』，隨後消失於候機室的人潮之中 。我也因爲 
往裒京的廣播 K 始，所以也就匆匆離開，我以爲美奈子是搭上午飛松 山的飛 機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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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打冚話到縣聲察局，請他們調奄三年前的七月 fi 谷敵一和宗三在新幹線碰而的曰子和再 
次在伊丹機場碰到宗三的日子間，在大阪是否有皋行過考古學會的會議，有的話，宗三有無山席 
，希望能照會一下 C - 

迓個问答是說在此期間大阪没有那種性質的學會會議。 

由這些資料判斷，橋本有信心認爲殺害美奈子的人，八九不離十是宗三，但是橋本亦不能只 
憑這些資料去找宗三。 

包括犯罪當天的 .77. 大中，宗二的不在場證明，可能無法成立。如果盤問他的話，他可能舍回 
答說不是去參加 ® 舍會議而是去關西的某某地方旅行，當然不舍有足資證明的東西。但亦不能憑 
此就將美奈子的被害和他強聯在一起。 

糟糕的是美奈子被害日期無法確定。即使她從松山市出發到失踪的期間和宗三關四旅行期間 
吻合來說 ，一口 一她的死亡日期没苻確定以上，他不能據以不在設明而牽扯在|起 c 因爲從一年後 
被發現的白骨 M 體無法判定被害曰期。 . 

要盤問宗三很簡單，但橋本道還缺之有力證據。囚爲宗三爲什麼要殺苒美奈子，其動機和兩 
莕間的關係，橋本亦一無所知，而且對方是大學敎授，豈可不愼重。 

iH 倘枣件，没有 fr 何物哲上的證據。已出現的情況只是宗三銳謊的學合出差期間和羌奈子的 



白林 


輪波海内180 


失踪期間相一致，另外有人在同一時間碰見他們兩個人，祇有這兩樣，而且對於後者，目擊者還 
說： 

「兩人之間，我並不認爲是相識關係。 J 所以如果宗三說不知道美奈子在場，而加以否認的 
話，亦拿他没有辦法。當然，橋本知道那是宗三的遁詞。因爲兩 a 人是同行，才需要在長谷面前 
裝做不認 la 。 

如長谷所推測的，美奈子是在機場碰面的稍後被殺害的，而橋本認爲是被宗三殺害的。 

順序是從機場搭計程車去有馬温泉，住宿一夜，再搭計程車到蓬萊峽的入口處。雖然假設至 
此，但最重要的是宗三和美奈子密切的關係是怎麼樣形成的，橋本無法假設 C 十五年前的嫂叔是 
在怎樣的動機粕機會下形成如此的關係，這假設如果不能確定的話，就會缺乏追究宗三的有力憑 
藉，這也是起因於「物質證據」太薄弱的關係 C 

要把宗三當成媛疑犯，缺乏形成 r 有力的證據環」的確定資料，因而使整個調查陷入滯阻不 
前的狀態。於是橋本盡力在尋找證據。希望宗三能留下若干把柄和漏洞，果然這漏洞從很意外的 
地方被發現了。橋本從雨個人在東京和松山市的出發日期及住在有馬温泉的日期推算出來， E 爲 
中間尙有其他四國和山陽地方一帶的旅行，所以對岡山、廣島縣的旅館和交通業者展示兩人的相 
片，終於從這裏得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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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道 交通公司的年輕司 機 提出證言說： 

r 差不多在三年前的七月，我將兩侗人從尾道車站載到千光寺山的內海莊。已經是三年前的 
事，你們問內海莊的人說不定不噍得，因爲那家旅社很忙，對於只住一夜的客人，怎麼會一直記 
得呢？ 

你說我爲什麽會記得，那是因爲這個男的在前兩個禮拜前我曾經在東京載過，亦就是差不多 
那時的兩個月前，東京計程車司機不足，所以我就從尾道被招 M 去。因東京的地理我不淸楚。我 
是從池袋載他的，客人抱怨我把路搞錯，開頭我乖乖地被訓，但他太嚕囌，我跟他吵起來，因此 

我從後視鏡朝他瞪眼，所以能記得很淸楚，是這個傢伙没錯。後來 . 我認爲東京還是不適合 

我，因此又回到尾道 H 作 c 有一天在尾道車站候客時，這個男的和女的搭我的計程車去内海莊。 
因爲太偶然了，一開始我嚇了一跳，但對方並不記得我。他萬寓不會想到朿京的計程車司機會來 
尾道工作，而且搭車的乘客亦不會熟記計程車司機的面呀！對！對！在池袋載這個男的時候，就 
是這個女的先搭前面的車子離去 CM 個男的站在車外面送迢個女的搭車。那一帶供人幽會的小旅 
館很多，他們一定是從裏而的某家旅館出來的。查一查那一帶旅館的話，他們可能是常客，裏面 
的服務生可能記得 。 J 1. 

事情就到此《栴大白，而對於朵三來說，他做袈也 its 不到#在池袋碰到這個祇在東京 H 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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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要命司機，這眞是 i 3 羅夢。也應驗了中國的一句古代成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 -全文完- 



